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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風十分猛，乾草團和被虱捲起來的砂石，在路面上打着滾，砂石在路面上擦 
過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 C 路面很不平坦，有的地方，路面陷下成了老大的土坑。每 
一個土坑中，都是被風吹進去的乾草團，在土坑中滾動着，間或有一兩個乾草團， 
從土坑中被風吹了出來，又向前翻翻滾滾地吹了出去。 

天地間像是佈滿了一片黃濛濛的顏色，視力只能達到兩三丈開外，路上荒凉得 
很，半晌不見行旅，但是在風聲中，也有一陣馬蹄聲，傳了過來。 

不一會，便看到一匹駿馬，馬上的人，幾乎全身都伏在馬背上，正在控轡疾 
馳，那馬兒十分神駿，馬上的人騎術也十分精，遇到路面上有土坑，騎者一提韁 
繩，馬兒發出一聲長嘶，便疾躍而過，絕不需停•下來繞道。馬兒像是從土塵漫漫中 
疾衝了出來的，轉眼之間，便躍過了好幾個土坑，馬上的人似乎除了趕路之外，絕 
不想及其它。 

而事實上，在這條荒凉的路上，也確然沒有什麼可以注意的，除了在路面上滾 
動着的草團和飛揚的塵土之外， S 本沒有別 J 活••%的東西。 

但是，變故却突然發生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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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< 


就在那匹駿馬又躍過一個土坑之際，在那土坑的乾草團中，突然有一柄長劍， 
向上疾刺了出來！ 

那柄長劍是從乾草團中疾刺了出來的，長劍立時刺進了馬腹之中，而那馬兒這 
時，正是在向前飛躍而出，哪裏收得住勢子？ 

就在長剣一剌進馬腹之際，那馬兒發出了 一聲急嘶，仍然向前衝了過去，長劍 
的劍鋒，在馬腹上剖過，將那馬腹剖開了一大半！ 

那馬兒仍然竄過了土坑，才突然仆跌在地，而在土坑之內，草團翻飛中，一個 
黑衣蒙面人，突然直挺而起，剣光霍霍，向馬背上那人疾刺而出！ 

馬背上那人，在刹那之間，可以說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！他正在飛馳趕 
路，突然之間，胯下的馬兒一聲急嘶，已仆倒在地，等他低頭看去時，那馬兒已倒 
在血泊之中，不能動彈了！ 

那人自是大吃一驚，而也就在此際，他已然覺出，背後在「呼呼」的風聲之 
中，已有金刃破空之聲傳到，那是分明有人在向他偸襲了！ 

那人發出了一聲怪叫，身形一蹤，向前疾掠了出去，那黑衣蒙面人的一劍，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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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堪剌到了離那人的背後，只有三四寸處，劍勢已盡，未能再向前刺出，而那人的身 
形，已向前飛掠而出。 

黑衣蒙面人身形陡凝，左手一翻，「嗤嗤嗤一三下響，三點銀星’已向前電射 
而出！ 

那三點銀星的去勢十分之快，只見銀光一閃而已，急切間’也看不淸那究竟是 
什麼 暗器！ 

那人在馬兒暗算仆地之後，倉皇棄馬向前掠出，能夠在百忙之中，避開了那黑 
衣蒙面人的一劍，已不是易事 C 

他本來是想立時轉過身來應敵的，可是暗器嘶空之聲，却跟着傳到！ 

那人的身形仍然在向前急掠而出，但是他的身子，却突然側了一側 C 
就在他的身子一側間，「嗤」地一聲，一枚暗器，緊貼着他頰邊掠過。那人也 

早已掣劍在手，反手一劍，將另一枚暗器，砸飛了開去。 

可是，當他砸開第二枚暗器之際，第三枚暗器，也已飛到，他趕緊一扭腰身 
時，却還是慢了一步，那一枚暗器，正射中在他的腰際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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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鵪 


那人立時一伸手，揑住了那枚暗器，一個轉身，轉了過來。他捏在手中的，乃 
是一支三寸來長，通體銀光閃閃的小劍，在劍柄之上，用銀絲盤着一隻鳳，十分精 
緻。 

那人將小劍自腰際拔出之後，腰中鲜血直流，但是他的身子還是穩穩地站着， 
只聽得他厲聲道：「你是鳳七姑的什麼人？你已害了我兩個師弟，如今又想來害 
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」 

黑衣蒙面人一躍向前，手中長剣，突然「颼」地一劍，向那人胸前，疾刺而 
出。那一劍的去勢，雖然凌厲，但是和他剛才突然受到偸襲時的那種凶險情形而 
論，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。 

但是那人一見了那一劍刺到， S 色却突然大變，失聲道： r 你是誰？你何以會 
使本門的劍法？」 

黑衣蒙面人並不答話，那一剣仍然疾刺向前，那人騰地後退了 一步，手腕一 • 
振，也是一劍向前剌出，劍尖對準了黑衣蒙面人的劍尖，使的剝法，竟和那黑衣蒙 
面人的刽法，一模一樣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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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黑衣蒙面人一見對方出劍，立時手臂一縮，收回劍去，身子略略一轉，身形跟 
着掠出，但是他只是掠出了兩三步，身子一矮，「.!?」地一劍，又自斜刺裏攻到 C 
那一剣的刽勢，十分異特，釗尖斜斜向上，直取那人的腰際！ 

那人面上神色，更是驚怒交集，大喝一聲，道： r 這是恩師的三才劍法，你是 
什麼人，何以會使，你……你難道竟是本門中人？」 

他一面厲聲疾喝，一面廻劍相迎，但是那黑衣蒙面人只是不出聲，一招不中， 

二招又鉍，劍招綿綿不絕，他們兩人，轉眼之間，便打了十七八招，每一招的招 
式，竟全是一樣的！ . - 
在那樣的淸形下，本來是極難分出勝負來的，但是那人腰際却一上來就受了 
傷，那傷口並不大，然而在受了蕩之後，那人根本沒有機會封穴止血，是以血一直 
向下淌着，將他的褲子，染紅了半邊，而且，他覺得傷口一直沒有疼痛之感，反倒 
是麻癢的感覺，越來越甚了。 

那柄小釗上，是喂有劇毒的！ 

那人每出一招-必然喝問對方是什麼人，何以會使天下第一劍派，獨門秘傳的5 




最後一釗螭 


三才劍法。但是，那黑衣蒙面人，却自始至終，未曾出一點聲！ 

那人在打了十七八招之後，動作漸漸慢了下來，身形也變得踉蹌不定了，黑衣 
蒙面人的劍法却越來越緊， r 颼」地一劍，直取那人的面門。 

那人對黑衣蒙面人的劍招，了然於胸，因爲那正是他從小到大，在他師父，天 
涯三絕蒙威門下所學到的劍法，他也知道，那一剣直取他面門的招式，叫做 r 天起 
烏雲」，接下來的一招變化，必然是 r 地無大環」，然後，就是一招 r 人心難 

測」。那是三才劍法「天地人」三種變化，每一招之中，三個變化，連環相應，綿 
綿不絕。 : 

然而那人不明白的是，何以那黑衣蒙面人會使這一套三才剣法！ 

他 fa 果會使這三才劍法，那一定是自己的同門，但是他究竟是什麼人？ 

師父天涯三絕已屆六十高齡，六十壽誕就在兩個月之後，散居在各地的三絕派 
門人，也都齊去祝壽，各弟子也知道這次祝壽的意義，非比尋常，師父已有意封劍 

不出，那麼他選誰來繼任這一代劍派的掌門人呢？ 

三絕派的門人並不多，璁共只有八個人，那中了暗算人是天涯三絕的第三個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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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劍 


子，姓威，名明。威明自隴西趕往開封府，已聽到五師弟，六師弟兩人，在陝甘道 

上被人所害的消息了。 • 

由於被害的是三絕派的弟子，這件事自然是褰動武林的，而更令得武林中人震 
驚的是，在被害人的身邊，都發現有三寸來長的小劎。那種小劍自然是當作暗器用 
的，而在釗柄之上，則用銀絲盤出一個鳳凰來 e 

對於那種暗器，武林中人，絕不陌生，那是黑道上人，聽到了她的名字，也不 
免心驚肉跳的一個人所有的，這個人，貌美如花，心毒如蠍，年紀輕輕，但是死在 
她手中的人不知多少，她在最近兩三年來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並沒有人再見過她，但 
是她的名字，她用的暗器，一提出來，却還是令人心驚肉跳的！ 

這個女魔頭便是鳳七姑！ 

當威明突然中了暗算，自瞟際拔出那柄小劍之際，威明只當自己中了鳳七姑的 
暗算 n 但是那黑衣蒙面人，却分明是個男人，所以威明以爲他是鳳七姑派來的人。 

但是，當那黑衣蒙面人一出手之際，威明心中的疑惑，却越來越甚了，那黑衣 
豕面人一出手開始，所使的每一招釗法，都是三絕派中的劍法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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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< 


從那事實來看，那黑衣蒙面人一定是三絕派中的人！但二二絕派中的人，爲什 
麼要害自己的師兄弟？又爲什麼要用鳳七姑的暗器？ 

威明心中知道，這樣的事，在師父天涯三絕蒙威六十壽辰之前發生，其中一定 
有着極大的陰謀！ . 

可是威明却沒有機會去進一步地想這些了，那黑衣蒙面人一劍向他的面門刺 
出，威明連忙揚手擧劍來格 C 本來，他旣然熟知對方的劍招，那一格，可以將對方 
的長劍格開，是毫無問題的。 

但是，他的右臂才擧到一半，他腰際中了小劍之處的麻木感，却又迅速地傳了 
上來，竟令得他的手臂，擧到了一半，便再也難以擧得起來！ 

他本來是想擧釗來格的，突然之間長劍提不上來，再想後退趨避時，却已來不 
及了！電光石火之間，他只覺得臉上一陣劇痛，血花濺了開來，熱呼呼的鮮血，立 

時糊住了他的雙眼，令得他根本看不淸眼前的東西！ 

黑衣蒙面人那一釗得手，劍尖已在威明的臉上，劃出了一個極深的口子，他的 
長劍向下一沉，劍尖在威明的下顎上刺過，到了威明的胸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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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威明大叫一聲，道： r 你——」 

可是他只叫出了 一個字，黑衣蒙面人的長劍，便已向前一送。威明的身子突然 
一挺，黑衣蒙面人的那一劍，刺得十分之深，鮮血自威明的背後，直冒了出來，里_ 
衣蒙面人身形後退，一脚踹向前，將威明的身子，踢出老遠。 

他一殺了威明，立時身形掠起，向前疾馳而出，奔出了半哩許，一聲長嗉，只 
見路邊草叢中，一匹馬兒奔了過來，他又翻身上馬，策着馬向前疾奔而出。 

又奔出了十來里，天色已然漸漸黑了下來，前面有好大一片林子，他直進了林 
子中，在林中，有一座古廟，黑衣蒙面人一直到了古廟之前，才落下馬來。 

他一落下馬背來之後，却並不立時進廟去，而是閃身到了 一株大樹之後。在那 
大樹的後面，他以極其迅速的動作，除下了蒙面的黑巾，脫下了身上的黑衣，將之 
團成了一團，拋向樹上。 

那黑衣蒙面人的動作十分快，但是，他在殺死了威明之後，也正因爲他離得太 
快了，所以，他未曾看到就在他掠出之後不久，在路邊的草叢中，有一個女子，悄 

沒聲地掠了出來。 • •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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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 4 


那女子的行動，了無聲息，而且，她的輕功造詣分明十分之高，因爲她從草叢 
中掠出來的時候，身子竟像是隨風飄了出來 .一 樣。 

那女子一身灰衣，也蒙着臉，她飄到了威明的屍體之旁，低頭看着。 

她的視線落在威明的左手之上。威明的左手，緊緊地握着，握在他手中的，就 
是黑衣蒙面人一上來就發出暗算他的那柄小劍。 

那女子只是站着，低頭看了一會，並沒有什麼別的動作，便已飄身隱沒在草叢 
之中了 o 

那黑衣蒙面人當然不知道這件事，因爲他在一殺死威明之後，便立時離開了。 
這時，黑衣蒙面人在一除去了黑衣和蒙面的黑布之後，身形掠起，躍過古廟的 

圍牆，落到了廟中。 ‘ 

XXX 

廟堂中的佛像，不但金漆剝落，而且，佛身也已毀壞不堪了，以致根本分不出 
供奉的是什麼菩薩來，在神像之前的是一隻已倒坍了的供桌。 

廟堂中心，燃着一堆火，火堆旁邊，坐着五個人 ：. a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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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創 


那五個人年紀最大的，也只不過三十來歲，年紀最輕的一個，看來只有二十三 
四歲，他們全都毫無例外的一身勁裝。 

但是在火光的照映下，他們的臉上，也都現出一種十分焦慮憤怒的神情。 

他們時不時地抬頭來，望向廟外，看樣子，他們好像是正在等着什麼人。 

而顯然，他們要等的人並沒有來，所以他們的神情，才會那樣地不安。 

他們誰都不說話，只有火堆中的木塊，不時爆出了 r 必必剝剝 I 的聲音來，更 
使人覺得氣氛的緊張。 

終於，五個人中，年紀最輕的那個，打破了沉寂，他叫道：「大師哥！」 

被稱着「大師哥 J 的，是五個人中年紀最大的一個，他大約有三十五六年紀， 

身形瘦削，面形狹長，兩道濃眉，壓着一雙十分有神的眼睛，在他的左頰之上，有 
着一道十分深長的疤痕，一望而知，那是長劍劃出來的。 .. 

他臉 上的那道疤痕，是他才一離開師父，和竹林三妖動手時負的衡，但是竹林 
三妖却一個也未能在他的劍下逃出命去，那一戰，他瞼上雖然多了一道永遠去不掉 
的疤痕，但是也使他聲名大噪，一提起天涯三絕的大弟子司徒洪來，武林中也鮮有 11 



最後一 


不知他名頭的了。_ ' 

這時，司陡洪有點不安似地抬起頭來，答應了 一 S 。 ” 

年紀最輕的那個，是天涯三絕蒙威的關山門弟子，入師才不過四年，但天資聰 
穎，劍法上的造詣，也不在他幾個師兄之下了，他姓陸，名1揚，乃是皋蘭河威鏢 
局總鏢頭的兒子。 

陸 I 揚唇上動了動，像是他要講的話，需要極大的勇氣，才能講得出來一樣， 
別的幾個人，都.一齊向他望來，他這才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大師哥，二師哥何以這 
上下還未曾到？他……會不會也和五師哥，六師哥一樣，被……鳳七姑所害？」 

陸1揚這句話一出口，各人的面色，都爲之一變，司徒洪頰上的那道疤痕，本 

來是鮮紅色的，但是一下子也變成了慘白色。 

他霍地站了起來，道 •• 「八師弟說得是，三師弟在天未黑之前，就應該可以趕 
到此處，和我們相會的，如今他還未到來，就算他不是爲……鳳七姑所害，也一定 
有了意外，我們去看看！」 

司徒洪一站起，其餘四人，也一齊站了起來，有一個身形矮样的 f 看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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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分急，一站起，便待向門外闖去，但司徒洪立時沉 S 道：「四師弟，慢一慢！」 

那身形矮胖的是天涯三絕的第四弟子，姓陳名雄白。司徒洪一叫，他立時站 
着，而另一個身形修長，看來長身玉立，英氣勃勃的却道：「大師哥，三師哥只怕 
正有急難，我們還等什麼？」 

司徒洪吸了 一口氣，道： r 二師弟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一直各自在外行事，此 
次師父六十壽辰，我們才有機會聚在一齊，準備齊赴開封府，令他老人家見我們八 
人一齊前去，心中高興，但是五師弟，六師弟却半途遇難，如今三師弟又顯然出了 
意外，我看這事非同小可，我們可得小心從事才好！」 

那排行第二的，姓萬，名舜水，只見他兩道濃眉一揚，道： r 大師哥，難道我 
們不理三師弟死活了麼？我們趕路沿途向上找去，只怕還可以遇上他哩，若在這裏 
慢慢商討，只怕——」 

陳雄白性子最急，忙道：「二師哥說得是，我們快去！」 

他一面叫，一面「砰」地一聲，向廟門撞去，將半扇本已搖搖欲嗜的廟門，撞 
得跌出老遠，他人也飛身而出，在廟門外，拴着不少匹馬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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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鵪 


陳雄白一掠了出來，其餘各人也都跟了出來，一個身形矮小的走在最後，他手 
中執了好幾個火把，道：「天色黑了，沒有火把，看不眞切，你們接住了！」 

他將火把一個一個向前拋去，每人接了 一個。司徒洪道：「還是七師弟想得周 

到。」 

萬舜水道： r 自然，七師弟號稱小諸葛，一提小諸葛孫貴，武林中無人不 
知。」 

那身形矮小的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，但是一臉精神之色，使人一望便知他是一 
個心思極之靈敏的人，他正是天涯三絕的七弟子孫貴。 

孫貴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二師哥，你可別拿師弟來開玩笑！』 

萬舜水已然上了馬，他在馬背上一揚鞭，道：「快上馬吧，不要廢話了！」 

五個人齊上了馬，向前疾馳而出 C 

這時，天色已十分黑暗了，那五匹駿馬在道上飛馳，蹄聲得得聲勢十分驚人， 
轉眼之間，便奔出了十來里，萬舜水奔在最前面，突然之間，他看到了躺在路中心 
的威明，和那匹死馬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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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萬舜水一勒韁繩，馬兒在急馳之中，突然被勒住了韁繩，立時人立了起來。 
萬舜水一停，在他身後的幾個人，也一齊停了下來，紛紛翻身落馬，陳雄白首 
先搶到了威明的屍體之旁，仆地跪倒，放 S 大哭了起來。 

衆師兄弟之中，陳雄白和威明的感情最好，他們是同時投師的，威明長陳雄白 
半年，是以便成了三師兄，陳雄白看到威明慘死，他心中實是哀痛至極！ 

司徒洪、萬舜水、孫貴和陸1揚四人，也一齊圍了上來，萬舜水手中的火把， 
向下一沉，映在威明左手所握的小劍，在火把的映照之下，發出奪目的銀光來！ 
萬舜水用十分沉痛的聲音說道： r 大師哥，你看！」 . 

司徒洪一俯身，將那抦小劍，慢慢地自威明緊握着的左手之中，拔了出來，陸 
I 揚立時叫道： r 又是鳳七姑，又是她！」 

司徒洪後退了一步，朗聲道：「三絕派全體弟子在此，閣下何必藏頭露尾，暗 
算我們？不妨出來與我們相會，.一見高下！」 

司徒洪一出聲，萬舜水首先手臂一振掉，拔劍出鞘，緊持着，各人全已握了長 
劍在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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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 ◄ 


可是，黑暗之中，却是一點回答也沒有。除了呼呼的聲音，將司徒洪的聲音， 16 
漸漸地傳了開去。 

陸麇揚的聲音有點發顗，他究竟年紀還輕，這時又看到三師哥的屍體，心中儘 
管悲憤，但也不免有些害怕，他道： r 大師哥，我們三絕派，和這個邪派中的女魔 
頭，可是有什麼深仇大怨麼？」 

司徒洪搖了搖頭，道： r 我未曾聽師父講起過，但我們師兄弟八人，倒有三人 
遭了其害——」 

司徒洪闖蕩江湖，已非止一日了，但是講到這裏，他仍然不免惑到一股寒意， 

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！ ... 

他們師兄弟 八人， 已有三 (§ 遇了害，還有 H 人， li 能擔保不出事？ 

他陡地站了起來，萬舜水急忙道： r 大師哥，我看咱們還是快趕到開封府，去 
和師父相會的好！」 

陸 I 揚忙道：「二師哥說得是！」 

陳雄白已漸漸止住了哭聲，站了起來，道： f 大師哥，我不怕，看來鳳七姑 .« 


►最後一釗 


揀落了單的人害，我要獨自趕路，引她出來。」 

萬舜水沉聲道： r 引她出來又怎樣？我們幾個人，未必是她的對手。」 

陳雄白雙手緊緊地握着拳，發出了一陣「格格」聲來 C 

司徒洪道： r 我們快將三師弟葬在路邊，連夜啓程！ I 
他們五人一起動手，就在路邊掘了一個土坑，將威明的屍體，草草埋了。天色 
十分之黑，他們帶出來的火把，也早已燃完了，在黑暗之中，他們一齊翻身上了 
馬’又向前急馳而去。 

天黑得幾乎連一點星月微光也沒有，蹄聲在黑暗中聽來，格外驚人。 

在黑暗之中，向他們五個人看去，只不過是五條在馬背上起伏的黑影，根本分 
不出誰是誰來。 

那五個人中，有四個人，此際心中在想的事是一樣的，他們四個人，都想快快 
趕到開封府，見到了師父，由師父來主持一切，那麼鳳七姑再厲害也不足懼了。 

可是，在五個人之中，却有一個人的想法，是和其餘四個人完全不一樣的。 

那個人在心中不斷地笑着-笑着其餘四個人一直以爲已死的三個人，是死在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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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4 


七姑手中的。他在笑自己安排之巧妙。鳳七姑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已有好幾年了，誰 
也不知她的生死，借她的名來行事，自然是再好也沒有了。一劍，兩劍，三劍，已 
有三個同門死在他的劍下了，他還要繼續暗算同門。 

等到所有的同門，都死在他的劍下之後，那麼，他就自然而然，成了三絕派的 
唯一傳人，三絕派有「天下第一劍派」之名，他自然也順理成章，可以成爲三絕派 
的掌門人，不但如此，他還有機會，娶天涯三絕的唯一愛女爲妻，那時候，他將是 
武林中極有名望的人！ 

而被他害死的同門，每一個人，都知道是死在鳳七姑之手，與他無關的！ 

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，他幾乎忍不住要哈哈大笑起來的 C 
但是他却知道，自己絕不能笑出聲來，在未曾發出最後一劍，將最後的一個同 
門害死之際，他是絕不能露出一絲一毫破綻來的！ 

想起日間和威明動手的情形，他心中仍不免伴伴 t 跳，害死威明，比害死別的 
兩個同門難得多，那兩個，一中暗算，幾乎立時斃命，根本沒有機會認出他是什麼 
人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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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劍 


當然，威明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，但是他一上來，小劍只射中了威明的腰 
際，威明並未曾立時身死，他還和威明打了三二 十招！ 

而他一出手，威明就認出他一定是三絕派中的人，如果不是終於將威明殺死， 
後果實是不堪設想了！ . 

雖然他終於殺死了威明，但是，當剛才火把照燿着威明的屍體之際，他心中却 
也說不出來的害怕，他是多麼怕威明會突然站起身來，指着他叫道：「他，就是 
他，殺我的就是他！」 

他那時候的面色是十分難看的，但自然沒有人去注意到他 C 
他心中不斷地在想：現在連夜趕到開封去，見了師父之後，再要下手就難了， 
趁如今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自己實可以再下一次手！ 

自己一定要在到開封之前，將另外四人，一齊除去！ 

他一面想着，一面已伸手入懷，扣了兩柄鋒銳之極的小劍在手，然後，雙腿一 
夾，令馬兒奔得更快，趕上了前面的一匹馬。 

他將那柄小劍，牢牢地夾在指間，一等到和前面的那匹馬並轡前進時，他伸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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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磚 


向伏在馬背上的陳雄白後腦，疾拍了下去，那兩柄小刽，一齊插入了陳雄白後頸的 
「腦戶穴」之中，三寸來長的小劍，直沒至柄！ 

小劍沒至劍柄，劍尖已自 r 腦戶穴」直穿了腦殼，陳雄白正在伏馬飛馳，做夢 
也想不到暗算會起自身邊，連聲也未出，便自慘死！ 

他雖是立時慘死的，但是他的身子，扫還是伏在馬背上，並未曾立時跌下來， 
仍然是五匹馬向前急馳着，又馳出了七八里，才聽得陸騰揚一聲驚呼，道： r 四師 
哥，你怎麽了？」 

陸魔揚一叫，其餘各人，都一齊勒馬看去，只見陳雄白身子側在一邊，手仍緊 
緊地抓住着韁繩。 

萬舜水身在馬上一側，一伸手，拉住了韁繩，那馬兒停了下來。 

馬兒一停，陳雄白身子一歪，已從馬身上疾翻了下來，但一隻脚仍然掛在馬蹬 

之上。 

司徒洪、萬舜水、陸 I 揚和孫貴四人，一齊翻身下馬，萬舜水最早幌着了火摺 
子，火光一閃間，他們四人，都看了齊齊正正，插在陳雄白 r 腦戶穴」中的那兩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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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創 


四個人陡地吸了一口凉氣！ 

刹那之間，他們四個人誰也不說話。 

那實在是太可怖了，五 S 人一齊在策馬急馳的•忽然有一®，後腦要穴，中了 
那樣的暗算，其餘各人•竟完全不知•這是河等令人駭然的事！ 

他 r 自然也想到，如果那兩柄小釗，不是插向凍雄白的後喔二間是插向自己後 
腦的話•那麽這時，死於非命的一定是自己了。 

他們四人倒是同時想到這一點，是以他們不約而同，一齊向自己的後頚摸去。 
自然-他們的後頸絕沒有那樣的小釗插着，要不然他們必早已死了！ 

陸 I 揚最先開口 •道： r 大……師哥，我們怎麼辦？」 

司徒洪是天涯三絕的大弟子•本來行事也極有主意的-可是&如今那樣恐怖的 
情形下，他却也沒有了主意，不知說什麽才好。 

小諸葛孫貴道：「大 65 哥，我看我們•不宜連曳趕路。」 

萬舜水苦笑着道： r 七師弟，連夜趕路，我們可以快些去和師父相會，如何不 


21 



最後一釗磚 


好？」 

陸 I 揚道： r 二師哥說得是，我們……若不快和師父相會，總不是辦法，就算 
我們是在白天趕路，要是遇上了鳳七姑的 as —」 

他在話中提到了 I 鳳七姑」的名字，自己先嚇了一跳，面上神色，不禁一變。 
小諸葛孫貴眼珠轉動，道： r 我看這件事，還有許多蹊蹺之處，各位不妨想 
想，鳳七姑的武功，旣然如此之高，那麼她要害我們，何不正面下手，却要在暗 
中，對我們進行暗算？」 

孫貴人最精明，他注意到的問題，其餘人都未想到，這時他講了出來，萬舜水 

首先 I 啊」地 1 S ， 道： r 師弟說得是！」 

司徒洪忙道： r 七 ffl 弟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 

孫貴雙眉緊蹙，道：「我現在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但是我們一連損折了好幾個 
人，對方只是留下了那柄小劍，表示是鳳七姑所害的，但是究一竟眞相如何，却完全 
沒有人看到過！」 

陸. I 揚的瞻子最小，他顦聲道：一那……那……是她故意要令我們害怕 C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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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孫貴勉强笑了一下，道： r 八師弟，大師哥，二師哥，我們師兄弟八人，已有 
一半遭了不幸，要害我們的人，一定還會繼續下手，而且，一定仍然是在暗中下 
手，我們不能再給對方以暗中下手的機會！」 

司徒洪以手托額，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七師弟說得是，我們且燃起篝火來，就 
在路邊的樹旁，過了今夜，再在白天趕路。」 

萬舜水道：「大師哥，那你可有想及，我們明晚仍然要宿上一夜，後日才能趕 

到開封麼？」 

司徒洪道： r 我自然想到過，但寧顙遲些到達，敦人如此不斷在暗中下手，定 
有原因的。」 

萬舜水仍然不同意，道： r 我却認爲早見師父一天好一天，不如那樣，你們三 
人，在此歇足，我一人連夜飛馳，先去見師父，等師父詳細知道了這件事，也好對 
我們有個接應！」 

陸1揚一聽，首先便失聲道：「那……怎麼可以，二師哥，我們剛才五個人在 
一起，四師哥還不明不白，送了性命，你一個人上路，不是太危險了麼？」 


23 




最後一釗螭 


萬舜水兩道濃眉向上一揚，更顯得他英氣勃勃，他一挺胸，道： I 八師弟，你 
錯了，如果我們給鳳七姑一嚇，便嚇得不敢獨自一人上路，那麼，三絕派的名頭往 
哪裏放？也枉了師父栽培我們的一番苦心了！」 

陸隳揚的狯上紅了起來，道：「二師哥敎訓得是，我……實在太膽小了。」 

萬舜水已講了那樣的話，司徒洪和孫貴兩人，倒也不好阻止他了，他們兩人齊 
聲道：「你一人上路，路上千萬要小心！ I 

萬舜水陡地吸了 一口氣，道： r 但願我能將敵人引開，那麼，至少你們三人， 
可以安全 r -! 」 

司徒洪、孫貴和陸鷹揚三人，都神情側然，萬舜水已翻身上馬， r 叭」地一 
掌，擊向馬股，馬兒吃痛，撒開四蹄，向前疾奔而去！ 

蹄螌商漸地傳遠了，終於-夜又恢復了寂靜。 

司徒洪和孫責兩人，又合力在路邊的樹叢中，掘了一個土沆，葬了陳维白，陸 
1揚已然燃起了 一堆熊熊的篝火，等司徒洪和孫貴兩人葬了陳雄白回來，三人圍着 
_火而坐，誰也不說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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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創 


過了好久，孫貴才道： r 大師哥，敵人什麼時候露面，我 r 全然不知道，如果 
我們一夜不睡，精神不濟，敵人突然現身的話，我們不免要吃大虧了，我看你和八 
師弟先睡，我來守着 C 」 

司徒洪點了點頭，兩人就在_火堆旁，橫下身來。這一兩天來，他們師兄弟八 
人，死了一半 ，而且，死神 t 是隨時隨地會降臨一樣，令得 ttn 的神經，實是緊張 
之極，可以說是心力交悴的了，雖然躺了下來，雖然不容罨睡噚着，但總是疲倦不 

堪，過了半個來時辰，兩人便已朦隴睡了過去。 

孫費衝自在 II 火旁踱着步。 

他看到司徒洪和陸*揚兩人已經睡着了，他便站了下來，端詳着兩人。 

他站了並沒有多久，便慢慢地，輕輕地向兩人走了過去，先來到了司徒洪的身 
邊，來到了離司徒洪只有兩三尺 . t 時，他才俯下身來。 

那時候，路邊靜到了極點，風也停了，只有篝火在「嗤嗤」地冒着。孫貴的身 
子越俯越低，他幾乎只要一伸手，就可以碰到司徒洪的身子了！ 

而也就在此際，他突然聽得身後，傳來了 r 卡察 I 一聲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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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< 


那是一根枯枝突然斷折所發出來的聲音，而枯枝是不會自己斷折的！ 

孫貴爲人何等機警，他立時知道，身後是有人來了！那人在悄悄接近自己之 

際，不小心踏斷了一根枯枝！孫貴立時身形一挺，而就在他身形一挺間，身後一陣 
輕風飄過，孫責立時發出了一 S 大喝，急忙轉身去，他只看到黑影一閃，一大蓬東 
西，向他直拋了過來 C 

在急切之間，孫責也未曾看淸那一大團究竟是什麼，趕緊側身一避，那一大蓬 
物事，原來是一株被連根拔起的小樹，連枝帶葉，一齊落在那堆篝火之上，將那堆 
籌火，一齊壓熄。 

篝火一熄，眼前便陡地一里 T 在那一利間，孫貴眼看郓條黑影，向前疾竄而 
出，孫貴足尖一點，便疾追了過去，兩人一前一後，轉眼之間-便已離開了五丈。 
孫貴這才陡地想起，大師哥，八師弟 ffi 該早已驚醒，天色黑暗，他們或者不知 

道自己已發現了敵踪，自己如何留 * 身追敵，不叫他們一齊前夾？ 

他一想及這一點，身形陡地一凝，一張口，便待叫嚷之際，在他前面的那人， 

却也就在那時，反手一剣，背對着他，直撞了過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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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-釗 


那一劍，正是他們三絕門中的一招「反臉不認」！來勢之勁，無以復加！ 

孫賣再也想不到，自己會突如其來，受到了同門中人的攻擊，不禁陡地一呆 U 
那一劍來勢如此之快，他如何避得過去？ 

百忙之中，他 R 不過扭了扭身， r 噗」地一 S 響-剣已自他的腰際-疾插而 

入！ 

那一釗海得孫貴極之沉重，他眼前發黑，鲜血自他的口中，狂湧了出來，緊接 
着，他面上陡地一凉，他伸手向瞼上抓去，已抓了另一柄小剣在手 O 

他大叫一聲，身子向後跌倒，他只覺出，傷他的人，已然抽剣後退，但是究竟 
向哪一個方向退出，他却不知道了，他在發出了 S 一下大叫聲之後，身子在地上打 
着滾，鮮血在他瞟際海口，骨嘟嘟地滾了出來•然後，他聽到了兩個焦切的語聲， 
那是司徒洪和陸橐揚的聲音。 

司徒洪的聲音比較響亮，孫貴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身子被人托了起來◊他知道托 
起他的多半是大師哥司徒洪 C 而此際，孫貴身子的下半截，拫本已沒有了知覺，他 
只覺得自己像是忽然之間，飄了起來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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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竭力猙大眼睛，想看淸楚司徒洪和陸騖揚兩人，但是他腰際受了那樣重的創 
*，奇經八 M ，已一齊斷裂，血在體內亂竄，七竅之中，皆有鮮血冒出，血已將他 
的雙眼瑚住 C 

他的腦中却還十分淸醒，害他的人，使的是本門三絕劍法，是以他在一個錯愕 
之間，來不及躱避，而被對方刺中的，那是本門中人害他的！ 

他師兄弟八人，四個已死了，萬舜水濁自上路，和他在一起的，只有司徒洪、 
陸1揚兩人，剛才，在他聽得身後傳來「卡察」一聲響的時候，大師哥司徒洪是在 
他的視線之中的。 

他看到有一片枯葉，落在司徒洪的險上，而在熟睡中的司徒洪，却未曾覺察， 
是以他才想俯身將那片枯葉拂了開去的。 

而就在這時，他聽到了身後有人踏斷了枯枝的聲音！ 

那時，陸廣揚是在什麼地方呢？ 

陸®揚是躺在離司陡洪不遠處的，叵是陸隳揚也可以是瑕裝睡着，而在 te 向司 
提洪輕輕走去的時候，全 fa 貫注，未曾注意他之際，悄沒聲地翻起身來，繞到自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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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背後…… 

孫貴急速地轉着念，他實在是已經怏死了，他也根本不及去想•陸芮摴舄汁 S 
要殺他，他心中的惑覺，越夾越朦矓了•好像他疲倦之極，忍不住立時要熟睡一 

但是•他的心中•却還有一件事，是非對司陡洪_明白不可的，那就是他是被 

一個三絕派中人殺死的，這個人，最可能就是凌1揚！ 

他用盡所有的氣力，想要講話，但是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力道該用?:|什麼地方 

去-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口唇，是在什麼地方！ 

他心中的慜覺，•赵來越模插了 •他也更加隹〔急了 •因爲他仍未能將心中想到 
的，要講的話講出夾。 

他只驄到司徒洪在不斷地問 te , 道： I 七 er 弟•你有什麼話要說？你別急’你 
趑是着急，便越是說不出來，忆慢慢說好了 ！I 

孫貴的心中在叫着：我不能慢慢來了，我就要死了，我一定要快些講出來！ 
可是，他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口唇在什麼地方，他體內僅餘的一分氣力，也無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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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鵪 


貫達了他的口唇上去，而使他發出聲音來。 

他心中在想：完了，完了，我終於什麼也講不出來，我終於要死了，死在同門 
的 手中！ 

也就在這時，孫貴突然惑到，有一隻手掌，貼到了他的後心 ，自 那隻手掌上， 
有一股暖流，直衝進他的體內來，他的身子突然震了一震，已失聲叫了出來，道： 
r 八師弟 —— 」 

他叫了三個字，五唼翻犊，像是一個墮人了急浪中的人，頭才冒出了水面，叫 
了一聲，一個浪頭捲了過來，又硌他整個身子，捲到了水底，再難出聲一樣。 

fr ] 他却聽到了陸«揚的聲音，陸隳揚的聲音中，帶着哭音，在問道：「七師 

哥，你叫我？你……你有什麼事要吩咐我的 ？I 

孫責竭力地掙扎着，也钤身子，其實一動也沒有動，掙扎着的，只是他求生的 
意志而已，他只想再多講一句話，只要多講一句話，他死也甘心了！ 

他眞像是在水中越來越向下沉下去的人一樣，希望可以冒上水面，他的口唇在 
叫出了「八師弟」三字之後，不 II 地顫動着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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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一直未能出聲，直到他吁出了他一生之中最後一 口氣時，才又講出了兩個字 
來，道： r ……殺我……」 

他最後那個「我」字，沲得十分之長，拖到後來，變成了喉間所發出的一璋奇 
異的一格格」聲，那種 r 格格」聲也越來越弱，終於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！ 

司徒洪半缔在地上，一手托住了他的後心，這時，司徒洪覺出孫責的身子，已 
漸漸地冷下來了！ 

司徒洪將孫貴的屍證慢慢地放在地上，他抬起了頭來。 

陸賣揚也半蹲在地上，他滿面驚惶，就在司徒洪的對面，司徒洪一字一頓， 
道： r 八師弟，七師弟臨死之際，說了些什麼？」 

陸 I 揚雙手亂搖，道： r 我……我……」 

司徒洪兩道濃眉，皺在一起，盾心打結，他的話講得更慢，他道： r 七師弟臨 
死之際，分兩次一共講了五個字，那五個字連起來，是——」 

司徒洪才講到這裏，陸1揚已霍地站了起來，向後退出了兩步。 

陸麇揚一向後退，司徒洪也立時站起，望定了陸贗揚，續道：「那五個字連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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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，是 rA 師弟殺我 . I ! A 師弟，你 —— 」 32 
凌 *, 揚 S 色慘白，道：『大®哥，我……爲什麼要殺七師哥，我離開師門，一 
直和七師哥在一起，他處處昭：顴我，我再什麼要殺死他？ I 

司徒兵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或許你和他一齊在江湖上走動之際，做下了什麼不可 
吿人之事，被他知道了，你怕他講與師父知嘵 ！ J 

陸 .* 揚忙道：「不，不，大師哥，我怎會做這種事？我怎會？」 

司徒洪也在心中問••他怎會？ 

但是，孫貴臨死之前，只講了五個字，那五個字，却又的的確確是「八師弟殺 
我」！ 

司睦洪沉聲道：|剛才，你在何處？」 

陸1揚急急道： r 我在睡，我就睡在你的身邊，大師哥，我睡在你的身邊 —• 」 
司徒洪厲螌道：「那麼-何以我翻身躍起時，却不見你在身邊？」 

陸隳揚道：「我不妇道，我……我在睡夢之中，聽得七師哥發出了一聲大喝， 

我……連眼也不及睜開，心知有了意外，我立時向外滾去，滾進了草叢之中，等我 






►最後一創 


躍起來時，天色黑得什麼也看不到，我只得在草兼中伏着不動，等到再聽到了七師 

哥的叫聲，我才 . 才循聲奔過去的，七師哥已身受重海了 c J 

司徒洪的目光一直注定在陸騰揚的身上•陸*揚越講越是慌張，司徒浜等他講 
完•才冷冷地說道： r 除了七師弟以外，三師弟，四師弟他們•也是 ： s —」 

陸1揚的身子連連向後退去，他只是叫道： r 大 ® 哥，你不能-」 

陸鹰掲的身子向後一退，司徒洪一聲怪叫，道： I 你這畜生不如的東西！」 
他手臂一抖，身形一矮，「瓞」地向前掠了出去，掠退了孫貴的屍體，抖出铕 
來的長劍，在半空之中，突然劃出了一 ® 半圓， I 嗤」地一聲，已直筠陸1揚的咽 
堠！ 

司徒洪是天浬三絕的大弟子-在那套天下馳名 ： c r 三才釗法」上，已有十多年 
苦楝之功，那一劍突然刺出， S 勢果然不凡！ 

陸麇揚一見劍到，大叫了一聲，身子向後便仰，劍身平平貼着他的面門，疾滑 
了過去，陸橐揚只覺得一股凉意，自司陡洪的長劍上直透了過來，他雙腿不禁一 
軟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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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來，他是使了一式 r 鐵板橋」身法，身子向後仰去，堪堪避開了司徒洪的那 
一劍的。 mr 載板橋 I 身法•全靠雙58上的腿勁-來支持全身的，此際陸鹰揚雙陡 

發軟，一叭」地一 S ，跌倒在地！ 

0 

在那嗉的情形下，司徒洪只要讀便變招，就立時可以取陸麋播的性命了，而司 
徒洪手琬一韵，釗招也已經起了變化！ 

但是，就在那電光石火 ： ET 1刹間，他硬生生地將劍勢收住-釗尖也指定在陸麇 
揚的咽喉之上！ 

陸瞩揚想講話，但是他的咽喉被劍尖指住，他若是一講話，33堠一動，非被剣 
尖劃破不可，是以他張大了口，一 5 也發不出來。 

司徒洪沉聲道：「本來，我一劍便結果了你，但是我還要將你帶去見師父，師 

父他老人家自然會處置你的•你蘀到了麽？」 

陸隳播猙大了眼，一言不發，司徒洪釗尖突然向下一沉•沉到了陸跚揚 31 際钧 
佩剣之上•用力一挑，「錚」地一轚響，將郵柄長剣，挑了出鞘，「.|!|地一聲， 

飛出了老遠。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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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徒洪弄走了陸鼴揚的何劍，才向後退出了一步，喝道： r 起來！」 

陸隳揚爬了起來，雙眼淚水直流，道：「大師哥，我沒有做那事，我怎會害死 
七師哥？」 

司徒洪道：「可是七師弟臨死之前所講的話，你却也是聽到了的。少廢話，快 
將七師弟葬了，我押着你-立時趕路。」 

陸*揚跌跌鸭爬，走向路邊，揀土鬆處，用手扒出了一個土坑，將孫責的屍體 
拖了過去，放在坑中，一面 S 土去埋孫貴，一面不住地道： r 七師哥，你爲什麼要 
說是我殺你？七師哥，你爲什麼要說是我殺你？」 

他不住地說着，他的聲音，早已變得十分嘶啞了，但是他還是那樣說着。 

在陸颴揚埋葬孫貴之際，司徒洪握着長劍，不住地踱着步，他走了幾個圈，脚 
下忽然踢到了一樣東西，發出了 r 錚」地一聲響來。 

他連忙俯身，將 S 5 夷西拾了起來一看。 

那是一柄小劍！ 

和以往他幾個師弟被害之際看到的小釗一樣，那小劍的剣柄之上，用銀絲盤出35 



最後一釗螭 


一隻累！ 

^是累七姑的暗器！ 

鳳七姑的暗器在這裏，孫貴自然應該是鳳七姑所害的了，何以孫貴說是八師弟 
下的手呢？ 

孫責早已說過這件事，其中大有蹊蹺，如果是鳳七姑要向自己下手，那麼她大 
可以公然現身，就算自己師兄弟八人齊在，以鳳七姑的武功而論，也可以將自己八 
個人，一一殺死的！ 

但是，鳳七姑却自始至終，未曾露過面！ 

如果說女 .« 頭鳳七姑，是不想人家知道那是她做的事，所以她才在暗中進行 
的，那麼，她又何以在每一次殺了人之後，都留下了她的暗器？ 

司徒洪只覺得事情有一個解不開的謎，橫亘着，但是他却一點頭緖也沒有 C 
等到陸魘揚終於葬好了孫貴，轉過身來，天際已然亮起了曙光，第一線曙光照 
在司徒洪手上的小劍，令得小劍發出閃亮的銀光來。 

司徒洪並沒有向那柄小劍再看多久•他便用力將小釗折成兩截，拋在地上，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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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陸鼴揚喝道：「走！ | 

陸 I 揚低着頭，向前走去，司陡洪用剣割下了馬韁額來，緊緊地將陸隳揚的雙 
手背縛了，在他的矂際一托，將他托上了馬。 

陸 I 揚並沒有再說什麼，也沒有再落淚。 

司徒洪自己也上了馬，兩匹馬一齊向前，飛馳而出！ 

在兩匹馬全都馳出了之後，才看到路旁一株大樹上，突然飄下一個人來。 
在那人未曾從樹上飄下來之際，別說在黑暗中，就算是在裊曦朦矓之中，若是 
向樹上看去的話，也看不出有人在樹上的。 

那是一株枯澍，而從樹上飄下來的那人，本來是斜斜釘在枯樹的主幹之上，即 
使有人向枯樹看去，也么然當她是一根短短的枯枝而已！ 

那人一身深灰色衣服，蒙着臉，從她的身形看來，像是一個女子 C 
她自澍上蕻了下來之後，俯身在地上，拾起了被司陡洪斷成了兩截的那柄小剣 
來，略略看了一眼，然後，順手拋進了路邊： E 草叢之中。 

然後，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冷笑聲，身形拔起，向路旁掠去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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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身在半空之際，便發出了一聲短嘯。等到她身形站定之際，一隻通體深灰色 
的小毛鏟子，已快步地自林中奔了過來，郵女子騎上了驢，趕着 a 到了路上。 

她是一 M 約莫三十上下的美婧人，美是十分美麗，但是在她的眉宇之中，却帶 
着一股令人難以逼視的妖冶之氣。 

她將蒙面的黑布除了下來之後，紮在頭上，令得她看來樸實了些。 

在她騎着鑪，上了道之際，朝霞已映得滿天都紅了 C 

XXX 

朝霞滿天，萬舜水在策馬急驰 C 

在他的頭髮上，還有着朝露的露珠，他已然馳上了直通開封府的大道，雖然離 
開封府還相當遠，但是自天色濛濛亮開始，道上就有了車馬。 

在天色大明之後，車馬更多了，前面不遠處，炊烟四起，可以看到那是一®鎭 
甸。萬舜水就是準備在趕到 se 鎭甸時歇一歇脚的。 

在將到那座錤甸之際，他的馬慢了下來，突然，他看到迎面三匹駿馬，疾馳了 
過來，在那三匹駿馬之中，正中的那一匹上，坐着一個少女，按着一身鵝黃色的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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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，在馬上揚了起來。 

那樣奪目的顏色，再加上恰在朝陽之下，是以看來更是奪目之極！ 

萬舜水一看到，心中又驚又喜，連忙 y ! 了上去，一面叫道：|師妹！師妹！」 
他一面叫，一面向前 a 去，等到他離那疾馳而來的三匹馬，只有兩三丈遠近 
時-雙方 .一 齊勒住了馬韁，只見那黃衣少女，圓險大眼，明媚嬌甜，十分可愛，一 

見了萬舜水，立時叫道： r 二師哥，怎麼只有你一個？你們究竟怎麼了？」 

萬舜水急下了馬，道： r 小師妹，你不在家中，却來作甚？一 
那黃衣少女正是天涯三絕蒙威的獨生愛女蒙茵茵，她的性子也十分急，講起話 
來，就像是聯珠炮一樣，滔滔不絕。只_得她道： r 二師哥，昨晚有人自陝甘道上 
來，說是五師哥和六師哥遇了害 ，乃 是女粟頭鳳七姑一 、的手 ，可是眞的？」 

萬舜水苦笑了一聲，道：「豈但是五弟、六弟，連三師弟和四弟，也已遇害 
了！」 

蒙茵茵俏臉煞白，道： r 爹一聽寶了那消息，心中不放心，是以請中條雙剣， 
兩位霍叔叔趕來迎你們，看看是發生了什麼事，我一定要跟來……八師哥……他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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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沒有事麼？」 

蒙茵茵獨獨問了一句「八師哥」，可知她芳心之中，對陸 .* 揚自然特別關懷。 
萬舜水道： r 我是昨天晚上和他們分了手的，我想先來和師父會合，他們則聽 
了七師弟的話，不想在夜間趕路，我們這就去找他們，定然可以在途中相遇的。」 
在蒙 S 1 身邊的兩®，是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兩人顒然是兄弟，面目十分相 

似•全都是紫瞠面皮，兩道濃盾，不怒而威。 

萬舜水向前踏出了兩步，向兩人行禮，道： r 參見兩位大俠 C 」 

中條雙劍，霍氏兄弟，乃是天涯三絕的摯友，武功極高，行俠仗義，天下知 
名，萬舜水也見過不止一次了。兩人也一齊下了馬，道：「萬賢侄，你們可曾見過 
鳳七姑這魔頭？」 

萬舜水道：「沒有，我們本是約好在一處會齊，再夾開封的，怎知五師弟六師 
弟，在陝甘道上就遇了害。」 

蒙茵茵忙道 _• 二 K 哥，你不也是從那條路來的麼？鳳七姑未曾找你？」 
萬舜水苦笑道： I 或許我啓程較早，在我們各人柜會之後， X 候三師弟，沿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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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了上去一看，却發現他已慘死，手中還揑着鳳七姑的獨門暗器！接着，我們連夜 
趕路，五騎四奔，四師弟也遭了暗算！」 

萬舜水雖然講得十分簡單，但是整件事，實是恐怖詭異，是以蒙茵茵的神色劇 
變，道：「鳳七姑……她竟未曾現過身麼？」 

萬舜水道 •• r 我們未曾見到她。」 

蒙茵茵回頭，向霍氏雙劍道： r 兩位大泱，我們快去找八師哥他們！」 

霍氏雙劍道：「說得是，萬賢侄，你可先到開封府去，去和令師說明，鳳七姑 
女 t 頭夾勢如此之兇，只怕絕不是針對你們，而是針對令師的，定然要令他先有一 
個準備才好！ j 

萬舜水忙道 •• r 你們三人前去，可能遇到鳳七姑，我在一起，多一個幫手也是 
好的。」 

霍氏雙剣道：「不必了，不但你先回去，茵茵，我們看，你也是先跟萬賢侄回 
去的好。」 

蒙茵茵頓足道：「不，我要先去見八師哥！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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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钃 


霍氏雙劍道： r 那你可得聽我們的話，不能亂來！」蒙茵茵忙道：「自然，我 
什麼時候，不聽兩位叔叔的話過？」 

蒙茵茵想是淘氣得出了名的，是以霍氏雙劍在聽得蒙茵茵那樣說法之後，面上 
頗有啼笑皆非的神淸，齊聲道： r 那樣就最好。」 

蒙茵茵已忙不迭翻身上馬，策馬向前馳去，霍氏雙釗吩咐萬舜京道： r 你快回 
開封去，路上切莫躭擱-這事非同小可！」 

他們唯恐茵茵有失，翻身上馬，便追了上去 C 

萬舜水等他們三人全馳遠了，才上了馬，向相反的方向 St 了開去。 

蒙茵茵馳在最前，萬舜水的話，令得她心頭悴悴 I 跳，她八個師哥，竟死了四 
個！這可以說是她一生之中，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大事 C 
而她最閼心的是：八師哥陸厲揚怎麼樣了？ 

陸賬揚和她，年紀相仿，是她在八個 e : 哥中最講得來的一®。當陸1揚才一投 
人三絕派之際，蒙茵茵還只不過覺得和陸 «• 揚在一起玩耍，最是開心而已 C 但是顯 
漸地，只要一見陸 .!K 揚，她心中便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高興-當她父親說要陸 .51 揚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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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江湖上走動，以增閱歷之際，她曾磨着她父親，要她父親准她和逹. I 揚一起在江湖 
上走動 C 

但是她父親別的事都答應了她，唯獨這件事，却是堅決不許。 

而直到前兩天，她才知道父親心中早已有了打算，她父親天涯三絕蒙威，是準 
備在他六十壽辰，高朋雲集之際，當衆宣佈她和陸隳揚的婚事，同時，也將掌門之 
位，傳給陸 I 揚！ 

將掌門之位傳給最少的弟子，這多少有點不正常，但是蒙威將蒙茵茵珍逾自己 
的性命，那是衆人皆知的，他一面宣佈陸1揚和蒙茵茵之間的婚事，同時宣佈陸1 
揚是三絕派的掌門，那等於是袼三絕派的掌門人之位，傳給了蒙茵茵而已！ 

三絕派是蒙威一手創立的，他要將掌門之位傳給什麼人都可以，旁人自然也不 
能多說什麼的。 

當蒙茵茵知道她的父親有了那樣的打算之後，她恨不得陸鹰揚立時就飛到她的 
面前來，所以，當她聽說出了事之後，說什麼也要跟着霍氏雙釗出來看個究竟。 

而如今，當她知道事情竟是如此嚴重之際，她更想快一點見到陸隳揚了，她將 43 



最後一 


馬策得飛快，霍氏雙劍，緊緊地追在她的後面，也只是堪堪跟得上而已！44 
.蒙茵茵放着馬，一 a 氣放出了三五十里，才漸漸慢了下來，霍氏雙劍趕了上 
來，蒙茵茵着急道：「兩位叔叔，何以還未見到他們？」 

霍氏雙劍皺起了雙眉，道：「據萬賢侄說，他是昨天晚上和他們分手的，他趕 
了一夜的路，少說也趕出了百來里，我們怎能那麼快——」 

他們才講到這裏，蒙茵茵一縱身，站到了馬鞍之上，以手遮額，向前看去，只 
聽得她疾叫道：「霍叔叔，你們看，他們來了！」 

蒙茵茵一面叫着，一面便抖着韁繩，馬兒向前直奔了出去，她人仍然站在馬鞍 
之上，好在她不但武功根底極深，騎術更是極精，不«有失。 

霍氏雙劍也已聽到有馬蹄聲傳了過來，他們也拍馬追了上去。 

蒙茵茵站在馬背上向前望去時，已看到兩匹馬並轡向前馳來，她只看到那兩匹 
馬中，有一匹馬上，騎的是她大師兄司徒洪。 

在司徒洪身邊的那個人，却低着頭，一時之間，也看不淸他是什麼人，蒙茵茵 
心中一凜，知道一夜之間，又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，是以她站在馬背上，便策馬 



►最後一釗 


向前直迎了上去。 

半里許距離，轉眼就到，蒙茵茵在馬上叫道： r 大 ffi 哥！大師哥！」 

那向前來的，正是司徒洪和陸鼴揚兩人，他們兩人都聽到了蒙茵茵的叫喚，兩 
人全是一呆，司徒洪連忙勒住了韁負着陸«揚的那匹馬，也自然 rn 然停了下 
來。 

他們兩人才一停下，蒙茵茵已旋風也似趕到，一到了近前，她身形掠起， 
「呼」地掠過了馬頭，落在司徒洪的面前，道： r 大一 s 哥，怎麼只有——」她本來 
是想說「怎麼只有你一個人」的。但是，她一面講，一面向司徒洪身邊的那人看 
去，一看之下，她不禁整個人都呆住了！ 

那是陸鷹揚！ 

雖然此際陸隳揚的頭髮髻散亂，面無人色，但是蒙茵茵還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
來，那是陸鬻揚。 

陸 •« 揚像是全然未曾看到她一樣，低着頭，一動也不動 e 

蒙茵茵實在呆住了，她實是沒有法子想到，那是爲了什麼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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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劍螭 


她在和司徒洪講話突然住了口之後，立時叫了起來，道： r 八師哥，你——」 
她只叫了四個字，又發現達鹰揚的雙手，原來是被反榑着的！ 

她又是一震，一步跨向前去，連聲道： r 八®哥，你作什麼？」一面問，一面 
又轉過身來，道： r 大師哥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你說，你說！」 

蒙茵茵的突然出現，對司徒洪來說，已是一件意外之極的事情。而蒙茵茵和陸 
騰揚要好，他們師兄弟之間，是無人不知的，是以司徒洪更是難以啓齒。 

等到蒙茵茵連連頓足，逼問究竟時，司徒洪才道： I 小師妹，這事說來話長， 
你暫時還是別問的好！」 

蒙茵茵雙眉一揚，正待說什麼間，霍氏雙劍，也已然趕到，他們兩人一到，看 
到了陸 31 揚這樣的情形，也不禁大驚，齊聲問道： r 司徒賢侄，什麼事？」 

司徒洪一見是中條雙劍，忙滾下馬來行澧，道： r 兩位前輩，我們師兄弟八 

人-已 離奇死了五個 人！」 

霍氏兄弟和蒙茵茵一齊驚呼，蒙茵茵急道： r 五個？我們裊間遇到萬師哥，他 
說是四個遇了害，他是和你們三個……啊，七師哥他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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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糾 


蒙茵茵講到這裏，實在是再難講得下去！ 

她三絕門威鎭江湖，平時在江湖道上走動，一提是三絕門中的弟子，武林中黑 
白兩道，誰不尊敬禮讓幾分？可是如今，同門師兄弟在幾天之內，便死了五個！ 
三絕門弟子，突然之間有五個離奇斃命，那可以說是一件裹動天下的大事。而 
這樣的大事，就發生在蒙茵茵的身邊，蒙茵茵自然更覺得震驚！ 

中條雙劍雖然見多識廣，但是聽得司徒洪說昨晚又折了孫貴，他們兩人，也不 
禁倒抽了一 口凉氣，道： r 敵人露面了麼？」 . 

司徒洪 R 覺得心頭沉重無比，他向陸隳揚望了一跟，搖了搖頭。 

蒙茵茵手臂一振，「.!!」地一聲，長釗已然出鞘，她長劍一出鞘，就向緊縛着 
陸 I 揚手腕的韁繩削去，但，司徒洪也在此際大叫道：「小師妹，不可！」 

蒙茵茵一揚雙眉，道：「爲什麼？大師哥，是你將八師哥縛起來的®?你爲什 
麼要那樣？」 

司徒洪嘆了一聲，道： r 昨晚，七師弟遇害之後，我趕到他身邊，他還有一口 
氣，他掙扎着對我，講了一句話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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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R 後一釗 ◄ 


蒙茵茵疾問道： r 他講些什麽 ？ 」 

司徒洪•一字一頓，道： r 他只說了五個字，道： rAffi 弟殺我 j !」 

司徒洪這句話一出口-蒙茵茵的钹色， r 刷」地變了，立時道： r 胡說！」 
司徒洪忙道：「七師弟的確是那麼說，你不信可以問他，他也聽到的！」 
司徒洪說着，向陸騰揚指了 一指，蒙茵茵立時急叫 •• r 八師哥，你說，沒有那 
回事，你說！」 

陸橐揚 I 直低着頭，自蒙茵茵突然出現之後，他的身子一直在微激地發着抖， 
他的心中，也難過到了極點-他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，他只覺得1中嗡嗡直響，整 
個人像是要炸裂了開來一樣，直到蒙茵茵那樣問他，他才喘着氣，道： r 師妹，七 
師哥臨死時，的確那樣說-可是我沒有，師妹，我沒有害七師哥！一 

蒙茵茵忙道：「大師哥，你聽到沒有？八師哥怎麼會害七 is 哥？你就那樣就將 

他反縛了起來，也未免太過份一些了！」 

她一面說，一面又將用劍尖去將陸 I 揚手腕上的韁繩挑斷，可是她劍才一伸 
出，「錚」地一聲響，斜刺裏突又有一柄長劍伸出，將她的長劍格了開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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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蒙茵茵陡地一驚，連忙回頭看去，只見出劍架開了自己的長劍，竟是霍氏雙釗 
中的兄長霍英！ 

蒙茵茵失聲叫道： r 霍权叔！」 

霍英沉聲道： r 茵茵，你未曾聽得你大師哥說麼？」如果他沒有下手，何以孫 
賢侄臨死之前，會說是他下的手？」 

霍氏雙劍中的霍雄也道：「賢侄女，這事絕不能造次，定然要將他押回開封府 
去，交給令尊處置才對！」 

到了這時候，蒙茵茵也覺得事情的嚴重，遠在自己的想像之上了！ 

她面色煞白，道 • 二爹，會怎麼樣處置？ j 

霍氏雙劍沉聲道：「孫賢侄臨死之前，旣然有遺言，那麼他便……」 

兩人講到這裏，一齊停了下來。 

他們兩人雖然未曾講完，但是蒙茵茵却也可以知道他們兩人的意思了，他 n 是 
說，陸麇揚只怕是百詞莫辯的了！ 

蒙茵茵連忙向司徒洪望去，道：「大師哥-他是絕不會那嘌做的，你應該知49 




最後一釗钃 


道，他是不會那樣做的！」 

司徒洪苦笑着，道：「可是——」 

蒙茵茵此際，心中亂到了極點，她本來是想要司徒洪同意她的話的 C • 

但是司徒洪只講了兩個字，便停了下來，那顯然是不同意她的話了，顯然是以 
爲害死孫貴的是陸鷹揚了！ 

蒙茵茵又立時想到，不但司徒洪那樣想，霍氏雙劍，也和司徒洪的想法一樣！ 
也不但是他們三人那嗉想，只怕任何人在知道了孫貴死前，有那樣的遺言的 
話，都會以爲事情是陸 51 揚幹的 3 尤其是性如烈火，自己的父親！ 

只怕一見了自己的父親，司徒洪一將孫貴的遺言講出，逹騭揚根本連分辯的機 
會也沒有，師父的巨掌，便已然擊向他的頭頂了！ 

蒙茵茵一想到這一點，不禁遍體生寒，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！ 

她也立即想 到：她要救陸 t 揚，不能讓司徒洪帶陸鼴揚去見父親。因爲她深深 

相信，陸1揚決計不是礅那種事情的人！ 

但現在，她對任何人那樣講，都不會有人相信她的，她唯一救陸隳揚的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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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是—— . 

當她的腦中，閃電也似掠過那個念頭之際，她陡地發出了一聲尖叫！ 

那一下尖叫聲，令得司徒洪和霍氏雙劍等三人，都爲之一呆。 

而就在他們三人的一呆中，蒙茵茵長劍揮動，剣光閃櫂，一劍分剌三人-已然 
向他們三人攻出！ 

若以剣術上的造詣而論，蒙茵茵的功夫，至多及得上司徒洪而已，是絕不會比 
得上名揚武林的霍氏雙劍的。可是蒙茵茵突然攻出了那一劍，他們三人一時之間， 

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！ 

他門三人都不還手，只是各自身形一閃，向後退了開去，而蒙茵茵剌出那一 
劍，目的也只是要將三人逼得向後退開去！ 

三人一退，她立時撤劍，身形拔起，已然躍上了陸瞩揚的那匹馬，左手一伸， 

又牽過了一匹空馬，反手一剣，拍在那馬的馬股上，馬兒負痛，向前疾竄了出去！ 

這一切，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，所發生的事。霍氏雙劍和司徒洪三人，雖然全 
是久歷江湖，但是 * 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，他們實在想不到蒙茵茵會有那樣驚人的 51 



最後一釗嫡 


lrrfiB?! 

是以•當他 IT 定過神來時，«茵茵和陸*揚兩人，已然在七八丈開外了！ 

他們只聽得陸*拷用十分痛苦的 S 音叫道： r 師妹，你這樣反是在害我了！」 

而蒙茵茵則在大聲道：「少袞話彳 .• 」 

就在這兩句工夫，他們已然奔出了十來丈♦蒙茵茵好像還在講些什麼，但因爲 
距離漸遠，是以他們已然聽不到了！ 

司徒洪急叫道： r 小師妹，快回來 ！ j 

他一面叫，一面也早已翻身上馬，霍氏雙劍各發出了一聲長啸，身形雙雙掠 
過，三匹駿馬立時馬蹄翻飛，向前疾追了出去，路面上，由於馬蹄下得急，塵土揚 
起老高來，司徒洪和霍氏雙剣，追出了里許，前面塵土也揚得老高，仍可以看到陸 
S 揚和蒙茵茵，也可以看到蒙茵茵已躍到了另一匹馬上，以免兩人共騎，減漫了去 
勢 。 

相隔只不過大半里，如果他們三人一個勁兒趕下去，是一定可以追得上的，可 
是也就在這時，突然在他們前面不遠處的一條岔路上，一頭驢子，上面騎着一個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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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人，快步跑了出來 C 

那驢子跑到了路中央，竟然打潢停了下來，喟住了他們三人昀去路！ 

這條道兒雖然不止一頭驢子 SP 麼闊，但是他們 f5 是在道中心飛馳的，突然之 

間，前面有一頭驢子攔住了去路，他們三人却大是狼狽，司徒洪發出了一聲大喝， 
道： r 快讓開！」 

驢子上的那女人抬起頭來，愛理不理，望了司徒洪一眼，却一點也沒有讓開的 
意思。司徒洪急忙一提韁纈，拉過了馬頭，在那頭驢子旁邊，掠了過去。 

司徒洪的騎術，也算得精湛的了，但是那女人却存心生事，就在司徒洪的馬兒 
在路旁掠過之際，只見她伸手在驢股上用力一拍。 . 

隨着她拍在驢股上所發出的那 r 拍」地一聲響，那驢兒的後腿，突然向後疾踢 
而出，却不偏不倚，正好踢在馬腿之上！ 

馬的腿最脆，最容易斷折，£8脚一脚踢了上去，馬腿立時斷折，那馬兒慘叫了 
一聲，向旁便倒，司徒洪大吃一驚，趕緊一提氣，飛身而起，險險沒有被馬的身 
子，1倒在地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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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磯 


司徒洪拔身而起之後，不禁大怒，可是這時，他却實在沒有時間去和那女人多 
交涉，他忙待向前掠出之際，却聽得那女人叫道： r 喂，你慢走！」 

司徒洪陡地站定，他揚聲叫道：「兩位前辈，快去追他們，我隨後就來。」 

霍氏雙釗正從路旁向前奔去，但是那女人突然一揚手， I 嗤嗤」兩聲響，兩枚 
小石子，向前疾飛而出，那兩枚小石子的去勢，十分勁疾， r 拍拍」兩聲響過處， 
已將那兩匹馬的馬腿，一齊打斷！ 

霍氏雙剣自馬背上飛身而下，再加上司徒洪，三人已成鼎足之勢，將那女人圍 
在中間。 

他們經過那一躭擱，前面陸 s 揚和蒙茵茵兩人，也早已看不到了，霍氏雙釗久 
歷江湖，心知那女人突然出現，分明是故意阻止自己去追前面雨人的，這事十分蹊 
曉，反正就算立時再去追陸1揚和蒙茵茵，沒有牲口，也是追不上的了，不妇將事 
情弄明白了再說！ 

他們兩人手按在釗柄之上，蓄勢待發，但是那女人却連瞧也不向他們瞧一眼， 
只是伸手向司徒洪一指，冷冷地道：「喂，你仗誰的勢子，在路上橫衝直撞，驚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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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了我的驢兒，你拿什麼來賠？」 

司徒洪聽得那女人這 * i 講法，不禁倒抽了 一口凉氨，他在江湖上聞蕩，也非止 

一日了，却是從來也未曾見過如此不講理的人！ 

他心中大怒，反手已握住了劍柄，「錚」池一聲，將劍拔出了三五寸來。 

如果對方不是女人的話，他一定絕不會有絲毫猶豫，早已長釗出鞘，一劍攻出 

了 ！ 

可是對方却是一個女人，而且神情十分詫異，這令得他不能不有所忌嘌，是以 
只將劍拔出了三五寸，便住了手，沉聲道：「尊駕有 t 生事，却是何意？」 

那女子「格格」笑了起來，道：|本來，我倒沒有什麼意思，但是你不是已準 

備拔劍出鞘了麼，那好，要兩手我瞧瞧！」 

那女子的口氣，十分之大-司徒洪實是沉不住氣了，他抬頭向霍氏雙劍望去， 

只見霍氏兄弟兩人，一齊點頭，示意他出手。 

司徒洪手臂再一抖，長劍已全然抖出了鞘，劍身一顫，一招 r 天瑞降雪」’抖 

出了六朶劍花，一齊向前疾刺了出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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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< 


他劍招一發，已然將驢身上那女子的身子，盡皆罩在釗光之內！ 

看來，只要他釗招一老，那女子是萬萬逃不過去的了！司徒洪已不是存心想傷 

那女子，但是他却至少也想將那女子自驢背上逼了下來。 

可是，就在剣花朶朶，將那女子的全身，盡皆罩住之券，只聽得 r 錚錚錚 
靜」，響了六下，司徒洪手中的長剣，連顫了六顫，那六顫的力道，一下大似一 
下，到了第六下，司徒洪只覺得一股大力，直衝向手心，五指不由自主一鬆，那柄 
長釗再也拿揑不檫，「鼪 .1 地一聲*，直飛向半空之中！ 

釗光閃閃，向半空之中直飛了上去，司徒洪大驚失色，向後疾退而出，掷女子 
「格格」笑道： r 三絕派門人，一代不如一代了啊！」 

司徒洪的長釗，在飛高了兩三丈之後，已然向下落來，「刷」地一聲，插進了 

地中。 

司徒供一照面便失了手中的長劍，更令得他心中吃驚的是，連那女子是怎樣出 
手的，他也未曾看淸，可知對方的武功，遠在 fi 之上！ 

就在這時，霍氏雙劍也從震駭之中，定過神來，兩人動作一致，只聽得「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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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拔」兩聲響，兩柄長劍一齊出手，他們兩人的劍招，奇特之極，兩柄長劍交#在 
起，成了一個十字，一齊向前推出！ 

但是-當性們雙劍推到了離那女子的胸前，只有尺許之際.，他們却突然止住了 

雙釗的去勢，齊聲喝道： r 尊駕究竟是什麼人？」 

那女子冷冷地向就在她胸前的兩柄鋒利之極的長劍，望了一眼，道： r 我麼？ 
幾年之前，我的名頭也很響亮，現在，只怕我講出來，你們也不知道了。」 

霍氏雙劍心中陡地一動，失聲道：「你是 —— j 可是他們只講了兩個字，那女 
子便已然道：「我是鳳七姑！」 

她 r 鳳七姑」三字，才一出口，霍氏雙剣各自一聲長嘯，架成了「十」字的雙 
剣，便向前疾送而出！ 

但是，也就在此際，鳳七姑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，變得整個人都睡在键背之 
上，霍氏兄弟的雙劍，在她的胸前，臉上•疾掠而出！ 

而就在雙劍向前送出之際，那女子口中「得兒 j 一聲，那頭驢子也已撒開四 
蹄，向前奔了出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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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< 


霍氏兄弟一招不中，身形雙雙向前疾掠而起，趕了上去。 

那時，鳳七姑也已從驢背上翻身坐起，只見她手揚處，「嗤嗤嗤嗤」四下響， 
23道銀光，電也似疾，分射霍英霍雄兩人。 

霍氏兄弟不得不回劍相格，將那四道銀光，格擋了開去，只見四柄小釗，一齊 

落下地來。 

而那頭灰驢，去勢十分之快，轉眼之間，已到了五六丈開外處，霍氏兄弟再想 
向前追去，驢兒的去勢，越來越快，轉眼間.，也只見塵埃了！ 

司徒洪大踏步趕了過去，先將自己的長釗，從地上拔了出來，然後，他注定在 
那落在地上的四柄小劍之上，他突然走過去，拾起了一柄小55來 C 

霍英忙道：「司徒師侄，可是你們同門，每一人遇害，都有這樣的小劍留下 

麼？」 

司徒洪伸手人懷，取出了另一柄銀光閃閃的小劍來，一齊放在手掌心上，伸出 
手去，道： r 兩位請看。」 

4氏兄弟一齊定睛看去，不禁各自發出了 r 啊」地一聲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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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那兩柄小釗，是大不相同的，自地上拾起來的那柄，長出半寸，銀光燦然，在 
劍柄上，用銀絲盤出的鳳兒，也是栩栩如生！ 

而且，在鳳眼之上，鑲着一顆血也似的紅寶石，兩面都有。 

而自司徒洪懷中取出來的那一柄小劍，却粗糙得多！ 

霍英抬起頭來，道：|司徒賢侄，這……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 

司徒洪苦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但這一柄……却是從四師弟的腦戶穴中拔出 
來，四師弟便是在黑夜疾馳之中，死在兩柄這樣的小 i - J 之下的！」 

霍氏兄弟互■望了一眼，道： r 如此看來，司徒賢侄，一直在害人的，絕不是鳳 
七姑？」 

司徒洪陡地吸了一 口凉氣，道：「難道……難道全是陸師弟做的事？」 

霍氏兄弟也感到全身像浸在冷水中一樣，那不僅爲了他們幾乎是看着陸!£揚 
長大的，而且，陸 I 揚現在還和蒙茵茵在一起！ 

如果他是一個如此冷血的殺人者，和蒙茵茵在一起，那簡直是不堪設想的事！ 
他們都知道現在需要做的是什麼，他們要盡快追上去，追到蒙茵茵和陸橐揚兩59 






最後一釗磚 


人！他們的牲口，都》在 R 七姑手下，不能再騎了，他們各自展開輕功，向前疾掠 
而去！ 

蒙茵茵一手兼拉着兩匹馬的韁繩，向前疾訑着。由於馬兒向前的去勢，實在太 

快，是以陸*揚好幾次從馬背上跌了下來。 

陸*揚的雙手仍然被反縛着，蒙茵茵唯恐司徒洪他們追了上來，是以根本沒有 
時間用劍將他手腕上的韁繩削斷，她只是大聲叫道：「伏下來！伏下來！」 

陸鹰揚依言伏在馬背之上，轉眼之間，便已奔出了兩三里，兩人一齊轉進了一 
條岔路，又向前奔出了七八里，到了一大片密林之中，蒙茵茵才停了下來。 

她長劍挑動，將陸 * 揚手琬上的韁繩削斷，陸鹰揚苦着臉，搓着被韁繩勒得發 

紅的手腕，道： r 師妹，你這樣子……唉……怎麼辦？」 

蒙茵茵回頭看了看，不見有人追上來，她略爲放心了些，但是她却知道，司徒 

洪和霍氏雙劍，不會離得自己太遠，現在還全然不是停下來講話的時候。 

是以她一拉陸1揚，道： r 現在只好見一步走一步，慢慢再說，快，我們再向 
前去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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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她長劍在那兩匹馬上，疾拍了兩下，將兩匹馬趕出了林子，她則拉着陸 * 揚， 
向林子深處，疾奔了出去，穿出了林子，來到了一個山抝中，這才停了下來 C 
陸隳揚喘着氣，道： r 師妹，你難道相信……是我害了七師哥 ？I 
蒙茵茵瞪着眼道：「廢話，要是我以爲你害了七師哥，我會帶你逃走麼？」 
陸麇揚急得頓足，道： r 師妹，你我這樣一逃，七師哥不是我殺，也變得是我 
殺的了，我如何還能辯得淸，唉，我如何還能洗得淸？」 

蒙茵茵一生之中，也從來未曾遭遇到那樣的大事過，她心中本來已急得可以， 
再給陸騰揚一埋怨，更是急得團團亂轉，心中又生氣，大聲道： r 你本來辯得淸 
麼？七師哥臨死之際，旣然說是你殺的，你有什麼法子可以洗得淸，你說！」 

陸 .* 揚滿頭大汗，張大了口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，蒙茵茵 r 哼」地一聲，道： 

「由此可知你是洗不淸的了，爹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若是回到了開封府，見到 
了爹，他會容你分辯麼？」 

陸 .» 揚本就不是什麼有主意的人，此際更是面如土色，聲音發顗，道：「師 
妹，那我們……怎麼辦？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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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螭 


蒙茵茵心中也是一無主意，但是她看到陸廣揚那種樣子，却不得不反而要安慰62 
陸隳揚，她道： r 現在我們只好走一步看一步，反正……反正七師哥若不是你殺 
的，總有人下的手， R 要找到了眞兇，那你就淸白了。」 

陸 I 揚忽然抓住了蒙茵茵的手，道：「師妹，只有你一倨人相信我沒有做那樣 
事，你待我太好了！」蒙茵茵活到那麼大，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煩惱，可是一下子却 
遇到了那樣的大煩惱，而且陸 K 揚又不是什麼有主意的人。如果陸*揚是有主意的 
人，那麼她至少可以伏在陸1揚的肩上，大哭一場，而不必像現在那樣，反而要來 
安慰陸鷹揚了！ 

當下她苦笑，道： r 現在說這種話 —— 」 

她才講到這裏，忽然住了口，她一住口，陸隳揚也失聲道： I 有人來了！」 

眞有人來了，就在他們身邊兩三丈處，草叢中有人聲傳了出來，蒙茵茵忙將陸 
魔揚一推，推向一個洞口全是山籐蘿蔓的山洞之中，低聲道： r 你先躱起來別 
動！」 

陸鹰揚忙在那淺窄的山洞中伏了下來，而他才一伏下，一個人却自不遠處的草 




►最後一釗 


叢之中，長身而起！ 

蒙茵茵退出了一步，背對住山洞，心中緊張到了極點，手中的長劍，也已對準 
了前面。可是當她一看淸自草叢中長身而起的那人時，她不禁陡地一呆，道：「二 
師哥，是你！」 

那人自草叢中，大踏步池走了出來 ， fc 不是別人，正是天涯三絕蒙威的二弟子 
萬 舜水！ 

萬舜水向前走來，蒙茵茵一見到是萬舜水，心中便已鬆了一鬆，但是她隨即想 
道，萬舜水可能已見到過司徒洪的了，是以又緊張了起來。 

她問道： r 二師哥，你見過大師哥了？」 

萬舜水搖着頭，道：「沒有啊！」 

蒙茵茵鬆了 一口氣，又問道： r 你不是到開封府去了麼？何以會在這裏的？」 
萬舜水笑着，道：「我還有一些事情未了，是以要來，等這件事完了之後，小 

師妹，我自然會和你一齊回開封府去拜見師父的。」 

蒙茵茵聽他說得蹊蹺，忙問道： r 二®哥，什麼事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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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婣 


萬舜水一字一頓，道：「三絕派門中，出了十惡不赦的人，小師妹，你是知道64 
的了？ J 

，蒙茵茵陡地一怔-面色爲之劇變，勉强笑道：「二師哥，我……我不知你是什 
麼意思？」 

萬舜水道 •• r 有人殺了七師弟，七師弟臨死之前，親口說出兇手是誰，你難道 
還不知道麼？」 

他最後一句話，乃是疾聲喝出來的，蒙茵茵本就心中發虛，唯恐萬舜水已知道 
了這件事，此際聽得萬舜水大聲一喝，更是大吃了一驚，不由自主，向後連退了三 
步！ 

而就在她才一後退之際，只聽得萬舜水又是一聲暴喝，道：「逆徒拿命來！」 

隨着那一聲巨喝，他反手一劍「助一地便向那山洞之中，刺了過去！ 

那一下變化，更是大大出乎蒙茵茵的意料之外，蒙茵茵一聲尖叫，道：「二師 
哥，不關他的事，七師哥不是他害死的——」 

然而，蒙茵茵的尖叫聲，叫到這裏，甓陡地停了下來！ 




►最後一釗 


因爲萬舜水的那一釗，去勢快絕，電光石火之間，他的長劍，便已刺進了山 
洞，而那山洞的洞口，滿是籐蘿，本來也看不淸他那一劍，是不是刺中了躱在山洞 

中的陸1揚的。 

而蒙茵茵此際，突然住了口，並不是因爲萬舜水刺出那一#:，而是萬舜水已然 
縮回了劍來！ 

萬舜水的長劍，自山洞中縮了回來，鲜血順着他的劍尖往下流，而洞中也有一 
股血泉，疾噴了出來！ 

蒙茵茵一看到那樣情形，整個人都呆住了，利那之間，她只覺得自己並不是站 

在地上，而是跌在雲上一樣，雙脚都軟綿綿地，接着，她眼前天旋地轉起來，她發 
出了一聲大叫，身子向後便倒！ 

就在她將要倒地之際，萬舜水提着釗，一個箭步，趕向前來，將她扶住。 

蒙茵茵想要掙扎開去，可是她全身乏力，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，她只是叫道： 

I 別碰我，滾開去！ I 萬舜水道：「師妹，你怎麼啦？他狼心狗肺，殺害同門，這 
樣的人，怎能留在世上？留他在世上，只有使他多害人，你千萬別看他對你，甜言65 



最後一釗螭 


蜜語，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，他就對你下了毒手！」 

蒙茵茵急速地喘着氣，她實是沒有勇氣向那山洞再多看一眼。 

這時，已沒有血泉自山洞中噴出來了，但是還是有鮮血自洞口汩汩地流出來， 

鲜血曾噴在洞口的_蘿上，這時也 r 滴一滴地向下跌着。 

蒙茵茵心頭一陣陣劇痛，眼前也是陣陣發黑，她的聲音在突然之間，變得如此 

之嘶啞，她想哭，可是却哭不出來，只聽得她叫道： r 八®哥，我……害了你 
了！」 

萬舜水忙又道：「師妹，他是死有餘辜，看來他不止害了七師弟，幾個同門， 
全是他害死的！」 

蒙茵茵用力一掙，掙開了萬舜水，可是她的身子，却是搖搖榥榥，站立不穩， 
只聽得她尖聲叫道：「他爲什麼要害人？爲什麼？」 

萬舜水道 •• r 誰知道，這種壞人要做起壞事來，可能根本不爲什麼？」 

蒙茵茵的心中，哀痛之極，她在那樣的情形下， S 本不能好好地將整件事想一 
想，可是，她的心中却突然一亮，想起一件事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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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最後一釗 


她陡地一挺身子，叫道： r 二師哥！」 

萬舜水忙道： r 小師妹，你可是想通了？正邪不能兩立，我實是不能不殺他 
的 ！ 」 

蒙茵茵嘿撰地冷笑着，道 •• r 我不是想通了，而是有一件事想不通，所以要問 
問你。」 

萬舜水訝道： r 什麼事啊，師妹只管說。」 

蒙茵茵一字一頓，道： r 你說未曾見過大師哥他們，那你何以知道七師哥死 

了？又何以知道七師哥臨死之前，說了些什麼？」 

萬舜水一直是笑嘻嘻池望着蒙茵茵的，可是蒙茵茵這幾句話一出口，萬舜水的 

臉色，陡地變了，道： r 啊……這……這 . 」 

蒙茵茵已然潮漸地鎭定了下來，她已不像剛才那樣亂了，她越想越覺得可疑， 
而且，萬舜水此際的神態，也實在太令人起疑了！ 

是以，她立時又道： r 你說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萬舜水吸了 一口氣，道： 

r 我……我……我是躱在一邊，聽你們兩人交談，所以才知道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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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那樣一講，頓時理直氣壯起來，又道： r 小師妹，我們快去吿訴師父，說奸 
人已伏誅了！」 

他雖然那樣說，但是總還有些氣虛，是以不住地拿眼瞧着蒙茵茵。蒙茵茵冷笑 
一聲，道： r 這又奇了，你和我們分手時，說好是回開封去的，何以不到開封去， 
却會在這裏？而且，你若是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你見到了我們，何必鬼鬼祟 
祟地躱起來？爲什麼不立時出來，和我們見面？ j 

萬舜水的面色比剛才更難看了，呆了一呆，道： r 師妹，你……你不住那樣問 
我，是什麼意思？」蒙茵茵冷笑一聲，道： r 萬師哥，我思疑這一切事，都和你有 
關，是你在暗中搗鬼！」 

萬舜水整個人疾跳孓起來，道： r 師妹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因 

爲我殺了陸1揚，所以對我心中懷恨，才那樣——」 

他才講到這裏，突然左手向蒙茵茵身後一指，道： r 咦，你看！」 

蒙茵茵一呆，自然而然轉過身看去，可是她身後却什麼東西也沒有。而就在此 
際，萬舜水長剣抖動，一釗已直取她的背心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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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舜水那一劍’還是用 陰力發出的’釗出之際’ 一點聲息也沒有，蒙茵茵一看 
到自己身後什麼也沒有，心中陡地一凜間，巳知不沙，她總算見機得十分之快，身 

子陡地向前竄去！ 

幸而她這一窺 ， m 得十分及時，萬舜水那一劍，刺到了離她背後還有尺許 JS ’ 
劍勢已盡！而蒙茵茵也已疾轉過身來。 

但是蒙茵茵才一轉過身來，萬舜水的第二釗又已刺到’這一劍出得更狠，竟是 
直向蒙茵茵的面門疾刺而至的。蒙茵茵急忙一低頭，「刷」地一聲，長釗刺進了她 
的髮髻 之中！ 

蒙茵茵嚇得冷汗直淋，她知道自己絕不能死在萬舜水的釗下，要不然’陸囑揚 
不但白死，而且死了之後，還要蒙受汚名！ 

蒙茵茵的身子，陡地向後翻了出去，也就在她的身子向後翻出之際，萬舜水的 
劍鋒，已順着她的頭頂，滑了下來，將她的髮髻，削去了 一半。 

蒙茵茵頭上的長髮，一齊散了下來，這時候，她也已勉力翻出了六七尺，而且 

手一探，長釗也已探在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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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握了長劍在手，蒙茵茵的瞻子頓時大了許多，因爲平時她和萬舜水練武過 70 
招，心知自己足堪和萬舜水打一個平手的。 

而她也知道，霍氏兄弟和大師兄司徒洪正在追趕她，只要支持到他們三人一 
來，那就夠了 ！ 

是以蒙茵茵長劍一出鞘，釗尖前指，先抖出了幾朶劍花，將萬舜水的攻勢，阻 
了一阻。一釗剌出之後，她身形也立時挺立了起來。 

這時，萬舜水倐地收回了長釗，陡地一個轉身，向外便竄，蒙菹菹一見萬舜水 
突然要走，她如何肯放他離去？立時一聲嬌叱，道 •• r 別走！」 

隨着那一聲嬌叱，她身形一矮，一釗接着刺了出去。 

却不料就在那一釗刺出之際，萬舜水右手向後一揚，四道銀光，向蒙茵 茵電射 
而至！ 

他特地轉身向前逃走，引蒙茵茵一劍向他刺出，他却就在那時，向蒙茵茵發出 
了四抆暗器，那四枚暗器，正是四柄銀光閃閃的小劍！ 

蒙茵茵一劍平刺而出，上盤和下盤都是空隙，而萬舜水的心地，着實歹毒，他 



►最後一釗 


那四枚暗器，就是兩枚射蒙茵茵上盤，而兩枚射她下盤的！ 

蒙茵茵突然之間看到暗器射到，心中不禁大驚，她父親號稱天涯三絕，那三絕 
誰都知道第一絕是劍，很多人都知道其中必有一絕是暗器的。却不知天涯三絕最浪 

暗器，他門下弟子，是從來也不准習暗器的。 

是以蒙茵茵在突然之間，看到她二師兄竟然射出了四枚暗器來，心中的吃驚程 
度，實是難以形容，急忙揮劍去格時，「叮叮」兩 is 響，將奔向她上盤的兩枚小 
劍，格了開去！ 

但是另外兩吱射向她下盤的小釗，却已在此同時，射中了她的雙褪，那兩枚小 
劍珀去勢，十分勁疾，一齊陷進了她的腿中，直沒至柄！ 

蒙茵茵只覺得雙腿一麻，再也站立不穩，身子一側，便已跌倒在地！ 

蒙茵茵在才一向地上倒去之累，心中的吃驚，賁是難以形容，她奮力想站起 
來，可是却已在所不能，她一抖手將手中的長劍，向前直拋了出去！ 

可是，她長劍的去勢雖急，萬舜水揮劍一格，便已將長劍襠了開去。 

他一擋開了蒙茵茵的長劍，便一個起伏，來到了蒙茵茵的身前，發出了 一個奸 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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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，道： r 小師妹，眞是可惜，本來我是不想害你的，在我計劃之中，等我成了三 72 
苎斤：的掌門之後，我們還可以結爲夫婦，但是現在旣然已被你識破了我的機密，也 
就說不得了！」 

他話一說完，五指一鬆，長釗向下略沉了一沉，但是隨即反手握住了剣柄，用 
力一劍，便向蒙茵茵的咽喉，疾插而下！ 

蒙茵茵雙腿皆被暗器射中，身子倒在地上，長劍也已脫手，可以說全然沒有抵 
抗的能力了，她只得用力一滾，向旁滾了開去，勉力避開了萬舜水的那一劍。 

同時，蒙茵茵張口大叫道：「大師哥！」 

萬舜水一劍不中，聽得蒙茵茵張口大叫，心中更是暴怒，一步趕向前去， 

「.«」地一聲，第二劍又已刺出，蒙茵茵一面大叫，一面在翻身避開之際，雙手已 
捧了 一塊大石在手，就在萬舜水第二劍刺出之際，她將 S 5 塊大石，用力向劍尖砸了 
過去。 

只聽得|錚」地一聲響，萬舜水的第二劍，正刺在那塊大石之上。 

那一劍的力道十分之强，隨着「錚」地一聲響，爆出了 一串火花來。 



►最後一釗 


蒙茵茵一砸出了大石，立時又向旁滾了開去。 

這時，她中了暗器的雙腿，已然麻木不堪，滾動之際，也已 ** 十分不便，蒙茵 
茵急得撕心裂肺地叫道：「大師哥 —— J 

可是她那一下呼叫聲才出口，萬舜水身形疾掠而起，形如飛隼，自上而下，連 
人帶剣，已疾如流星也似，疾攻了下來！ 

那一劍，萬舜水是身在半空之中，向下刺來的，劍光顫動，方圓丈許之內，全 

在他劍影的籠罩之下，看來蒙茵茵的身子，就算滾動得再快，也是避不過去的了， 
蒙茵茵眞氣運轉，又大叫道：「大師哥！」 

然而，她那一聲 r 大師哥」才叫出口，萬舜水的長劍，已然自上而下，疾刺了 
下來，劍光閃耀，連眼也睜不出來，蒙茵茵的心中，倐地一凉，暗叫道：完了！ 
但是，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，只見兩條人影，斜剌裏疾如流星，竄了過來 U 那 
兩人手中的長劍，交又搭成了一個 r 十」字。他們兩人是貼地飛來的，兩柄長劍， 
在蒙茵茵的臉上，只不過寸許處 I 鼪」地一掠過，蒙茵茵甚至可以感到劍身上所發 
出的那一股寒意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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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，只聽得「錚」地一聲響，一串火花爆了出來，紛紛落在蒙茵茵的險上！74 

在那一剎間，蒙茵茵根本不知道究竟發生了 一些什麼事，但是她却可以知道一 
點，那便是：已有人來救她了，她不致於死在萬舜水的劍下了！ 

她不致於死在萬舜水的劍下，那眞正只是生死一線的事，因爲當那兩柄長劍， 

突然在蒙茵茵的面門之上掠過，將萬舜水的長劍架住之際，萬舜水長劍的釗尖，離 
蒙茵茵的咽喉，只不過幾分而已！蒙茵茵的喉傺，甚至因爲萬舜水的長剣直指了下 
來，而感到了一股異樣的麻癢之惑！ 

然則，那只是電光石火，一刹那之間的事，緊接着，那兩柄交又搭成十字的長 
劍，向上一抬，又是「錚」地一 S 響，萬舜水手中的長釗，立時把揑不穩 ， 「.ISJ 
地向天上飛了出去！ 

而在蒙茵茵千鈞一髮，生死一線之際趕到的一两人，本來幾乎是伏在地上的，隨 
着長劍的一振，兩人身形也挺立了起來 C 

到了這時候，蒙茵茵自然也看淸，那兩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霍氏雙釗！ 

萬舜水在長劍一被霍氏雙釗架住時，他面色便變得比紙還白，身形一閃，便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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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退去。 

霍英、霍雄兩人才一站了起來，兩柄長剣，仍然搭在一起，如影附形，跟着追 

了出去，將萬舜水逼近了山崖。此際，司徒洪也已趕到了！ 

司徒洪一到，便將蒙茵茵扶了起來，連聲道： r 小師妹，怎麼一回事？」 

蒙茵茵剛才實在驚駭過甚，連玫聲大哭的機會也沒有。這時，她已轉危爲安 

了，痛定思痛，司徒洪才在問，她便「哇」地一聲，放聲大哭起來。 

司徒洪一低頭，也看到了她雙腿上所中的小劍，連忙伸手將之拔了出來，又封 

住了傷口附近的穴道，然後才抬頭向萬舜水看去。 

萬 舜水已被霍氏雙劍逼到了山崖邊上，雙劍交又，又住了他的頸際 ，他 一動也 
不能 動了！ 

蒙茵茵一面哭，一面道： r 大師哥，全是他，全是他幹的事，我們逃到這裏， 

他便尾隨在我們之後，他突然現身，殺死了陸師哥 . 」 

蒙茵茵講到這裏，心頭一陣劇痛•幾乎上氣不接下氣，司徒洪瞪着萬舜水，眼 

中冒出火來，厲聲道： r 那不是八師弟幹的事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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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茵茵哭道： r 我早說不是他，可是你們不信，一定是七師哥黑暗中看不淸 76 
人，是他和你們分手之後，再折回來殺人的•就像他和我們分手之後，說是回開封 
去，但是却又跟在我們後面一樣！」 

司徒洪刷地站了起來，駡道： I 萬舜水，是不是？」 

萬舜水這時，已然面無人色，事情已到了這一地步，他還有什麼好辯說的？司 
徒洪氣得身子不住發抖，他是一個君子人，他再也想不到和自己同門習已將近 
十年的萬舜水，會是一個如此心地狠毒，豬狗不如的邪惡小人！ 

他向前連衝出了幾步，手中的長釗，直指萬舜水的胸口，咬牙切齒地道： 
r 你……竟害死了那麽多同門，我要將你的心剜出來瞧瞧！」 

他長劍陡地向前一伸，但是霍氏雙劍立時齊聲喝道•••「司徒賢侄不可造次，現 
在也不必殺他，將他帶回去，令師自會處置！」 

蒙茵茵則叫道： I 大 S 5 哥，你扶我起來，我要殺他爲八師哥報仇！ I 
司徒洪强捺着心頭怒火，向後退了兩步，道： r 八師弟的屍體何在？」 

蒙茵茵還未曾開口，眼前已然一陣發黑，她抽噎了好一會，才伸手向那山洞一 




指，道： r 在……就在……那山洞之中。」 

她伸手一指，司徒洪和霍氏雙劍，都一齊向那滿是山籐遮掩的洞口看去，却不 
料，就在他們向洞口望去之際，只見山洞之中，突然伸出了一雙其白如玉，十指横 
纖的玉手來。 

那一雙手的指甲，又長又尖，而且上面搽着血也似紅的鳳仙花汁，妖冶無匹。 
這一雙手，一自山洞中伸出來，各人便都呆住了，緊接着，只見那一雙手，分 
開了山藤，一個女人從山洞中走了出來，一掠頭髮，笑道：「好啊，眞是人生问 .« 
不相逢，我們又見面了！」 

那女人一現身，霍氏雙劍和司徒洪三人，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氣-失聲叫道： 
「鳳七姑！」 

蒙茵茵一看到那山洞中竟會有人出來，她早已呆了，幾乎疑心是身在夢中。及 
至她聽到了「鳳七姑」三字，才陡地一震！ 

霍氏雙劍立時全神戒備，鳳七姑笑嘻嘻地向他們走了過去，來到了他們的面 





最後一釗钃 


霍氏兄弟的雙釗正叉住了萬舜水的頸際，這時鳳七姑向他們走來，他們鬆手不 
好，不鬆手也不好，顯得十分狼狽。 

而鳳七姑一到了他們的面前，便笑着向萬舜水望了一眼，道：「你就是冒用我 
的暗器，殺害自己同門師兄弟的人，是不是？ J 

萬舜水本來已是面如土色，絕無生機的了，此際，他突然看到鳳七姑出現，心 

中又有了一線希望，忙道：「鳳前輩恕罪 ！ J 

鳳七姑「格格」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敗的事，倒是很有出息的啊，想不到三絕 
派門下，居然還有你這樣的人才，難得，難得！」 

霍英沉 S 喝道：一鳳明友，你若是要與天涯三絕爲敵，只管多管閒事！」 

鳳七姑仍然笑着，道：「你們兩位也不好惹啊，可是我却覺得不怎麼公平-他 
一上來長劍就說了手，手中沒有兵匁，怎會是你們的敵手？我認爲應該將他的兵刃 
還給他，因爲他至少還要再殺一個人！」 

霍氏雙剣面色一變，齊聲喝道：|你——」 

可是，他們兩人只講出了 一倨字，鳳七姑一聲叱喝，雙掌已一齊向他們兩人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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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前 推出！ 

那兩掌發得突然之極，霍氏雙釗的武功再高，急切之間，也是難以發剣相迎， 
是以只得身形一閃，向後疾退了出去！ 

他們兩人一退，鳳七姑身形滴溜溜一轉，轉到了萬舜水的身邊，足尖一挑，將 
萬舜水的長剣挑了起來，伸手接住，隨即交到了萬舜水的手中。 

萬舜水一接了長釗在手，心中的高興，實是難以形容，立時道： - 多謝前 
輩！」 

鳳七姑「格格」笑着道： r 不必客氣，你這等人，最合我心意，現在你長釗在 
手，又可以殺人了，對不？」 

萬舜水心知自己的陰謀完全暴露，再想奪三絕派掌門之位，那是沒有可能 ： R 
了，難得鳳七姑竟突然出現，自己怎可再錯過這饀機會？ 

是以他立時道：「晚輩定然追隨前辈行事。」 

霍氏雙剣厲聲道：「鳳七姑，你公然引誘別派叛徒，只怕會引起武林公潰！」 
鳳七姑笑嘻嘻道：|你們若是不想他聽我命令行事，不妨來和我動動手啊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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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七姑的態度十分輕鬆，但是霍氏兄弟的神態，却十分緊張！鳳七姑雖然已有 
多年未曾在江湖上走動，但是她威名猶在，霍氏雙劍都知道她的武功極高，就算兩 
人聯手，也未必是她的敵手！ 

鳳七姑笑着道：「你們不敢動手，那就難說了 ！」她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在萬舜 
水的肩頭上拍了拍，道： r 你說聽我話的，現在替我去殺一 fl 人！」 

萬舜水朗聲道： r 遵命，不知道殺誰？」 

此際，有了鳳七姑的撑腰，萬舜水又趾高氣揚起來。鳳七姑緩緩地道： r 我要 
你殺的人，是三絕派門下弟子！」 

鳳七姑此言一出，司徒洪和蒙茵茵兩人的神色一變，霍氏雙劍也連忙護在他們 
兩人的身前/ 

可是，鳳七姑却又一字一頓地道：「這個人，姓萬，名舜水！」 

所有的人全是一呆，萬舜水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，呆了一呆問道 •• I 鳳前 
輩，你說什麼？」 

鳳七姑道：「我叫你去殺一個人，那人是三絕派弟子，叫萬舜水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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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舜水又是一呆，但是在那一利間，他却明白了，他明白鳳七姑不但不是自己 
的靠山，反倒是自己的索命無常！他的身子索索地發着抖，道：「爲……什麼？」 
鳳七姑笑道： r 這涸萬舜水，竟冒用我鳳七姑的暗器，你說他可該死？」 

萬舜水道： r 該……死。」 

鳳七姑面色突然一沉道： r 那你還不下手？」 

鳳七姑笑嘻嘻的時候，十分妖冶，面色一沉間，却是極其駭人，萬舜水一聲怪 
叫，手中長釗揚了起來，一釗向鳳七姑剌出！ 

但鳳七姑 t 是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着一樣，陡地伸指一彈，「錚」地一嫛，正 
彈在他钓剣尖之上，將他的長劍，彈得整個橫了過來，陷進了他的頸際，疾噴而 
出-他整倨頭，立時飢向一邊-他身子砰地倒向後，死於非命了！ 

這刹那之間的變化，令得各人全都意外之極！ 

鳳七姑妇又滿面笑容，道： r 蒙姑娘，我有一嘌好東西迭給你，但你却要答應 
替我败一件事。」 

蒙茵茵一怔，道：「什麼事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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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七姑嘆了一聲，道： I 我幾年前匿跡不出，早已痛改前非了，但如今江湖又82 
盛傳我和三絕派作對，你要替我多 M 謠才是。」 

蒙茵茵道：「不是你钕的事，自然不能算在你的帳上-武林中人不會不知。」 
鳳七姑笑道：「那麼，我就縳陸1揚送還給你，則才他躱進洞來之衮，我早已 
在洞中了，而這賊子的一劍，只不過刺中了洞中的一頭鹿兒而已，我點了陸* e 揚的 
穴道，這上下穴道只怕也解開了！」 

蒙茵茵聽得鳳七姑那樣講法，張大了口，一點聲也發不出來，而鳳七姑一聲忽 
哨，召來了她的灰驢，齩身上驢，已然走了…… 

XXX 

霍氏雙剣自山洞中拉出了陸顰揚，解了他的穴道，和司徒洪、蒙茵茵一起離開 
了那山抝。 

山抝中只剩下了一個人，就是想將同門師兄弟全都殺死的萬舜水，但是他最後 
那一劍，却令得他自己的頭顱，幾乎全都跌落了下來！ 

沒有人向他多看一眼，因爲他的行徑實在太拫毒卑劣了！ (本篇完) 






►白痴劫 


1塊石頭，中間結着一條草澠，草澠大約有六七尺長，另一端，繫在一枝棗樹 
昀潢枝上，將石頭推一下，石頭就會盪來盪去，好幾十下，等到石頭慢 T 來的時 
侯，再推一下，又可以來回盪幾十下。 

就這樣的對着盪來盪去的石頭，白痴就可以消磨一個上午，一個下午，一整 

天。 

事實上，他不知用這個方法消磨了多少天了，好像自從他第一天按人發現起， 
看到他的人，就一直只看到他怔 fi 地對着那塊盪來盪去的石頭發怔，口中發出一下 
接一下毫無意義的呼叫聲。 

當鎭上的人，發現白痴的時候，棗樹的樹枝，還是光禿禿地，漸漸地，棗樹發 
芽了，伸葉了，開花了，直到現在，樹上已經結滿了縈喿的棗子，石頭還是那樣盪 
來盪去，白痴還是那樣，坐在棗澍前，口中發出莫名其妙的聲音，像是其樂無窮地 
注視着那塊石頭。 

白痴才被人發現的時候，縝上很熱鬧了一陣，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來的，每天 
都有人圍着他看看，也有好心人給他東西吃。有人給他食物，他就吃，沒有人給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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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就不吃，直到鎭上的小流氓河四，作了 一次試驗之後，鎭上的所有人，對白痴是 
一個道道地地的白痴這件事，就再也不懷疑了。 

事情是這樣的，白痴的身子很壯，眼睛在看人的時候，眼珠也會很靈活地轉 
動，鎮上有一些人，懷疑他究竟是眞的白痴，遢是假裝出來的，一開姶有了懷疑， 
就有了爭論，偏僻的，山窩子裏钓小_,錤上的人，本來就單調得每天都過着刻板 
的生活，從來也沒有新的話題，旣然有了爭論，也就成爲最好的話題，每天都有人 
討論着這件事，終於，流氓阿四，想出了這個寒法來 C 

認爲白痴眞是白痴的人，說白痴從來自己不吃東西，棗子結實之後，落在他身 
子四 •! 圍，他也龙來不撿起來吃，一定要等有擔子大一點的兒童，檢了起來，塞進 
他口中，他才吃 ， s 且，從來都是達棗核一起吞下去的。阿四帶了爭論的兩派，足 
足有三十多人，那是鎭上的頭一件大事，大家圍着白痴，白痴像是全然不知道身邊 
有着 fl 麼多人，河四先將一忮»子塞在白痴的口 a ，白痴用力嚼着，吞了下去。 

河 zg 擠着眼，打開紙包，將一粒乾了的羊屎，塞進了白痴的口中，白痴也使勁 
地嚼着，吞了下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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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周圍的人發出喟嘆聲，從這次起，這個爭論算是解決了，代之而起的問題 
是，這白痴是從那裏來的？ 

這白痴是從那裏來的？要回答這個問題-可眞不容易。太行山的支脈，向四面 
八方伸展，形成了無數山嶺，和山嶺間貧瘠的土地 C 猥牙口雖然是一個鎭集，可是 
不到逢五，逢八的集期，也不會有汁麼人，就算有人夾，夾的人乜要 tllu 越嶺，至 
少得走上十里八里埼 S 的山路， re 且多少年來，四 SA 村來的那些人，縝上的人， 
也全都熟得不能再熟，可是他們就是沒見過這白痴！ 

這白痴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從他整天對着石頭呆瞧的那種情形來看，他決不像是 
自己會走山路，到這裏來的人，那麼，當然是有人帶來的 C 
可是，帶他來的，又是什5人呢？ 

掛在棗樹上的石頭，仍然在不斷搖盪着，棗子由靑變紅，棗葉也大批大批地落 
了下來。 ‘ 

白痴好像已成了猥牙鎭鎭尾的一景，就像是那些一： fp 頭就.可以看到的山嶺一 

樣，不會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了，唯一還注意看白痴的人，可以說只有錤尾開棺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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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的徐木匠，徐木匠今天已過六十，老眼昏花，手藝自然也稱不上一個好字 U 

可是鎭上的人，還眞少不了他，每年都有人死，人死了總得要棺材，要棺材總 
不能翻山越嶺，走五六十里地去買，那麼，整定了就是涂木匠的生意= 

徐木匠的舖子在鎭尾最盡頭，每當他刨木，鋸木，敲釘子，累得腰背《硬的時 
候，直起身子來時-就可以看到白痴坐在樹下面，望着那塊搖盪着的石頭 a 

等到鎭上的人-對白痴的存在，已經完全不惑興趣的時候，唯一送食物到白痴 
U 中的人，就是徐木匠了。徐木匠好嘮叨，平時找不到對象，從來就沒有開過口講 
話的白痴，就成了他嘮叨的好對象。他一面將乾玉米，塞進白痴的口中，一面會不 

斷地道：「看你長得多壯，我看你力氣也不少，白吃我那麼多，幫我來搬搬木料也 
.是 好的！」 

白痴照例發出 r 荷荷」的聲響，涂木匠也自顧自地說下去，直¥1離開 C 
那一天，徐木匠一起身，才一開門，就感到一股寒意，地上是白花花的一層霜 
花。徐木匠轉過頭，向離他舖門口，只有十幾步的那株棗樹望去，石頭還在晃盪 
着，可是白痴却不見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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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木匠不禁揉了揉張睛，每天看慣了坐在樹下的白痴，忽然不見了，這就像對 
門的55座山峯，忽然消失了 一樣，令人訝異之餘，難免會疑心自己的眼睛發了花 C 
可是，揉了揉眼之後，結果還是一樣，白痴不見了！ 

白痴突然出現，曾經鬧了一陣子，白痴突然不見了，當然也是一椿大新聞，徐 
木匠覺得精神一振，回到屋裏，披上 T 那件羊皮澳，急匆匆地向錤上走去！ 

可是，等到徐木匠才走進鎭大街，他就呆了一呆，立即知道，他起得遲了！ 

錤的街上，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發生了事，是不應該聚集着那麼多的 
人，全都出夾了，徐木匠首先看 S 了一張又圓又扁又白的臉，正在起勁地說着話， 
S 音也特別尖，徐木匠立時吐了一 口口水，那是鎭上的土娼花寶，錤上的婦女，用 
盡了各種惡毒的話來咒駡花寶，可就是從來不敢提花寶長得那麼白，白得簡直 f 才 
蒸出來的豆腐，而那也是錤上的男人，最津津樂道的，他們單濁聚在一起的時候， 
會低聲交談，說花賨不但殮白，手白，頸子白，那些平時叫衣狠遮住的池方更白， 
白得簡直叫人目眩心馳，盪人心魄，當未曾在花寶那裏住宿過的男人，聽得心癢難 
熬之間際，有些男人，便會樂得呵呵地大笑起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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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木匠最討厭花寶，或許那是因爲他老得已經不能領略花寶的雪白誘人了，他 
急急向前走去，接着，就聽到了阿四破鑼的聲音。 

徐木匠停了下來，阿四将他的氈帽捲成一捲，右手 rv 着，在左掌掌心上用力拍 
着，發出「拍拍」的聲*，以增加他講話的 S 勢。 

他正在聲嘶力竭地說着： r 嘿，那幾個人，來得眞有氣派，一陣馬蹄聲，先就 
遇上了我，嘿，遇上了我阿四，算是他們的運氣，一個官長就下了馬，他下了馬才 
問阿四，他問，這幾個月，鎭上可有什麼生險人？嘿，生險人，經我河 a 的眼瞧 
過，可走不了 ！I 

阿四講到了這裏，有人插口問道： r 官長要找生強人，怎麼會將#3白痴帶走了 

呢？」 

阿四喧着眼，氈婿用力一揚，抖了開來，戴在頭上，道：「廢話，白痴是鎭上 
土長土長的麼？不是，那就是生臉人，你知道麼？生臉人！一 

其餘的人却不 B 聲了，阿四像是打了一個大勝仗的英雄一樣，翻着眼，轉過身 
來，洽好和餘木匠打了一個照面，阿四喉間 I 咯」地一聲，頸伸得老長，凑過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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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 ，道： 「徐木匠， 白痴有 ffi 煩了，鎭城裏下來的官長在找他哩，你和白痴最好， 

I 

iio 睡 #«丨 • 

阿四翻着眼，徐木匠氣往上冲，哏不得伸手打他兩巴掌，可是想一想，還是沒 

出手。 . . 

阿四可不是好惹的人，上次他激怒了雜貨舖老闆，老闆也是打了他一巴掌’阿 

四就賴在雜貨舖門口的地上，好傢伙，眞是三天三夜沒起來，後來還是雜貨舖老闆 

芻楣，大條羊腿，再加上整整一塊大洋，才叫他起了身，徐木匠可不想惹這個藏 

煩。 

徐木匠忍着氣，他才不要和阿四這種人說話，昂着頭’就向前走去，前面不遠 
處就是錤公所了。 

聚在鎭公所門口的人更多，鎭公所門口，停着五匹駿馬，正在揚鬃踢蹄，一個 
年紀很輕的人，和和氣氣地勸着圍在鎭公所門口的許多人： r 各位老鄕，沒有什麼 
好看的，請自己幹自己的活去吧！」 

可是勸歸勸，擠過來的人，却是越來越多，阿四也擠了進去，*着那年輕人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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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個敬禮，也不知道這種行贐法，阿四是從那裏學來的。 

阿四問道：「官長，那白痴可眞是白痴，一點不假，我餵他吃過羊屎！你們找 
他幹什麼？」阿四擠着眼，樣子很神秘，又道： r 是不是犯了什麼案子的大盜？還 
是想在狼牙口窩6? J 

那年輕人笑了起來道： r 你講的話，有點不對頭了，又說他是眞的白痴，眞的 
白痴，怎會是土匪强盜？」 

其餘的人笑了起來，阿四覺得很沒趣，縮了縮頭，可是他又道： r 官長，你們 
是來找什麼人的？」 

那年輕人不出聲，只是和和氣氣地笑着，有人擠得太近了，他勸人離開去，鎭 
公所的門和平時不一樣，緊緊地關着。 

其實，鎭公所中有什®，每個人都很淸楚，只有兩張破舊的桌子，一個老得沒 
有牙的更練。鎭長麼？就是鎭中心，經常有點洋貨出售，算是鎭上最大的舖子的老 
闆汪二叔，不過這時候，大家只不過想看看，縣城裏下來的官長，爲什麼要找那白 
痴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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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眞正可以看到鎭公所中淸形的，只有削片兒麵最拿手，年紀輕輕，就被 
人叫作 r 師傅」的陳貴。陳貴並不擠在大門口，而是繞到了屋後，攀在屋後的窗口 
上，抹去了窗上的一片積塵，凑眼過去，看到了鎭公所中的一切情形。 

令得陳貴大失所望的是，鎭公所中，並沒有出現什麼嚴刑拷打，血肉橫飛的情 
形，他看了的是’白痴坐着-四個人圍着他，那老更練坐在一角，頭一高一低，敢 
情是昨晚沒有睡 透’現在還在打瞌睡’白痴到底是白痴，看他的樣子’像是一點也 

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C 

圍住白痴的四個人，三個看來’和站在鎭公所門口的那人，沒有什麼分別，只 
有一個，身形很高，臉很瘦削，雙眼中的那股神氣，叫人看來害怕，好幾次，當這 
個人偶然向窗口子望過來時，陳貴都不禁心頭怦怦亂跳，那人的年紀’看來也比較 
大一點，約莫有二十七八歲 C 

陳責聽得別人稱呼過這個人，知道這個神情威簾的人是「隊長」。什麼隊長， 
陳貴也不知道，反正是縣城下來的，又帶着 r 長」字’這個官一定不小了。 

隊長望着白痴，白痴口中發出 r 荷荷」的聲響，也望着隊長，隊長的聲音，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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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很柔和，和他那種威嚴的外貌，好像很不相稱。 

隊長在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是那裏來的？」 

白痴的回 答是： r 荷荷！荷荷！ 」 

隊長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你不會說話？我們要問你幾句話，很要緊，你要吿訴我 

8J | 
ff ! 」 

白 痴的回 答是： r 荷荷！荷荷！ 」 .. 

隊長手按在白痴的肩頭上，再問 ： r _上的人說你是白痴，你來了已經有七八 
個 戸：了 ，你是從那裏來： E ? 我看你不是白痴吧！」 

白痴回答依然是：「荷荷！荷荷！ I 

隊長縮回手來，挺直身子，一個隊員道：「隊長，這人是白痴！」 

隊長眉心疒着結，並不立 K 開口，過了半晌，他才道：「要眞是白痴，怎會到 

得了狼牙口鎭，怎能翻得過山嶺？我看他不是白痴！」 

隊長的雙眼，緊盯着白痴，很少人可以直視着這嗉凌厲的目光，而無動於衷， 
可是白痴究竟是白痴，他仍然是這個樣子，一點也沒有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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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長伸手在臉上抹了一下’又道： r 你別假裝了，我知道你不是白痴，一定不 
是！」 

白痴仍然只是 「荷荷 I 聲，隊長又無可奈何地鬆 開了手 ，轉過身去，重重在桌 
上 ，敲 了一拳 ，那「砰」地 i 響 4正在打瞌睡的老更練，嚇得直跳了起來，迷 
迷糊糊 地道： r 是！ 是！」 • 

幾個隊 員却笑 了起來，一個道：「隊長’我們馬不停蹄’找了八個月，一點結 
果也沒有，我看 ——j 

隊長陡地轉過身來，道： r 今天是什麼日子？」 

一個隊員道：「十月初四了。 

隊長又問道：「我們是什麽日子，從縣城出發的？」 

幾個人一起道. • |二月初七！」 

隊長揚起頭來，道： r 出去找兩個人進來，要平時和這白痴多接近的！」 
一個隊員立時開門走出去，門外傳來一陣喧鬧聲，不一會，進來了兩個人，一 
個是阿四，一個是徐木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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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長道： r 兩位 ss ——」 

他本來一定是說 r 兩位請坐，一的，可是只講了三個字，就沒講下去，因爲鎭公 
所裏，只有一張椅子，由白痴坐着。 

隊長問道：「這白痴是那一天到鎭上的，兩位可記得準確的日子？」 

阿四使勁地抓着頭，他是從來不記日子的，好吃懶做的人，怎麼會記得日子？ 
徐木匠想了 一想，就道： r 二月十三日那天，是那天！」 

隊長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向四個隊員望了一眼，道：「從鯀城到這裏，是六七天 

路程？」 • 

一個隊員道：「那得騎馬才行，這白痴——」 

隊長揮着手，他像是竭力在想什麼，可是却又無法將之說出口來。 

隊長在那樣思索的時候，神情很嚴肅，而他的手下，那幾個隊員，照例一起向 
他望着 a 有時候，很多次，隊長的雙眉，會突然舒展開來， T 1 在他瘦削，看來很古 

板的臉上，也會隨之而展開笑容。 

每當這樣的時候，隊員就知道，隊長的心中，已解開了一個難題，一件案子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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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水落石出的時候，已經近了。 

隊長姓方，叫正行。他的名字，和他的人，可以說再配合也沒有了，又端方， 
行爲又正當，在方隊長昀生活中，除了日以繼夜地辦案子之外，幾乎沒有任何的私 
生活，隊員有時也會在背後私議幾句，但是一想及方隊長辦案的種種溥奇性的故 
事，一見了方隊長的面，就由不得肅然起敬。 ，.‘ 
聽說，方隊長的父親，就是淸朝末年的名浦，提起 r 方大胖」的名字，連太原 
城裏，都是響噹噹的，方大胖子到晚年，胖得連走都走不動，.可是人家說，不論多 
麽離奇曲折的案子1只要讓方大胖子知道，他就坐在家裏，都能夠將案子查個水落 
石出.。 .• • . • : 

方大胖子並不想自己的兒子承繼自己的這一行，方正行從小就被送到城裏去隐 
書 ，一直唸到東洋，可是奔父喪回來之後，方正行就自然而然當上了偵辑隊長，和 
他父親當年一樣，每天都面對着稀奇古怪的案子，這實在是方大胖子做夢也想不到 
的事！ • : •• 、 , 
不但幾個隊員，一起望着方隊長，連徐木匠和阿四，也一起望着方隊長，他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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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感到，方隊 長雖然只是皺着眉一聲不出，但是却一樣有一股自然而然的威嚴，那 
股威嚴，頦得人連透氣都不敢大透，所以鎭公所裏很靜，只有那白痴，還是直挺挺 
地坐着，不時發出 r 荷荷 j 的聲音來。 

由於錤公所內很靜，所以外面傳來的聲音，隱隱約約，也可以聽得到，街上的 

人，仍然很多，各種各樣的人，都在交頭接耳。 

幾個 隊員望着方隊長，心中都在說：快有結果了，方隊長一定有結果了！」 

可是，他們却失望了，方正行雖然在竭力思索着，可是始終想不到什麼，他終 

於嘆了 一口氣，幾個隊 員的心 向 下一沉，方隊長嘆氣，那表示事淸扎手得很，暫時 

還不可能有結杲= , 

跟着方隊長的幾個隊員，也知道這次事情，眞是扎手得很，可以說是他，們加入 

偵辑隊以來，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一件大案子， rn 他們爲了這件案子’僕僕風塞， 

少說也奔波了 上千里的路程，花了足足大半年的時間，直 S 現在，還是一點結果也 

沒有。 . ^ . 
從第二個月開始，每當他們在較大的城鎭上歇下抝來的時候，上司就會有電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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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，催他們回去，放棄這件案子，因爲有許多事要等着方隊長去辦的。 

可是-方塚長却就是這樣死心眼的一個人，這件案子不破，說什麼也不肯再接 
第二件案子，這大半年來，幾個隊員眼看方隊長一天比一天變得又黑又瘦，也不知 

, • ••• 4 r 4 sr 《 ^ ✓ .卜 .4 / >A « « V .， •• •泛 

有多少個晚上，聽到方隊長徹夜不眠的鑲步甏，可是簡直連一點線索也沒有，直到 
今天，來到了猥牙口，彷彿有點線索了，因爲他們找到了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可 

借，那個人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白痴！ - • 

看方象長的淸形，好像已豁了出去，和這件大案子耗上了，不等到水落石出， 
他是不肯停手的了！ :• 

' 說那是一件大案子，那可一點也不誇張，那的確是一件大案子，大半年之前， 

二月初六，下午，代縣縣城西八里地方一處叫陽明堡的小地方，水_子裏，發現了 
兩輛大驢車，和十二具屍體 C , • 

電報從代縣縣城打到太原，方正行領着隊員，星夜趕去，趕到的時候，已經是 
兩天之後的事了，那還是軍部特地借了一輛汽車給他們，連停下來喝一口水的時間 
都沒有，才能在兩天的時間，趕到出事的地點，屍體已經入殮，方隊長還是開棺看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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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看 o 

陽明堡地方雖小，但是却是太原到大同必經之途，不過一般行旅，很少在陽明 
堡歇脚，有的寧願走多幾里地，到代 P 縣城去，因爲陽明堡附近的情形，實在太險 
惡了，除了崇山峻嶺之外，就是一道又一道的山溝子，山溝子有時候，有五六丈 
深，逢下大雨的天時，山溝子就是一道道急流飛湍的溪澗，但大多的時日裏，山溝 
子只是一道道溝底舖滿了碎石的深溝。 

當方正行站在那一道出事的山溝子上，望着溝底下那兩輛破碎的 II 車之際，正 
是寒風砭骨，春寒逼人的二月，儘管他從小習慣了這嗉的氣候，他也覺得寒風在瞼 
上 SJ 過的時候，就像是一把生了銹的剃刀在刮 SI 子一樣，陣陣生痛。山溝上的風是 
如此之勁，令得他們眼也睜不大，不斷被寒風吹出眼淚來。 

他順着陡削的溝坡向下走，幾個隊員在他後面，等到他們來到溝底的時候，好 
像是進入了另一個天地之中。兩邊是高峭的土和石混合的斜坡，兩頭，則是看去無 
窮無盡的深壑，連講話的聲音，聽來都有點異樣， a 聲更是尖銳得 t 有無數鬼魂在 
挫着牙。兩輛車子全是烏木的車槓，桐油布的篷，車輪和車軸上，全釘着銅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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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嚎考究的車子，小地方是很難見得着的。方正行自然知道，這兩輛車子，是 

從太原出發的，目的地是大同。他也知道，一共有十二匹 It 子拉^-每輛車是四 

頭驢子，還有四頭是備用的脚力，可以保證路途上，不會因爲牲口出了毛病而受到 
— 0 

方正行當然也知道，只有最夠氣派的人，在趕路的時候，才會用上那麼多牲 
口，用這些車子從太原趕到大同去的是什麽人，他已經在代縣縣城見過他 n ——全 
死了，每一個人的屍體上，5£有着驚人的海痕，兩個鏢師身上鈐庵痕更甚，全是被 

活生生打死的。 

方正行曾對其中一具頭髮花白，雖然死了之後，神情看來仍然很威转。方正行 
曾在這屍體之前，摘下皮帽子，呆立了很久。 

這是他熟悉的一個老人，在那嗉混亂的年代中，這位老人的公正不阿，給所有 
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是全省最高的執法人，連一省的軍事長官，見了他都十分 
尊敬，也是他，攬延方正行，委託方正行當了偵緝隊隊長的。 

可是現在他却死了，死前顯然遭過毒打，他是退隱回家鄕的，他和他一家，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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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死了，而且隨身所帶的財物，也全失去了。 

方正行從一開始起，就覺得這件案子，不單單是普通土匪所幹的劫案，固然， 

所有財物都失去了，可是事主的一家，身份太特殊了，經他判處死刑的大盜，不知 
有多少，在太原的時候，他曾幾次被人暗殺，有一次還受了傷= 

一句話，他有太多的仇家，而在這種荒僻的山路上，先報仇，再劫財，看來完 
全是普通的土匪所敬的一樣，那眞是最恰當不過的事。不過，對方正行來說，是報 
仇還是單純的劫財，全是一樣的，因爲他要找的人，一定是出了名的土匪。 

當天，方正行在山溝裏，徘徊了很久，當他詳刼地察看了每一件東西之後，他 
才離開，而且下令，將每一件東西都搬上來，運回代縣的縣城去，保管起來。 

當他回到縣城之後，他呆呆地對着一張地圖，看了 一夜，憑着他的記憶，將在 
附近一帶，經常出沒的土匪，一幫一幫，一個一個，記了下來。 

方正行知道這樣做，不會有什麼大用處，因爲他知道-這些土匪，只怕還沒有 
膽子，幹這樣的大案子，但是旣然他一開始就知道這是一件極其棘手的事，他自然 
也非那樣辦不可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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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爲，就算幹這案子的人，是外地來的，盤踞在這一帶山溝子裏的土匪，總也 
可以知道一點眉目的 C 

從那天開始，方正行只帶着五個隊員，開始一處又一處地方去「拜訪」盤踞在 
太原到大同這條道上的土匪，一個月之後，當方正行行涇一處曠野的時候，兩匹駿 
馬迎面疾馳而來。 

那時候，一樣冷得令人把不住要發抖，拉住馬韁的手，要另一隻手幫着，才能 
將凍僵了的手指，一隻一隻拉開來。 

那兩匹馬的來勢很快，塵土飛揚，一下子就來到了近前，陡地勒住了馬，從來 
勢看，一定是剽悍的漢子，方正行略揚了揚手，眼看他的五個隊員，也一起勒定了 
坐騎 C 

方正行歃瞇着眼，他一眼就看出來，來的兩個人，左首的那一個，正'是前幾 
天，他才見過的一個土匪頭子，而另一個，看來樣子很文靜，皮膚也很白，約莫三 

十來歲，那土匪頭子揚手叫道：「方隊長，請跟我們來！」 

他只叫了一聲，兩個人同時牽轉馬頭，馬兒又撒開四蹄向前疾馳而去，方正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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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踢馬肚，幾匹馬，也同時一起追了上去，等到馳到了一個峽谷，方正行也不禁呆 
住了！ 

峽谷裏面，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有着很多奇形怪狀的大石，那些大石，可能是 
四面山壁上，經年累月，風吹雨打，鬆動了滾下來的。 

而令得方正行發怔的是，山谷裏，高高矮矮，至少有上百人，全是些奇形怪 
狀，粗野的漢子。 

方正行一發現山谷裏有人，就立時勒定了馬，他勒馬實在太急，以致馬兒發出 
了一聲長嘶，幾乎人立起來。在他身後的幾個隊員，馬上的功夫，就不及方正行 
好，有三個坆不住韁，直向前衝了過去 C 方正行大聲呼喝着，等那三個隊員兜回來 
時，帶着方正行來的那兩個人，也已下了馬，白淨面皮的那個人，向方正行拱了拱 
手，作了一個手勢，右拳抵在左掌的掌心之上。 

方正行一看，心中雖然疑惑，但是也立時翻身下了馬。那白淨面皮的這一下手 
勢，和土匪打了幾年交道的方正行 ，自 然明白，這個手勢的 ® 思是：不論來者是 
誰，我們都絕對沒有惡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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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人一下馬就作了一個這樣的手勢，那等於是在吿訴方正行，聚集在山谷的那 
麼多人，全都不是善男信女，而都是土匪！ 

那麼多兇悍的，不守法紀的匪徒聚在一起，方正行的心中，也不禁泛起了一股 
寒意，心頭的寒意，再加上寒風，使得他不由自主，打了一個冷戰。 

不過，方正行立時鎭定了下來，昂然向前走着。他是湞緝隊的隊長，照說，眼 
前這許多人，全是他要逮捕起來的人，他們毫無疑問，全都幹過大大小小的案子， 
全是他要對付的對象。 

然而，從他小時候起，他就不住地聽得他的父親說過同樣的話：土匪固然不該 
饒恕，可是也得分淸楚土匪的等級，殺人者不可恕，未曾殺過，甚至將劫來的財 
物，賑濟窮人的，也不是沒有，做我們這一行，千萬別亂殺人，別殺錯了人！ 
方正行有佩槍，可是他從來不用他的佩槍，就是因爲一直記着父親的話。 

他鎭定地向前走着，越是向前走，神情就越來越嚴肅，前面人很多，在方正行 
和五個隊員，才勒定馬之際，這許多人，突起了一陣騷動，可是，當方正行向前緩 
步走去之際，人聲漸漸靜了下來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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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方正行來到了那白淨面皮的人面前時，山谷中靜得幾乎一點聲音也沒有 e 
那五個隊員，緊張得一顆心緊織着，差點沒從口腔裏跳出來 C 

五個隊員也全看到了白淨面皮的那個手勢，可是他們總放心不下，他們每一個 
人都伸手按着腰際的槍，準備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可以立時拔槍對付，雖然他們明 
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如果那麼多人，眞有心動武的話，他們是完全沒有機會的。 

在沉寂之中，方正行昀 nl 線，越過他對面的白淨面皮，向山谷中的衆人望去。 
迎面吹來的風雖然寒冷，但是方正行還是深深地吸了一 口氣。 

不錯，聚在山谷中的，全是土匪，有的，方正行最近還見過，爲了最近的案 
子，他闖過他們的老窩，有的，方正行雖然沒有見過，但是却一眼就可以看出，是 
全省通緝的悍匪。有的，看情形兇惡得使人不敢逼視！ 

方正行心裏說了一聲「好傢伙」，他心裏知道，山西、河北，稱得上闖出道兒 
來的土匪，只怕全聚在這個山谷裏了！他們是爲了什麼？ 

方正行先開口，打破了沉寂，「嘿嘿」兩下冷笑，是提起了中氣，發出來的， 
雖然在寒風之中，但是，聽得很淸晰，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威嚴，接着，他提高了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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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，說道： r 眞齊全，倒叫我方某 人開了 眼界^ 」 

白淨面皮立時道： r 方隊長，各路朋友，都覺得有必要和方象長見見面！」 

方正行一聲冷笑，道 •• r 我們見面，還會有什麼好結果？」 

白淨面皮眞稱得上對答如流，立時就道：「不錯，方隊長，你是偵揖隊長，我 
們是什麼樣人，不過我們雖然沒走正途，也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說不出來的苦楚，想 
當年， 方老爺子在日，他老人家，就挺能體諒我們！ | 

方正行發出了 一連串的笑聲，笑聲很豪爽，但也表示出他對眼前這些人的輕 
蔑，他道： r 老爺子當捕頭的時候，閣下也趕上了麼？要是這樣，那豈不是你一出 
娘胎，就當了土匪？」 

白淨面皮連眼角都不曾跳動一下，就像是早已想到對方會這麼說一樣，他只是 
淡淡一笑 ，道： 「當然 沒趕上，可是方老爺子的行事我們還是十分欽佩，他的傳 

參 

說，我們也聽得多了，方隊長，是不是？」 

方正行又冷冷一笑，白淨面皮立時道： I 我們是爲了陽明堡那件案子，想和方 
塚長說幾句話的！」他講到這裏，半側身，指着山谷裏的所 W - 人，朗聲道： r 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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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河北兩省、七十四寨、六鎭、八幫、三十七崗，都有人在這裏，蒙各路朋友不 

棄，推我做代表，向方隊長交代幾句！」 

這幾句話，說得神淸氣朗，不急不徐，極夠氣派。方正行的心裏喝一聲采，他 

« 

知道，能被這許多土匪推出來做代表的人，絕不是等閒人物，看來，他還眞孚衆 
望！ . 

方正行用極嚴厲的目光，盯着白淨面皮广沉聲道： r 你是什麼人？」 

要說這時雙方的形勢，方正行和五個隊員，絕對處在劣勢，可是不論怎麼樣， 
方正行總沒有忘記，自己是湞緝隊長，對方是土匪，他說話自然有一股偵緝隊長的 
氣勢 C 

白淨面皮恭恭敬敬，向方正行行了一氇，道：「在下姓洪，名寶，不成材得 
很，聚了幾十個兄弟，討些生活！ .1 

方正行冷冷地道 •• 「洪寶，你搶過火車，劫過軍火，我看也成村得很了 ！」 
洪寶嘆了一聲，道 •• r 方隊長多鹱諒，咱們今天，不爲翻這些舊賬而來，這裏 

總共是一百三十多人，那一個不夠拉去坐十年八年大牢的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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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洪寶這話，有點咄咄逼人的味道，方正行雙眉向上一揚，道：「別以爲你們人 
多，我就不敢執行任務！」 

洪寶立時道 •• r 我們絕沒有那樣想，誰不知道方隊長雖然輕易不用槍，可是槍 
法如神，得過東洋陸軍大將當$誇獎，要是方隊長一亮嗆，二十顆子彈，我們至少 
得有十雙人倒下來！」 

話仍是咄咄逼人，是的，一亮搶，要有二十個人倒下來，盒子砲慢機，二十顆 
子彈能打倒十雙人，那是百發百中的了，但是，弦外之音是，死了二十倨，餘下來 
的一百一十多個，怎麼處理，你方隊長瞧着辦吧！ 

方正行陡地笑了起來，說道： r 說得好！」 

他一面說，一面「拍」地一聲，手已拍向腰際，握住了槍柄，他雖然還沒有拔 
搶出盒，可是繫在搶柄上的紅穗子，却已陡地向上，揚了一下，站在方正行對面的 
洪寶，眼眉不由自主，連跳了幾^ -! 

方正行並沒有拔槍，他這個動作，能將佔有絕對優勢的洪寶，嚇了一跳，已經 
夠了，他道： r 陽明堡的事，你有什麼話好說？」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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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婣 


洪寶陡地提高了聲音，道： r 方隊長明鑒，在這裏的七十四寨、六鎭、八幫、 
三十七崗的朋友，都已指天罰過毒誓，沒做過這件喪盡天良，天打雷劈，禽獸不如 
的案子，要是有半個字謊言，死於荒野，永淪地獄！」這幾句話’更是說得斬釘截 
鐵，方正行不禁苦笑了起來 C 洪寶的話，方正行是相信的，這些人雖然不是善男信 

女，可是說了這樣的話來，實在非信他 H 不可！ 

這件案子，要不是這七十四寨、六錤、八幫、三十七崗的人馬幹的，又是什麽 

人幹的呢？ 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 r 爲什麼要對我這樣說？」 

洪寶攤了攤手，道： r 我們信得過方家長，可是不敢信所有當官的，出了這嗦 
大案子，通省上下軍警，誰不想立功？隨便抓上些人，屈打成招’我們雖然，或者 
全該死’可是也絕不想死在自己沒幹的案子的罪名上！方隊長，聽來好像是笑話， 

我們要求方隊長哚護來了！」 

聽來眞縻是笑話，可是方隊長却笑不出來，反倒心在向下沉。 

像這種黑道上人物 ，齊集起來，和公門中人見面，表示自己並未曾做過！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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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子的事’並不是從來沒有發生過’可是却極少極少。他記得小時候，聽自己父親說 
起過，在他四十年公門生浬之中，只有遇到過一次，而聽父親的叙述，齊集的黑道 
人物，還遠比不上現在的多！ 

不過，有幾句話，是 他父親說過的，方正行却記得很淸楚’那就是，逢有這樣 
的「黑道大聚」’必需相信 爲頭的那個人，所講的全是眞的，因爲與會的黑道人 
物，在事先都曾罰過重誓，要是誰幹過這件案子，而又瑕裝着來參加這種「黑道大 
聚」的話，那麼，事後一被查出來，要受到極重的處罰，這是誰都不敢做的事。其 
二，有了 「黑道大聚」，雖 然說，這些黑道人物，一樣心急想破這件案子，會在暗 
中幫忙，而且齊心合力，稍有線索，就會將消息報上來’可是却並不代表這件案子 
易破，相反，表示 這件案子極其難破，毫無線索可尋，天下之大，犯案的人，可能 
一生之中，就做這一件案，做完了就遠走高飛，往那兒去找他的人去？ 

當年那一次 r 黑道大聚」，案發在河南、河北的交界處，搶的是一伙在那裏採 
磺的洋人，搶走了一箱金塊，後來據說-足足過了八年之久，才在極育的香港，發 
現了鑄有這次劫案的金塊，贜物直到八年之後才出現，還上那兒去追劫賊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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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螭 


方正行靜着不出螌，整個山谷中，也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洪寶目光燜燜地望 
定了方正行，像是非要逼他有一個答覆不可！ 

山谷中的寒風凜冽，可是方正行却覺得背脊上在直冒熱氣，他慢慢抬起頭來， 
道： r 那麼，這一個多月來，你們可有什麼消息？」 

洪 寶道： 「有！ 」 

他答覆得如此乾桅，倒令得方正行一怔！ 

洪寶說了一個 r 有」字，立時揚聲道： r 靑葉崗的張兄弟請出來！」 

人叢之中，立時響起了一個響亮的回聲，一條漢子，越衆而出，那漢子穿着一 
件靑狐皮襖，頭上戴着老羊皮兜風帽，紮着綁腿，大踏步走了出來，逕自來到方正 
行的面前，行了 一個禮，看他的神情，好像很有點緊張，可是一開口，聲音還是很 
響亮，打着一 口山西的土腔，道：「小可張三，窮得沒生活，在靑葉崗一帶剪徑， 
向來取財不傷命，方隊長手下超生！」 

方正行冷冷地哼了一 S ,洪寶道： r 那天晚上，你遇到什麼人來？」 

方正行這時的神情，看來很冷漠，因爲作爲一個偵辑隊長，要靠一個剪徑爲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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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的匪徒來提供消息，那無論如何，不是一件令人渝快的事。 

可是，方隊長的心中，却十分緊張，這一個月來，他已經將附近一帶的地形， 
硏究得了然於胸，靑葉崗在案發的陽明堡以西，二十四里，離案發處只百十來里， 

如果這張三有什麼消息的話，那應該是最直接的消息了！ 

那張三陡地挺直了身子•答應了一聲，道： r 是，那天晚上，小可和兩個伙 

當，伏在草叢裏，看到有兩個人推着濁輪車兒過來，車印兒很深，我們三人就跳了 
出去，誰知二話沒說完，那兩涸人竟是行家，兩個伙伴被打得跌進了山溝子，至今 
行動不得，我抽出刀來，可是叫其中一個，劈手奪了刀去，要不是天生一條快陡， 
早也沒命了！」 

張三一面說，一面撩起衣袖來，在他的左臂之上，有好長的一道痕，上面所搭 
的雲南白藥，結成瘀紫色的一長條，有幾處已經脫落，現出鲜紅色的嫩肉，還有很 
多地方，藥痂還未曾落下，可見這一刀，砍得他實在不輕。 

方正行深深地吸了 一口氣，道： r 是哪一天的事？」 

張三回答得很乾脆，道： r 二月初七，二更時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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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劎< 


方隊長的眼角，不由自主 ， tj 烈地跳動起來，二月初七-那正是案子發生的時 
候，張三所遇.到的那兩個人，毫無疑問，就是這件案子的主兇了。 

他沉聲問道：「那兩 S 人，是什麼模樣？」 

張三苦笑了 一下，說道：「天黑月昏，看不眞切，砍我一刀的那人，年紀很 
輕，看來是個讀書人，說句笑話，就有點像方隊長！」 

洪寶立時叱道： r 少胡說！」 

張三諾諾連 S ，向後連連退了開去 C 

方正行的眼角又跳動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就是這一點，以後再沒有人見過這兩 
個人？」 

洪寶搖頭道： r 沒有，.」 

方隊長又不說話了，山谷中，寒 s 呼號，人人都屛住氣息等着，方隊長在一個 
隊員的手中，接過一根點着了钓烟捲兒來，才吸了 一口，远捲兒就叫寒風吹得燒去 
了小半截，紙邊兒吹得掉了下來，貼在方隊長的臉上，方隊長也不伸手將之拂開， 
只是陡地道：「窩家來了沒有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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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洪寶立時道： r 來了，連河北的都有兩個來！」 

方正行 喝道： r 出來！」 

洪寶也叫道 •• r 出來！」 

前後兩下，中氣充沛，緊接着的呼喚，令得山谷四面的山壁，在朔風之中，響 

起了陣陣回聲，只見七個人，緩緩從人叢的中心，走了出來 C 

這七個人的衣着，都很華麗，全是靑白服面的袍子，有兩個，袍角走向前來之 
前，被風吹得翻了開來，竟是上等的皮裏子。 

而且，這七個人，還有與衆不同之處，那便是個個都蒙着險。土匪和窩家不一 
嶸，土匪落草爲寇，擺明了明槍明劫，用不着再掩遮什麼，可是窩家却不大相同， 
窩家坐地分肥，收買盜薄，要是蒙面的手巾一揭下來，很可能有兩個是太原的巨賈 

富商，場面上的人物！ 

方正行自己明白這一點，他也明白，這時他不能要這七個窩家，打開遮險的毛 
巾來看看-可是他却也無法掩飾自內心深處，直透出來的鄙.1，他等到這七個人， 
來到了近前，冷冷地道： r 失單早已經出來，你們想必也知道了，是不是？ | 



最後一釗钃 


要做一個大窩家，首先就要有這個本事，一有盜劫案發生，事主一將失單呈上 
衙門，窩家就有本事知道，這才好打主意，什麼是自己要的，什麼自己根本不要， 
要的薄物，又該如何殺價，又該如何出手，一早好有個預算，要是眞有利可圖，不 
等劫匪找上門來，自己還得派人去找劫匪，能做到這一點，才是眞正的大窩家。 
方正行這一問，那七個人齊答應了一聲，道： r 是！」 

方正行又問道 •• r 直到如今，藏物一直還沒有禝眼？」 

七個人中的一個，踏前一步，道：「沒有，要是一現眼，我們絕不敢隱瞞！」 
方正行深深地吸了 一口氣，苦笑了起來。人沒有下落，_物也沒有現眼，這件 

案子，可以說是典型的無頭公案，犯案的人，可能早就走了！ 

洪寶盯着方隊長，道： r 方隊長，我們要說的全說完，請方隊長手下超生！」 

方正行的腦門中在 r 嗡嗡」作響，他的聲威，勢力，至多到達河北，山西，出 
了這兩處地方，那可眞難說得很了。當然，別省也有偵緝人員，可是一層層公文來 
往，土匪早就走了，失單上，只金，銀，珍玩，爲數就極巨，不用走得遠，只要到 

天津租界上一躱，誰還能拿得他回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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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不過，方正行覺 ; #，匪徒要出 U 西境，也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，案才發，各處 
路口 ，關卡，全都奉命注 t 來往的一切人等，那麼多贜物，如何就能運了出去？ 
方正行想了很久，才緩緩地道：「好，我對上頭去說丄這件案，交給我一個人 
去辦！」 

山谷之中，登時響起了「轟」地一聲，那麼多土匪，也不知是高興，還是覺得 
卸了一個重擔。 

方正行立時扳着臉，聲音也很嚴厲，道： r 不過，在這件案子未破之前，我勸 
你們，最好不要犯案！」 

洪寶略怔了一怔，才道： r 方隊長敎訓得是！」 

方正行陡地轉身，一躍上馬，手向上 t 擧，大喝一聲，道： r 走！」 

他胯下的坐騎，率先馳了出去，幾個隊員，跟在後面，轉眼之間，就出了山 
谷。 • ，• 

那七十四寨、六 m 、 八幫、三十七崗的人馬，是如何離開那個山谷，而可以不 
給沿途的官兵發現，這一點，連方正行也不怎麼淸楚，黑道中人，自然有他們的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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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嫣 


法。 

方正行倒也真的遵守着他在山谷中，對那些人講的話，一離開山谷，和上峯聯 
絡，將這件案子，全攬在自己一個人的身上 C 

本來，這是一件大案，正如洪寶所說，軍警人員，誰不想沾一點光，立一個大 
功。可是一個月下來，也人人知道，那是一件桎其棘手的事，吃力不討好，所以方 
正行一討差使就成功了。而在接下來的日子裏，山西境內，和冀西一帶，眞是淸平 

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太平無事，直到如今。 

方正行一直奔波了大半年，走遍了每一 fs 小村，小鎭，一直夾到了痕牙口。 
時間過了很久，線索却一點也沒有增加，唯一的線索，就是靑葉崗剪1張三口 

中所說的那兩®人。而方正行也可以肯定，盜賊»沒有現眼，天津租界的捕房中， 
方正行有熟人，靑島的浦房中也有，遠到南京，上海，各方面都收到失單， 58 物一 
現，方正行立時可以知道！ 

沒現眼，通常來說•.是匪徒知道風聲還緊，根本出不得，而更大的可能是匪 
徒根本沒有機會将贜物帶遠，矂物沒走遠，人就一定也沒有走遠，方正行就是本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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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二 


這個信念，才一直鍥而不捨地追尋下夾。雖然上司一直催他回太原城去，但是他都 
沒有答應，反倒是有一天，要是朦物在上海或是更遠的地方現了眼’他或許倒會死 

了這一條心了！ 、. ：： ..:• 

經過了 一個整夏的追踪偵辑，又到了淸晨結霜的時分，方正行和他的手下，才 

在狼牙口鎭，見到了那個白痴！ - ... > 

雖然只不過是一個白痴，可是那是大半年來見到的唯一可疑的人，方正行當然 
不肯輕易放過，而且這白痴突如其來，和鎭上出現，和劫案發生的日子，又是如此 

接近和吻合 3 ,. 

方正行在猥牙口鎭公所中，來回踱着，不一會，鎭長慌慌張張地趕了來，方正 
行向鎭長問道：「這個人，現在由誰帶着他？」 

鎭長瞪大了眼，誰帶着那白痴，這是一個叫人無法回答的問題，因爲根本就沒 

有人管那白痴 。 t . 

白痴才來的•時候，鎭上的人，個個當好辰，每天都有人去看他，而白痴只是看 

着通來盪去的石頭，日子一久了，就算經過白痴的身邊，也沒有人注意，誰會帶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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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• 

這樣的一個白痴？ * 

鑛長乾噔着眼，答不上來，徐木匠咳嗽了一聲，道：「長官，沒人帶他，我有 

畤姶他一點讫旳，他捶在那咮棗阌下！」 

方正行 r 哼」地一聲，道 •• r 照你說，他是二月十七來的，那時滴水成冰， 

也睡在樹下，凍不死他？」 

徐木匠翻了翻眼，道： r 長官，這我可不知道了，不過這白痴身子可壯得很， 
也許 . 也許 . 」 

徐木匠說到這裏，眨了眨眼，道 •• r 也許他傻到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冷！」 
方正行 r 哼」地一聲，直盯着徐木匠，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 ？ J 
餘木匠被方正行望得心中有點發毛，幸得他六十多歲的人，除了年輕時，有一 
次1看人家大閨女洗澡，叫人追出了七八里地，幾乎沒叫抓住了倒吊起來之外，一 
生沒做過什麼虧心事，是以在方正行那樣嚴厲的目光注視下，居然臉不紅，氣不 
躁，道：「長官，我是木匠，年中造五六口棺材，生意淸得很！」 

幾個隊員忍不住笑了起來。 


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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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阿四也跟着笑着，可是他的心中，却有着說不出的不自在，他眞有點後悔，剛 
才不該硬擠了進來，要是方隊長也用那樣嚴肅的目光望着他，他想起自己那些偸雞 
摸狗，撒潑使賴的勾當，早就冒了一身汗了！他心中在希望着方隊長別向他望來， 
還好，方隊長只是隨便望了他一下，就對鎭長道：「旣然這白痴來歷不明，又沒人 
帶着，我要將他帶走！」 

徐木匠嚇了一跳，道： r 他……他不是犯了什麼事吧，他眞是什麼也不懂的白 
痴！」 

方正行又望定了那白痴，冷冷地道：「那可難說得很，他總不能是石頭縫裏冒 
出來的！」 

他一面說，一面突如其來，伸手在白痴的肩頭上拍了一下，道： r 跟我去見一 
個人！」 

可是白痴却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只是口中 r 荷荷」作聲，連眉毛都不曾抬一抬。 
幾個隊員，都知道方正行是用這種突然的法子，在試那個白痴，希望白痴並不是眞 
的，是假扮的。可是，幾個隊員看到了這種情形，也禁不住全搖起頭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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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白痴如果是假裝的，那麼，裝得也實在太到家了！ 

兩個隊員走過去，伸手抓住了白痴的手臂，將白痴架了起來。一被人架起，白 
痴就像一段木頭一樣地站着6 
方正行皺着眉，道：「走！」 

兩個隊員，架着白痴走了出去，一打開鎭公所的門，圍在外面的那些人，全都 
吱吱喳喳，議論了起來，方正行吩咐了隊員，拉過一匹馬來，扶那白痴上馬。 

可是，那白痴却說什麼也上不了馬，坐上去，就滑了下來，有人扶着，他也直 
挺挺地坐着-扶的人一鬆手，他就摔了下來，有兩次，看來摔得還眞不輕，可是白 
痴却像是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一樣「荷荷」地叫着。 

人叢中有人道：「白痴要是能騎馬，也不是白痴了！」 

方正行的濃眉打着結，他也沒有看淸是誰在說這句話的，只是抬頭道 •• r 要是 

他不能騎馬，請問這位老鄕，他是怎麼到痕牙口來的？」 

那發話的縮了縮頭，不敢再出聲，兩個隊員已弄了 一輛板車來，將白痴扶上了 
車，讓他半躺在車上，連車一起，打了幾道箍，拖在馬後面，就這樣，後面跟了一 



►白痴劫 


大羣人，出了狼牙口鎭。 

一出鎭，一個隊員就問：「隊長，上那兒去？」 

方正行瞪了那隊員一眼，道： r 這還不知道？枉你跟了我那麼久？」 

那發問的隊員碰了一個釘子，不敢出聲，另一個隊員比較機伶，立時想到了， 
說道： r 是到靑葉崗去，叫張三去認一認人！」 

方正行「哼」地一聲，點了點頭。 

其餘幾個隊員都沒有出聲，要帶那白痴，到靑葉崗去-叫張三認人，那就是 
說，方隊長以爲這個白痴，有可能是幹這件大案子的人了！ 

但是，那怎麼可能呢？幾個隊員，回頭向被綁在板車上的白痴望了一眼，爲了 
怕白痴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滾下來，沿途都是山溝子，一不小心下去，就可能來個 
粉身碎骨，所以將他綁得很緊，有幾處，麻繩還勒進了他的肉裏，可是白痴却總是 
一點也不覺得痛苦，仍然是那副世界上不論發生了什麼事，都和他全然無關的模 
樣。 

才出鎭子，路還平坦，後面也一直跟了不少人，可是走出了三五里，跟的人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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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鵪 


回去了，回到鎭上去，至少又有幾天可以說的。 

而路也變得高低不平起來，帶着一輛板車，方正行也無法快趕路，只能慢慢走 
着，一天只能趕半天的路程，到了靑葉崗，又過了足足十五天！ 

在這十五天之中，不論是在趕路也好，或是歇下來也好，方正行可以說，無時 
無刻，不在注意着那白痴的動靜，甚至在半夜裏，他也會陡地醒過來，定定地注視 

着那白痴好一會。 

他要找出那白痴任问行動中最細®的破綻，來揭穿他是假裝的。但是，十五天 
下來，方正行也有點感到，自己這一次，可能眞正是多此一擧了！那白痴是眞正白 

痴，要不然，不可能連一點破綻也沒有。 

趕到靑葉崗下，是黃昏時分，向前望去，好大的一片林子，雖然黃葉飄落，但 
也是密密層層，馬蹄踏着林中的落葉，一個隊員拔出槍來，向天連放了三搶。 

那三下槍響，令得林中的鳥兒，一起振翅飛了起來，剌那之間，成羣結隊，撲 
着翅，叫着，一羣一羣的鳥兒飛起-那比任何人通風報信更快，更好，吿訴匿葳在 
崗子上的人，有外人來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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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勒定馬等着，等到天色漸漸黑下來時，才聽得前面有人叫道：「那一道 

上的朋友？」 ：•..;• 

方正行厲聲叫道： r 方正行，要見張三！」 

那發問的人陡地寂然無 S ,像是忽然之間，在朦截的暮色中消失了一樣，直到 
天色完全黑了下來，才看到前面林中，有七八支火把在晃動。 

那七八支火把，來到了還有二三十丈處，却老是在相隔那麼遠的距離晃着，不 

再接近，方正行又拔出搶來，再連放了三搶。 

黑夜中聽來，槍聲更是接近，那三槍一過，才看到一支火把，迅速接近，來到 

了近前，高擧着火把的人，可不正是張三！ 

張三來到了近前，大聲道： r 眞是方隊長，叫方隊長久等了，罪過，罪過！」 
方正行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是來剿拿你，你也不必花那麽多時 

間來佈陣 ！」• . r :7 

張三的險上一紅，又走前兩步，方正行向身後一 •指，道：「叫你來認一個人！ 
你過去看 看！」 •"■:, 



最後一釗4 


•他們在林中停下馬來之際，就解開了馬，任由馬兒去啃靑草，板車就停在離他 
們不遠處，張三聽得方隊長那樣說，擧着火把，走了過去，方正行立時轉過身來， 
望着向前走去的張三。 

這時候，方正行的心中，也極其緊張，那突然出現在狼牙口的白痴，來得十分 
蹊蹺，任何有辦案經驗的人都知道，在處理一件棘手的案子之際，任何解澤不通， 
値得懷疑的事，都要加以注意！ 

方正行這時心中的緊張是，要是張三看到了那白痴之後，搖了搖頭’說一聲 
r 沒見過」的話，那麼，他眞是不知道該從何處着手了！ 

張三擧着火把，向前走着，火把上的光芒，映在他風塵滿佈 ft 臉上，他來到了 
板車之前，火把向下一沉，那白痴在板車上’瞪大着眼，向他望着，張三陡地失聲 
叫了起夾，道： r 咦，你不是呆瓜？」 

那白痴 r 荷荷」地響着，眼珠發定，一轉也不轉，更不知道他是不是聽到了張 
三的那一下呼叫聲。 

方正行陡地走了過去，道：「你認識他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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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張三轉過身來，道： r 方隊長，你抓錯人了，呆瓜是白痴，什麼也不知道’吃 

飯都得要人家餵！」 

方正行沉聲再問道 •• r 你認識他？」 

張三抬頭道： r 是！」 

方正行目光凌厲，道： r 他是你汁麼人？」 

張三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我的什麼人？他不是我的什麼人，是猥牙口鎭北，山窩 

子裏，單臂老七的人，聽說是單臂老七的侄子！」 

方正行皺了皺眉頭，單臂老七，聽這名字，就不像是好人，可是方正行的心 

中，却沒有這個人的印象。 

方正行又問道： r 單臂老七是什麼人啊？」 

張三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難怪方隊長不知道他，這個人，是逃荒來的，幾兄弟 
一家 子人， 逃到了那山窩，老七叫狼咬掉了一條手臂，居然沒死，他們也不想再走 
了，就在那山窩裏住了下來，開了幾分薄地，打些獵，自然，有時也做些沒有錢的 
買賣，根本是可憐蟲，也沒有犯過什麼大事，所以方隊長不知道有這號人物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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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道： r 上次黑道大聚，那單臂老七沒有來？」 

張三搖頭道： r 沒有，他們這幾個人，還夠不上這個資格。」 

方正行的問題，一個接一個而來，可以說得上疾如迅雷，叫人連想一想的時間 
也沒有，方正行也知道，在這樣急速的問題之下，任何人若是想臨時編點謊話出 
來，那是一定會露出破綻來的！ 

方正行又問道： r 你是怎樣認識單臂老七的？」 

張三道： r 去年夏天，我想擴充點人手，我一個伙當，他說有一次走山路，曾 
在一個山窩子裏經過，見到有五六條大漢，窮得連袴子都沒有，要是去叫他們入 
伙，一定肯來，我和他一起去過一次！」 

方正行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道： r 他們一共是多少人？」 

張三向白痴指了一指，道： r 當時，連呆瓜在內，一共是七個人，我一提來 
意，只當他們一定肯來的了，誰知道單臂老七，一口拒絕了，我自然也不好意思再 

說下去，反倒送了他們三把獵刀，一捍土槍，第二天就走了。」 

方正行道：「這七個人的臉口，你全記得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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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張三呆了一呆，，搖起頭來，道： r 方隊長，你以爲那案子是單臂老七這幫人 
幹的？絕不會，他們眞是可憐蟲，是逃荒下來的！」 

方正行一揮手，道：「少廢話，那山窩子在哪裏，要煩你帶一趙路！」 

張三聽了，怔了一怔，神色像是很爲難，可是方正行一看到張三面有難色，立 
時拉下臉來。 

方正行臉色一沉，就算是生平不作虧心事的人，見了也不免怔了一怔，何況是 
作奸犯科的張三，他陡地一震，忙道： r 是！是！」 

他15答應着，一面神情仍是很猶豫，道： r 方隊長，天黑了不好趕山路的， 
且等明天——」 

方正行不等他講完，就喝道 • • r 這就走！」 

張三嘆了一 口氣，無可奈何地揮了揮手，陡地撮唇，發出了長長短短，幾下呼 
哨聲來。 

隨着張三的那幾下呼哨聲，在前面林子中，閃擢的火把，影綽的人影子，一起 
迅速地隱退，除了他們這幾個人所在地方之外，四周圍是一片黑暗，靜寂得像死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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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只不過間歇地，有一兩聲狼嘷聲傳來，聽來更增加死亡的可怖 c 

張三道：「方隊長，由這裏到 K 山离子，也得趕好幾天路，呆瓜眞是白痴，何 

必將他綁着？」 

方正行冷冷地道 •• r 你總共才只見過他一次，怎知道他是白痴？」 

張三攤着手，道： r 那還有不知道的？他最愛看搖晃的東西，將一塊石頭，用 

繩子吊在樹枝上，晃來晃去，他就能看上一整天！」 

方正行一聽，不由自主，嘆了 一口氣，和那幾個隊員，互望了一眼，幾涸隊員 
也禁不住苦笑，因爲張三說的，一點也不錯，照狼牙口錤上的那些人說，這白痴看 

着搖晃的石頭，不單看了一天，足足看了大半年？」 

方正行一面苦笑着，一面拉過韁繩，待翻身上馬，然而，就在他一手孤住韁 

繩，一手拍着馬鞍，身子還未曾彈起夾的一刹那間，他的腦門之中，閃電也似的亮 
了一亮 C 在那 刹間，他陡 地想起了一個最大的破綻！一個最可疑的疑點！ 

當他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他也陡地轉頭，向扳車上的那白痴看去’白痴仍然 
睜大了眼，一點表情也沒有，看來像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，都和他沒有關係一樣！ 



►白痴劫 


方正行望了那白痴很久，才緩緩地道： r 走！」 

幾個隊員一起翻身上馬， 1® 隊員和張三兩人共騎，走在前面，山路崎嶇，在 
黑暗中，更加難行，倒有一大半路程，因爲看不淸前面的路，要下馬用火把照着， 
再拉着牲口，小心翼翼地走過去。 

每一個人都希望方隊長叫停下來，等天亮了再趕路，可是當他們轉過頭，向方 
隊長望去之際，每次看到方隊長的神情，總是一樣的，方隊長緊皺着眉，眼睛半睹 
着，看來他根本不在看路，也沒有拉緊韁經，只是由得他胯下的坐騎，自己在找路 
走。 

幾個隊員都知道，方隊長是在思索着這件棘手的案子的關鍵，這個白痴的來 
歷，已經弄明白了，那麼，是不是代表這案子，已經有一線曙光了呢？ 

案子是不是有了一線曙光，方隊長不開口，誰也不知道，但是，天際的一線曙 
光，倒已漸漸擴大了開來。 

一直等到天際出現了陽光，方隊長才像是如夢初醒般，直了直身子，道： r 找 
處地方歇歇脚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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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釗嘁 


衆隊員答應了一聲，仍由張三指着路，經過了一夜的夜路，他們已經來到了羣 
山包圍的山地之中，向前看過去，全是一座接着一座，幾乎沒有盡頭的山峯，而每 
一座山峯，看來又全是一模一樣的。 

不過張三畢竟是在這一帶活動了好幾年的人，他指引各人，轉過了一個山崗， 
就看到了一道淸泉，所有人一起下馬，伏在淸泉邊，先喝了一個飽，方正行下令， 
解開了那白痴，張三掬了幾下水，凑在白痴的口前，白痴咯嘟咯嘟地喝了下去。 

各隊員取出了乾糧來，方正行取了一份，走開去，在泉邊的一塊大石上，躺了 
下來，望着淙淙的泉水。 

昨天晚上，他足足想了 一夜，他認爲，事淸應該已有點眉目！而眉目一定就在 

張三所講的，山窩子裏，單臂老七的那幫人身上。 

現在，方正行還很難肯定，這件案子是不是單臂老七那幫人幹的，但是他却可 

以肯定一點，那便是，單臂老七那幾個人，一定已有了什麼變故。 

要不是那幫人有了變故，呆瓜不會一個人來到猥牙口鎭，要不是那幫人有了變 
故，他甚至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，他閃電也似想起來的那一個疑點，究竟有什麼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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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義，但是他却可以肯定，他閃電也似的想起來的那一點，一定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關 
鍵 。 

他轉了轉身，吩咐道：「輪流値班，中午啓程 r . 」 

各隊員答應了一聲，方正行也閤上了眼睛，他很快就睡着了，而且，當他再睜 
開眼來時，太陽恰好就在頭頂，方正行叫醒了張三和三個在熟睡中的隊員，吩咐各 
人解下了馬背上的行囊和乾糧，在水壺中注滿了水。 

再向前去，要翻山越嶺，牲口是用不上了，只好靠自己的兩條腿來趕路。 
張三雖然不敢說什麼，可是臉上的那種委屈的神淸，就不用提了。 

兩個隊員推着白痴，白痴眞是推一步，才走一步，在陡峭，埼嶇的山路上，帶 
着這樣一個白痴趕路，那眞不是容易的事情。 

方正行和張三走在最前面，有時候，方正行會停下，對着那白痴冷冷笑幾聲， 

也沒人知道他是什麼意思。 ， 

在三天之內，他們一共翻過了七個山頭，在這三天之中，他們一個人也沒有遇 

到過，在路上，打了不少野味，以補乾糧不足，好在這一年不是大旱年，到處都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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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水，等到第三天下午，他們翻過了第七個山頭之際，張三吁了 一口氣，道 •• r 快 
到了！」 

向前看去，實在沒有路，他們只是眼看一條沒有水的溪坑，向前走着，溪坑邊 
上的碎石，一步踏上去，都叫人脚底生痛，脚高脚低，張三不住地在唉聲嘆氣，方 
正行望着他，說道 •• r 你上一次是怎樣來的？」 

張三苦着臉，說道： r 自從上一次，我來過之後，早就說過-再也不來的了， 

唉，誰知道 —— 」 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 r 誰知道又叫我逼了來，是不是？」 

張三道： r 可不敢這麽想，要是眞能助方隊長破了這件案，走十趟也不在乎， 
不過，我看咱們這一次辛苦，一定是牽牛上樹，白費工夫！」 

方正行一面向前走，一面道： r 從那山窩子到狼牙口，要走幾天？」 

張三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一天就可以到-不過那條路，可更難走得很！」 

方正行道：「你說呆瓜一個人，能從那山窩子，走到狼牙口鎭去？」 

張三回頭望了一眼，看看叫隊員推着，踉踉蹌蹌，正向前走着的白痴，也不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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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苦笑了一下，道： r 隊長，你在猥牙口鎭，找到呆瓜，那可眞奇怪得很！」 

方正行又沉聲說道 •• r 呆瓜來到了猥牙口不奇，奇的是，沒有人去找他，更奇 
的是——」 

方正行講到這裏，沒有再講下去，他心中想到的，更奇怪的事，就是那天晚 

上，他陡然想起來的那一個疑點，但那是沒有必要對張三說出來的。 

張三望着方隊長-點了點頭，像是 自言自 語地道： r 可是那天晚上砍了我一刀 

的那兩人•就算黑裏看不眞，也絕不像是我遇到過的人！」 

方正行沒有再說什麽，一行人一直向前走着，直到來到了 一片大窪地前，停了 

下來 C, v 

那 r 個大窪，底下積了一潭水，只有三五尺方圓，看來，要是逢到大雨，山溪 
中那水奔»而下之際，整個大窪地，就是一個大水潭。 

張三指着前面，一條全是雜草、灌木的小徑，道：「從這裏進去就是了，地方 
隱秘得很。」 / 

方正行抬頭看去，只見小徑前面，有一塊大石擋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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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塊大石，足有兩丈來高，一邊向外傾斜着，看來像是隨時可以倒下來一樣， 
但是仔細看去，也可以看得出，貼着大石，可以有通道通向前去，方正行揮了揮 

手，首先向前走去，衆人一起跟了上來，來到了大石近前，張三突然揚聲叫道： 
「單臂——」 

可是他才叫了兩個字，方隊長一轉身，砰地一拳，已打在他的臉上，那一拳， 
打得張三的頭，歪向一邊，好半晌轉不回來。 

方正行不理會張三，已經沉聲吩咐道：「小心，將槍抓在手中！」 

幾個隊員各自拔出了槍，張三本來想叫幾聲屈的，可是一看到這等陣仗，和各 
隊員那種緊張的神色，他扳着臉，也不敢出聲了！ 

方正行側着頭，揮着手，令一個隊員，將白痴推了過來，他一伸手，抓住了白 
痴的手臂，將白痴的手臂，反抝了過來，推着白痴，向前便走，一個隊員，緊跟在 
方隊長的身邊，在大石下，走了過去。 

一走過了大石，就看到前面，是一個小小的山谷，有一條陡峭的斜路，珂以通 
下去，方正行推着白痴，向前直衝了下去，一口氣來到了山谷下，立時在一塊大石 


136 



►白痴劫 


後，伏下了身子，一面揮着手。 

張三和幾個隊員，也一起衝了下來，方正行瞇着眼，向前看去，前面有幾間， 
可以算是屋子，純用粗木搭出來的窩棚，山谷靠較平的山那一邊，是幾片開墾過的 
路，可是地上早已長滿了野草，少許也有一年半載，沒有人去整理過了。 

一看到了那一大片荒蕪了的地，方隊長又直起了身子來，又苦澀，又憤怒地 
道：「我們來得太遲了！」 . 

張三道：「他們……不在了？」 

方正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要是他們還在，開出來的地，怎會荒成這樣？」 

張三搔着頭，道： r 我眞不信，眞不信單臂老七，會幹出這種事來！」 

張三一面說，一面向前走過去，方隊長也鬆開了白痴的手臂。單臂老七已經不 
在，事情可以說，已經進一步明朗化了，案子是他們幹的，他們幹了這椿案子之後 
就走了，可能是經過狼牙口走的，嫌白痴碍事，就將他留在猥牙口的鎭口了！ 

方隊長正在想着，陡地聽到張三，發出了一下驚呼聲，指着地上，抬着頭，一 
臉驚駭之色。 ， 


137 




最後一 


地上的野草很深，也沒有人看得淸他指的是什麼，方正行首先奔了過去，幾個 
隊員也奔了過來，一奔到近前，各人都呆住了！ 

地上，是一具骸骨。 

骸骨看來很完整，是一個人，伏在地上，骸骨只有一條臂骨，在臂骨上，還嵌 
着一柄刀，刀早已生銹了，可是還深深陷在骨內。 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 口氣，張三直到此際，才顫聲叫了出來，道： r 單臂老七！ 
那是單臂老七！」 

毫無疑問，那是單臂老七，或者說，那是單臂老七的屍骸，從屍體已經變成白 
骨來看，單臂老七已經死了很久了。方正行其實可以說出單臂老七死亡的正確日子 
來，但是他却沒有說什麼。 

他知道，單臂老七，一定是在那件劫案發生之後死的，已經死了八個月。本 
來，他以爲這件案子是單臂老七幹的，但是現在，單臂老七已成了一具骸骨，那 
麼，案子當然不是他幹的了！ ■ 

方正行俯身，握住了刀柄，將刀提了起來，刀正砍在脊柱骨上，一提起來，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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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白痴劫 


着兩節脊柱骨一起提起，原來很完整的肋骨，散了開來。 

刀現在是生銹了 ，但是當砍中單臂老七背脊之際，刀一定是極鋒利的，因爲直 

到現在，刀還是深深地嵌在骨頭之中。 

方正行看了幾眼，將刀隨手遞給了一個隊員，那隊員接過刀來，立時抖開一塊 
布，將刀小心 地包了起來，那是這件案子發生以來，唯一的證物。 

方正行又向張三望了 一眼，張三倒也靈巧，知道方隊長想問他什麼，忙道： 

「看來很像是砍我的那種刀！」 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 口氣，他料得不錯，這山窩子中的人，果然和那件驚天動地 

的大劫案有關，可惜他來遲了，不能在骸骨中得到什麼 C 

他帶着各人向 前走去，不久，又在草叢中，發現了另外兩具，倒在一起的骸 

骨，再向前去，又是一具，在屋子前，也有一具，屋中有一具，一共是六具。 

六個人死了，方正行又向張三望去’張三苦笑道：「不錯’連白痴一共是七個 
人！」 ： * 

方正行抬頭，白痴站在一株樹前，怔怔地站着，方正行陡地大叫了起來，向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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痴奔了過去，到了那株樹前，樹有一根橫枝，橫枝上有一圈沒了樹皮，樹下有一塊 
石頭，石頭上還有半截早已腐了的草繩。 

那是一根繩子，綁住了石頭，掛在樹枝上的痕跡。方正行呆了一呆，陡地雙手 
齊伸，抓住了白痴胸前的衣服，劇烈地搖着白痴的身子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說，這 
裏發生過什麼事，說！」 

幾個隊員駭然地互望，一起奔了過來，也一起叫道：「隊長！隊長！」 

方正行陡地鬆手，白痴跌倒在地’撑了撑身子，就坐在地 上’口 中發出「荷 

荷」的聲響。 

一個隊員道： r 隊長，他是—」 

方正行陡地打斷了那隊員的話題，道：「我知道，他是白痴！但爲什麼他沒有 
死？」 

另一個隊員道：「因爲他是白痴！」 

方正行的眼角跳動着，道： r 因爲他是白痴，所以兜手連殺了六個人.，才放過 
了他？兇手怎知道他是白痴，就算知道他是白痴，又爲什麼要放過他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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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員互望着，說不上來-張三也匆匆走了過來，額上直冒着汗，方正行陡地轉 
身，向他望去，嚇得張三整個人跳了起來，雙手亂搖，道：「不，不關我事！隊長 
手下超生！」 

方正行心中極亂，可是陡然間，他問出了一句話來，道： r 你那伴當呢？」 

張三不禁呆了 一呆，問道：「那一個伴當？」 

方隊長的聲音極其簌厲，嚴厲得連他自己，也惑到有點意外，冷冷地道：「就 
是那個首先發現這裏有一窩子人的那一個伴當！」 

張三瞪大了 S , 一時之間，像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，方正行提高了聲音，喝 
道： r 快說 ！ j 

方正行的語聲，就像晴天霹靂，令得張三整個人跳了一下，忙不迭道： r 是！ 
是！那伴當在靑葉崗，他那次眹進山溝子裏，斷了一條腿，到現在走路，還是一拐 
一拐——」 

方正行不等他講完，就叱道：「少廢話，我可沒問你他現在走路不方便！ j 

張三嚇得身子有點發抖，身子向後退了 一大步，再也不敢出聲。幾個隊員望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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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，心中都是好一陣難過，他們跟着方塚長，大大小小的案子，也不知辦過多 
少了，從來也未曾見過方隊長有像現在這嶸大失常態的！ 

方隊長搖着白痴，厲聲質問張三，這都是以前見不到的行動，而方隊長所以會 
如此，隊員心中也很明白，方隊長是束手無策了！ 

夜來的山谷中，凉風使人感到有點凉意，可是方隊長的額上，豆大的汗珠，却 

不斷湧了出來，這自然是表示他的心中，焦燥，偟急，已到了極點。 

一個年紀較大的隊員，向方隊長走近了幾步，道：「隊長，張三的伴當，要是 

你懷疑他和劫案有關，只消問一問張三，案發當天他在那裏就可以了！」 

方正行的面肉抽動着，神情十分苦澀，他不出聲，誰也不敢再說話’山谷中重 
又靜得出奇。過了好一會，才聽得方正行開口，他的聲音，聽來像是全然有氣無力 

一樣，道： r 張三，你聽到了？」 

張三忙道：「聽到了，隊長不問，我也不敢說，我那伴當-當天一天和我在一 
起，天快黑，我們一起出去想找些財路，才遇上推濁輪車的那兩個人昀！」 

張三的這種回答，可以說早在方正行的意料之中，方正行要不是眞的急到束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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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策，也不會懷疑到張三的那個伴當身上去。他懷疑是沒有用的-可是應該怎麼辦 
呢？方正行的心中， S : 成一片，他向前走兩步，又向後退兩步，在一塊大石上，坐 
了下來，雙手托着頭，一動也不動，看來，他就像他所坐的那塊大石一樣，在地上 
生了根，也像是他和那塊大石聯在一起，也變成石頭了！ 

方隊長一動不動，旁人也不敢開聲，都悄悄走了開去，等方隊長的命令。 

方正行雖然坐着不動，可是他的心中，却亂成了一片。他將整件案子，從頭到 
尾想了一遍，時間已過了大半年，他奔波了上千里，翻過了幾百個山頭，到過無數 
處山溝子，見過不知多少黑道上的人物，可是他所得到的線索，實在太少了 C 

到現在爲止，他得到了 一些什麼呢？ 

他所掌握的線索，只是以下幾點！ 

他知道有兩個人，推着濁輪車，在案發的當天晚上，經過案發現場不遠處。 

他知道，在這個山窩裏的六個人，都是被人殺死的，只是那白痴沒有死，到了 
狼牙口鎭，當然是被人帶去了。 

他只知道這兩點，而這兩點，對於這件案子來說，實在太不 夠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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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雙手漸 is 握緊，他在想，要是他能知道在這愜山窩子裏，發生過什麼事，那 
就好了，可是他怎麼能知道呢？除了在那白痴口裏，套出一點什麼來，他沒有別的 

辦法，可是那白痴看來，連話都不會說！ 

坐了足足半個鐘頭，方正行才抬起頭來，看來，他的神 If 已鑕定多了，額上也 

沒有再冒汗，他慢慢走向那幾間屋子，幾個隊員和張三，立時跟在他的身後，方正 

行很頦定地道： r 帶那白痴一起來！一 

兩個隊員走過去，將坐在地上的白痴拉起來，扶着他一起向屋中走去。 

到了屋中，找到了一盞上面已全是灰塵，乾了一大半的油燈，勉强點着了，燈 
蕊不斷發出吱吱的聲響，那一點豆大的燈火，也被風吹得搖晃不定，映着一張張滿 
是風塵的臉，叫人看來，覺得這些人，實在已經是心力交瘁了！ 

方正行坐了下來，先向張三望了一眼，道： r 張三，拉你走了這一趟，多有不 
便，你別見 怪！」 

張三眞有點受寵若驚，忙道： r 隊長千萬別客氣，只要有差遣，無不從命！」 
方隊長嘆了一 口氣，握着拳，抵在那張破桌子上，又向他手下幾個隊員望了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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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，道： I 我已下了決心，這件案子要是不破，我這個湞楫隊長，也不再幹了’ 

們要是不想跟着我，只管先回太原去！」 

幾個隊員齊§道 • _ r 隊長，這話再也別提！」 

方隊長望着 ft 們’心中也不禁一陣激動，這幾個隊員，全是聚裏最幹辣的人， 

被他帶了出來，奔走了大半年，辛苦不必說了，損失也極大。 

要知道，身在湞辑隊中，好處可多得很， K 際掛着搶，辦的是各種案子，就萆 
你再淸蒹，也一樣有人送上白花花的大洋來，送錢的人，或許不爲什麼 • R 爲了要 
請你照應照應，不要也是白不要，逢年過»5，省城裏大小當舖，銀荘，妓院，照例 
都有一份大大的節敬，方正行剛才這樣說，也是爲了這幾個隊員，跟着他在窮郫僻 
壤辦案，別說沒有錢進門，連好好吃一頓，好好睡一覺，都未曾有過，所以才說要 

是他 r 不願意，儘可以先回去的！ 

然而，那幾個喙員却連猶豫也不猶豫，就拒絕了他的建議！ 

方正行深深吸了一口氣-道： r 好，只要能破案，決不會白辛苦—」 

他講了一句，略頓了一頓 ，又道： r 我想在呆瓜 口 中套點東西出來。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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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個隊員皺着眉，不出聲，方正行又望向張三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呆瓜會不會 
說話？」 

張三苦笑了 一聲： r 我沒聽過他說話，不過……他好像聽得懂人家的話 ！I 
方正行揚了揚眉， r 哦」了 一聲。 

張三又道：「是這樣 ，上次我來的時候，單臂老七曾喝呆瓜，叫他出去捧一點 

柴進來，他就出去，不一會，就捧了一捧柴進來！」 

方正行立時向白痴看過去，白痴進屋之後，就一直蹲在屋角中，這時方正行向 
他望去 ，他也 不望向方正行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前面，方正行沉聲道： r 呆瓜，去 
捧點柴火來！」 

呆瓜怔了一怔，沒有動靜，方正行提高了聲音，叫道：「呆瓜！」 

這一次 ，有了點反應，旲瓜轉過頭，向方正行望了過來，方正行一字一頟， 
道： r 去捧點柴火來！」 

可是，呆瓜並沒有動-只是望了方正行一眼，又偏過頭去，直勾勾地望着前 
面。張三有點不好意思，忙道： r 眞的’單臂老七喝他，他聽得懂！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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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隊員道：「或許他只認得單臂老七！」 

另一 個道：「也或許單 臂老七有什麼特別的手勢，他可以看得明白！」 

方正行揮着手，道： r 扶他過來，坐在我對面！一 

兩個隊員過去，將呆瓜扶了過來，坐在方隊長的對面，叫道：「呆瓜！」 

一叫「呆瓜」，呆瓜就轉過頭來，望着方正行，方正行又緩緩地道：「這裏幾 
個人全死了！只有你一個人沒死，他們是怎麼死的？」 

呆瓜沒有反應。 

方正行站了起來，一隻手放在背後，只用一隻手揮着，然後，身子陡池倒下 
去，再站起來-道： r 死了！」 

呆瓜沒有反應。 

方隊長指着幾張榥子，又向各隊員和張三作了一個手勢，各人會1,先是坐 
着，又突然站了起來，有的倒了下去——倒下來的人，就倒在屋中發現白骨的地 

方。 

方正行又道：「這裏的人全死了，你可能記得起，什麼人殺死他們的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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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瓜沒有反應 C 

方正行苦笑了 一下，他不斷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用各種語氣，用各種手勢，向 

呆瓜問着， R 要能在呆瓜口中，濩得一點點線索，他就滿足了，可是，整整一夜， 

直到東方已經現出魚肚白來了，呆瓜還是沒有反應。 

到了天色大明 ，各人已是筋疲力盡，方隊長抹了抹汗，他只覺得手脚發虛， S 6 

一定是冒出來的虛汗，他揮着手，道：「休息吧！」 

幾個塚員，已經累得東倒西歪，連坐也有點坐不穩了，一聽得方隊長這樣吩 
咐，就此倒了下去，連張三在內，不一會，就鼾聲大作，方正行倚在屋角，眼皮像 
是有千斤重，儘管他心事重重，但你究竟敵不邊疲倦，不一會，也沉沉睡了過去 C 
幾 個人一 頓好睡，直到响午時分才 醒 來，方正行最早睜開眼，看到呆瓜 51 在屋 
角 ，睡噚 »香，他叫 醒 了各人，還 要有人 餵呆瓜吃乾糧，這才離開了這山窩子。 

在離開之前，方正行拍着張三的肩，道：「張三’辛苦了你一趟’沒什麼好謝 
你的，只有幾句金玉良言， ? IJ 再幹剪徑劫財的勾當了，開點荒地，也强似歧賊！」 

張三居然滿面羞漸，諾諾連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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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了山窩子，沒走多久，方正行那一夥，就和張三分了手，方正行帶着呆瓜， 

直奔縣城去。到縣城去的目的，方正行說得很明白： I ‘我還是不信那白痴什麼也不 
懂，得到縣城，找個大夫替他驗一下！」 

從那山窩子到縣城，又是七八天不見天日的山路，那一天中午，進了縣城，才 
一進縣衙門，公安局長就迎了出來，拍着方正行的肩頭，道： r 方隊長，省裏有電 
報下來，已經好幾天了！」 

方正行苦笑了一下，公安局長却道： r 別愁眉苦臉，一看電報，包你樂得閤不 
瘦 口來！」 

方正行只是吩咐兩愜隊員，先將呆瓜送到洋人辦的醫院裏去，自己隨着局長， 

來到了局長辦公室，局長將一份電報，放在方正行的面前！ 

方正行一看電報，不是樂了，而是湲了！ 

電文很簡單，是執法處長打來的，只有一行字：陽明堡案件，已人釅並濩，速 
歸。 

方正行眞是傻了，陽明堡一案，已人釅並獲！那眞是他絕對想不到的事！人還 1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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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說是抓錯了， is 物可是絕對假不了的，人釅並獲，當然更不會假！ 

方正行不禁苦澀地笑了起來，在發完了傻之後，他一點沒有樂，這些日子來的 
辛苦，忽然之間沒有了着落。他絕不是因爲案子不是他經手破的，所以難過，而是 
因爲他這些日子來，一心以爲這件事，會有一個極其曲折的過程，誰知道到頭來， 
只是十來個字，就結束了這件案子，那給他以一種陡地從空中掉下來的感覺！ 

而且，這種從空中掉下來的惑覺，是事先毫無心理準備的，就算是他本來準備 
踏着樓梯，一級一級向下走來，但忽然之間，一個踏空，整個人就摔了下來一樣！ 
方正行呆了半晌，拿着電報，回到縣政府替他準備的住所，等到幾個隊員全到 
齊了，他才拿出那份電報來，各人看到電報，神情和方正行才看到電報的時候，一 

點也沒有分別。 

呆了半晌，一個隊員才道：「我們該回去了！」 

方隊長道：「是，該回去了！」 

另一個隊員道：「呆瓜怎麼辦？」 

方隊長皺了皺眉，案子已經破了-再提那白痴，實在是多餘的了。但是，他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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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問道： r 呆瓜已送到醫院裏去了，是不是？」 

郓隊員道：「是，不過院長說，他只負責檢驗，不能收留呆瓜的，縣裏也沒有 
地方可以收留他！」 

一個隞員道：「管他，總不能帶着他回到省城去！」 

方正行嘆了 一口氣，道：「省城倒有敎會辦的收容所，說不定，也只好帶他去 
了，我們明天就走！」 

各隊員吸了一 口氣，看他們的神情，像是都想安慰方正行幾句，可是又不知道 
該如何開口才好。 

第二天，隊員從醫院中，將白痴領了回來，又帶來了一份醫院的檢驗書，全是 
洋文的，方正行還好可以看得懂，他只看了結果，醫生的結論是••先天性白痴。 

方正行沒有說什麼，帶着白痴和幾個隊員，一起上了火車，第二天就回到了太 

原0 

方正行離開偵緝隊的隊部，差不多已有一年了，他一出現，每個人都過來和他 
握手，他倒迫不及待地問起 r 人_並獲」的情形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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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隊長是一個資格很老的人了，他向方正行報吿人«並獲的經過，道：「隊長 
的吩咐，我們不敢怠慢，雖然事情已過了那麼久，但是各處路口，要道，車站，一 
樣設着關卡，查來往行人的行李，有兩個人，一見到査行李，就臉發了靑，拔脚就 
.逃，這兩個人，很會點功夫，傷了兩個人，才抓住他們，打開他們的行李一看，失 
單上的贜物 ，全 在了！」 . :: . r 

方正行壊着盾，副隊長又道：「那兩個賊，也眞有耐性，他們等了大半年，才 
將 K 物帶出去，可是也過不了我們的五指山！」 

方正行苦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早知道這樣，我也不必那麽辛苦了！」 

副隊長笑了起來，道： r 總是要找的，不是找得 a ，說不定這兩個賊，還要藏 
久些，略鬆上一鬆，那就叫他們溜走了！」 

副隊長的話，很明顯，只不過是爲了安慰方正行而說的，方正行又只好苦笑一 
下，順口問道：「這兩個賊，有沒有說他們是怎麽下手的？ J 

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，方正行不禁怔了一怔，因爲他絕想不出這個問題，有什 
麼可笑之處。副隊長立時道： r 可笑得很，這兩個賊，不認人是他們殺的，只說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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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恰好經過那山溝子，見到人已被殺死了，那一大包職物，包好了放在一邊，他們 

解開來看了看，就拿着走了。」 

方隊長倏地睜大了眼" • 

副篆長繼禳道：「那有賊會自己認賬的？這兩個賊想逃出鬼門關，寘當人家全 
是儍子了！」 

方正行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道 •• r 那兩個人是什麼來路？查明白了沒有？」 

副隊長道： r 查明白了，他們所供的倒不假，雨人全是皮貨商人，到口外販皮 
貨去的，仗着自己會武功，每次都揀小路走，他們家在太原，倒是開着一家皮貨 
莊，我看劫案不像預謀，多半是財露了眼，他們見財起意，才下了毒手的！」 

方正行又問道：「失單上的東西，全齊了沒有？」 

副隊長道：「全齊了，有點衣服什麼的，根本就不在失單之中，也不値什 
麼。」 

方正行道： r 那兩人收在那裏？」 

副隊長道：「在省大牢裏——你且休息幾天，再接辦這件案子不遲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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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站了起來，道： r 不，我這就要去見他們 ！ 」 

副隊長自然知道方正行的睥氣，方正行說這就要見見他們，那就是他立即就要 
去見 他們！ 

副隊長拿起電話來，接着，先和監獄通了一個電話，才道： r 可要我和你一起 
去？」 

方正行搖頭道： r 不用了 —— 跟我辦案的那五個，好好地派他們些好差使，調 
劑調劑他們！」 . • 

那副隊長笑了起來，道 •_ r 有，派他們駐在裕興里，那差使是不能再好了！」 
方正行聽了，也不禁笑了起來，裕興里內，有的是烟舘妓院，賭場，偵緝隊員 
駐在裕興里，那眞是比老鼠進了穀倉還要好得多，那也眞可以說是對得起這五個跟 

了大半年，吃足了苦頭的隊員了 C 

監獄長的辦公室，似乎也染上了監獄中的那一没陰森的氣氛，使人在裏面坐上 
一會，就有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，方正行雖然不是第一次來，但總也有一點不自 

在，他只是站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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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長坐在辦公桌後，皺着眉望着方正行，因爲業務上的接觸，頭髮花白的監 
獄長，和方正行可以算是好朋友了，他也知道方正行的睥氣，可是這件案子，到現 
在爲止，眞的可以算是水落石出了，方正行如果再對之有懷疑，那實在是在雞蛋裏 
挑骨 頭了！ 監獄長沒有直接說出來，可是他却很委婉地道 •• r 正行，你辛苦了這些 
日子，怎麼不休息休息？何苦再來見這種窮兇極惡的土匪？先上澡堂子去泡泡，晚 
上， 我請客！」 . 

方正行也皺着眉，道： r 我要見那兩個人，你將他們提出來就是了！」 

監獄長苦笑道：「正行，案情嚴重，上頭吩咐過要小心，這兩個人在死囚牢 
裏，不敢隨便提！」 

方正行的反應來得十分快，顯然是他旣然打定了主意要見那兩個人，那就沒有 
什麼人阻得住他，他道 •• r 好，你派人帶我進去，我就到死囚牢去見他們！」 

監獄長嘆了一聲，站了起來，攤着雙手，道：「正行，你還在懷疑什麼？」 

方正行苦笑了起來，照實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懷疑什麼，不過，我總覺 
得，這件案子，還有可疑之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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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獄長提高了聲音，道： r 人闕並獲了啊！」方正行點了點頭，道： r 是，人 
賺並獲了，_是假不了的，可是人，未必是那兩個人！」監獄長也不禁沉了沉臉， 
方正行那樣說，簡直就有點無理取鬧了！可是監獄長也沒有說什麼，不大不小的官 
做久了，誰都會事不關己，莫不關心的那一套。要是方正行堅持要將犯人提出來， 
那麼監獄長一定反對，因爲囚犯可能出意外，但現在，旣然是方正行自頴到死囚牢 
去見那兩個人，不怕惹上一身霉氣，他自然也沒有必要，再加以阻攔，他只是無可 
奈何地攤了攤手，拍着桌子，大聲叫了起來，他一叫，一個年輕的辦事人員，就走 
了進來，。 

監獄長指着方正行，道：「派一個人，帶方隊長到死囚牢去，方隊長要見那兩 
個要犯！」 

年輕辦事人員奇怪地望了望方隊長一眼，沒有出聲，答應了一聲，向方正行作 
了一個手勢，方正行就跟在那辦事人員，走了出去。方正行在走出獄長室的時候， 
還聽 pi 獄長在嘆氣。 

方正行跟着那辦事人員，離開了獄長的辦公室，走過了一條長廊，來到了一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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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大的天井。在大天井中，有不少囚犯在败苦工。天井的對面，是一堵用麻石50 

成，又高又厚的石牆，石牆正中，是一扇已起了銹的大鐵門，緊緊地閉着，在鐵門 
之前，有兩個荷着步搶的警衞，正在來回踱步。 

那堵石檣，就是太原大牢正面的圍樯，圍牆外的天井，監默工作人員的辦公 
室 I 全是後來蓋起來的，那是民國以後的事了。 

至於太原大牢，是在什麼時候造成的，尤其是將牢房團團圍住，那四周加起 
來，有好幾百丈的大石牆，是什麼時候砌成的，已經不可考了，據老獄卒說，至少 
已經有五六百年，還是明朝時候，錦衣衞橫行，一抓人就是幾百個時造起來的。 

自然，沒有什麼人會對一座牢獄的歷史有興趣，而牢獄就是牢獄，一進了牢 
門，饒你原來是天大的官兒，一個小小的獄卒，也能叫你血肉撗飛，也能叫你不明 
不白，就死在歓中，也能叫你在獄中，舒服得和在家裏一樣，不但照抽大洇，也一 

樣可以找女人來陪。 . ："... . . 

獄卒是牢獄中至高無上的統治者，誰知道在這座沉沉大牢之中，發生過多少外 
間人連想也想不到的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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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到了牢門口，兩個警衞是認識大名鼎消的方隊長的，立時向方隊長行了一個 
禮，辦事員取出鎖匙，打開了那道鐵門，鐵門在推開的時候，發出了 一陣極其難聽 
的 r 吱吱」聲響來。 

說這一道門，是生死之門，也不爲過，大牢裏囚的，全是重刑犯，究竟有多少 
人進了這道門之後，還能夠活着出來的，可誰也沒有統計過。 

辦事員涪着方正行進了鐵門，鐵門內是一條由石砌成的走廊，大白天一樣亮着 
燈，而雖然亮着燈，那股陰森腐臭，和着幾分血腥氣的霉味，和那種陰森，還是叫 
人的心直向下沉。 

走廊兩邊的石基上，全是厚？的靑苔，上端的石上，四阀蛇一條叠一條地貼在 
石上，在昏黃的燈光下，四脚蛇的眼睛，灰白而沒有光彩，就像是死魚的眼珠子一 
樣3 

走廊中放着一張方桌，四個獄卒，正圍着方桌在賭牌九，牌砸在桌上的聲音， 
和各個牢房中隱隱傳出來的镣拷相碰轚，混在一起。四個獄卒中做莊的那個，多半 
是輸了錢，額上的靑筋，暴得老高，一面駡着，一面順手抓起一條鞭子，就霍地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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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起來。 

歓卒所用的鞭子，和常見的鞭子，也大不相同，不過兩尺來長，頭笔一樣粗 
細，提在手裏，看來像軟不軟，像硬又不像硬，像是一條蛇一樣在竄動，可又給人 
以沉甸甸的感覺，梆是鞭子裏，灌足了水銀之故。灌水銀的鞭子，一鞭抽上去，能 
叫被抽的人，痛得全身的肉，自然而然，抖上好 I 陣子。 

輸錢的獄卒，本來可能是提着鞭子，想去找幾個平時瞧得不順眼，或者是搾不 
出什麼油水來的囚犯身上，抽上幾鞭子來出氣的，可是他才一站起來，就看到了方 
正行，利那之間，他一臉的煞氣，全不見了，立時滿瞼堆上笑容來，恭恭敬敬地叫 
道： r 方隊 長！」 

另外三個獄卒，也一起站了起來，一樣叫着。 

辦事員過來，吩咐了幾句，像是大牢中有厲鬼一樣，忙不迭轉身走了出去。 

四個獄卒互望了 I 眼，提着鞭子的那個道 •• 隊長，那兩個人在死囚牢裏， 

囚 tn ——」 

方正行不等他講完，就揮了揮手，道：「快帶我去，我又不是沒去過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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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獄卒忙答應了一 S ，方正行的確不是沒有去過死囚牢，但是這許多日子來，他 
總共也不過去過一次，或者一次都不能算，因爲那一次，他還很小，只有十來歲， 
蹈着 t 個叔輩進去的，才一打開通向死囚牢的門，他就忙不迭退了出來。 

當時究竟是爲什麽要急着退出來的，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，他只記得，那一 
次，他才一探頭進去，他見到了幾雙根本不像是人，也不像是野獸的眼睛，那幾雙 
在暗中射出來的可怕光芒，將他嚇了回來 C 

現在•方正行當然知道，自己是不會再被這種眼光嚇退的了 C 兩個獄卒帮着他 
向前走，兩旁全是牢房，牢房中滿滿是囚犯。有的 S 犯，只管低着頭在捉虱子，有 
的看到了方正行，衝到了戴»前，破口大駡，有的只是用怨恨的眼光，望定了方正 
行3 

方正行像是對什麽都不聞不問一樣，只是昂着胸，向前走着，倒是那兩個默 
卒，揮着手中的棍，發出拍拍的聲響；打在鐵栅上，有手縮得遲的，叫棍子掃中， 
立時殺豬一樣的嗥叫起來。 

嗥叫聲在石廊中響起回音，聽來格羚凄厲，方正行似是看乜不看•一直來到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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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道鐵門之前，一個獄卒，才用鑰匙，终鐵門打開。 

鐵門打開，是通向下的十幾級石級，石級上，只有當中兩尺許是乾淨的，兩旁 
就長滿了靑苔，那是有人上下走動，也只走中間的緣故，十幾頭大老鼠，看到镣門 
打開，有人走下來，也不四下 t 竄，反倒大有惡意地瞪起閃閃發光的眼睛，望着來 
人 e 石級盡頭，是另一扇戴門，來到郓另一扇緻門之前，兩個欵卒的神情，也不免 
有點緊張，取鐃匙開門的那個，手竟然有點發震 C 

鐵門打開，裏面又是一條石砌的走廊，一陣令人作嘔的臭味，撲鼻而來，方正 
行打偏過頭云，但是他却立時又轉回頭來=走廊的兩旁，一嗉是牢房，鐵枬又粗又 
密，他又看到了那種野獸一樣的眼睛，死囚的眼睛，每一間牢房裏是一個死囚，有 
的可能已被囚在不見天日的死囚牢裏，有好幾年了，以致他們的皮 ft ， 變成了灰白 
色，在皮膚上，還結了一層像鹽花一樣的東西，眼是失神、空洞的。有的可能是新 
囚進來的，自知難免一死，也豁出去了，一見到有人來，就用力搖着鐵.«，發出極 

其可怕的呼叫聲，兩個獄卒倒也不敢對他們怎麼樣。 

方正行幾乎是屛住了氣息向內走去的，當他來到盡頭之際，自後那些死囚發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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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呼叫聲和镣銬相碰的聲音幾乎叫人無法忍受下去。方正行的面肉不由自主跳動 
着-他終於來到了那扇鐵門前，那四間牢房，和別的死囚牢又不同，只有鐵門上的 
一個小方孔，那是用來囚禁案情最 II .重的犯人用的。 

那兩個獄卒有點不好意思的神情，一個道：「方隊長，這兩個人——雖說會 
武，倒也老實，所以，將他們囚在一間囚室裏！」 

方正行 r 唔」了一聲，沒有多說什麼•牢獄裏的黑幕，他不想管，也管不完。 
照規矩，死囚絕不能同牢的，這兩個人，居然能同囚一間牢房，當然是他們上下打 
通，花了錢的緣故。 

這兩個人家在太原，又開着皮貨行，自然是拿得出來的。但是方正行也知道， 
就算家底再豐厚些，這一場官司打下來-僥倖能出得鬼門關的，也是非傾家蕩產不 
可了！一個獄卒在鐵門的小孔裏，張了一張，大聲喝着，道：「你們口口聲聲叫寃 
汪，現在偵緝隊的方隊長來了，頭頂三尺有神明，你們自己問心吧！」 

牢房內，傳出一陣痛苦的呻吟聲，那獄卒接着，將牢門打了開來。 

才進走 E 來的那淖氣味，已經夠叫人難受的了，這時，牢門一打開，直衝出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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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臭味，達那网個獄卒’也不由自主，向後退了 一步。 

方正 行手按在腰際 的槍上，死囚犯如果明知自己難逃一死，說不定一有機會’ 

就要拚命，他不能不小心，若是有了什麼差錯，上頭責怪下來，他也一樣吃罪不 
起。 

方正行一手按着槍，一面定睛看去，一看之下，他也不禁打了一個‘寒戰。牢房 
倒不能算小，可是除了兩個人，和兩堆發了霉的稻草外’什麽也沒有。那兩個人， 
正掙扎着從稻草堆上，站了起來，手上戴着手拷，脚上，也鎖着粗大的脚銪，站起 
來的時候，手銬 S 繚亂響，身子搖搖晃晃，他們的臉色，看來是如此蒼白，兩眼深 

陷，口唇發着顫，可是却又發不出聲音來 C 

方正行定了定神，他第一件可以肯定的是，這兩個人在大牢之中，算是沒有吃 

過什 S 苦頭，第二件可以肯定的是，這兩個人現在雖然已變了形’但是那一定就是 
張三剪涇時遇到的兩個人！ 

兩個歓卒緊站在方正行的身後，方正行向前珧出了一步，在那兩個人的口中， 
發出了|種極其奇怪的聲音來，那簡直不像是人發出來的聲音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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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如杲仔細去 ra 的話，可以聽得出，他們是一起在叫着：「寃彺呵！」 

這 「寃汪啊」 三字，自古以來，不知多少人在公堂上，在牢獄中，在臨行刑前 
的刀光閃動之下叫過，有的珩能眞是寃汪，有的可能一點不寃汪，是是非非，只怕 

除了老天爺，誰也斷不明白。 

兩個獄 卒立時斥道：「别叫，等方隊長來問你們！」 

方正行的神情，嚴肅陰冷，語音如镦，道： r 寃枉？你們是在變賣薄物時叫 

% 

抓住的，那可太寃枉！」 

雨個人一起喘起氣來，額上豆大的汗珠，一顆一顆地泌了出來。 

一個掙扎着，總算迸出了聲音來，道 •• r 隊長超生，我們貪心是眞，絕沒殺過 
人！」 

方正行冷冷地望着他，另一個又道 •• r 我們見了那麼多財寶，四 S 又是死人， 

所以才下手拿了的，我們眞正沒有殺過人！」 

方隊長沉着氣，他已經聽過轉述的這兩倨人的自辯 * 那實在是很 II 令人栢信 

的，但不論如何’他來探這兩個人的目的’就是爲了要聽這兩個人，親口說一說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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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的情形， .^7 以他不說汁麼，只是冷冷地望着他們。 

那兩個人也知道，現在他們妒能抓得住的，1自己剖白的唯一镂會了，是以他 

們一面急浞地韩着氣•一面迫不及侍•發出聽不淸楚的 S 音•一面又向前走來，兩 
個&都走得太急了 ， ffir 顯然還 沒 有習潢 4 C 河在沉重的繚拷牽累之下走得快，是以 

才走出了一步，便又一起倒了下來。 

方哚長沒出 s , R 是冷冷地望着他們’兩人到在地上，一時之間，淨扎不起 
來，都 IAJ 起了頭，一 7 !甚至急得哭了起來，叫道：「方隊長，你聽我? 1 !說！」 

方正行冷冷地說道：「郓麽你就說說看就是！」 

那人一面流着淚，却也不敢抽咽，道：「那天，眞是鬼拍了我們的荐子-叫我 
們不走大路，塥走小路，仗着自己會功夫，力氣大•不怕剪徑的小賊，才叫我們檄 

見了這件事的！」 

另一®喘着氣，總箄掙扎着站了起來，道： f 我們走着，來 ¥•] 了全是山溝子的 
地方 ，也就是場明堡附近， R 見大 5 烏鴉，在空中打着轉••叫着，我們好奇心起， 

就走過去看看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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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講到這裏，聲音都發起顫來，道： r 就看到了 一道山_子下，倒着兩輛大 
車，人也全死了！」 

那一個用肘子撞了講話的一下，狠狠地道： r 當時我就叫你別管閒事，你不肯 

聽，非要下去看看不可，現在，弄成這個樣子！」 

另一個聲音嘶啞，叫了起來，道： r 下了山溝子，看到了郓麼多珍珠寶貝時 • 

你可不是那麼說，你可說天叫我們，發這一筆大大的橫財！」 

獄卒在方正行的身後叱道： r 別亂說，一個接一個地說，方隊長才聽得明 

白！」方正行向後擺了擺手，道： r 不妨，讓他們說下去！」 

方正行緊皺着眉，這兩個人的話 ，實 在是很難令人相信的，可是，越是這樣， 
趑是令人起疑，他們要是存心驅人的話，怎麽不編一點容易叫人相信的謊話呢？ 

那兩個人喘着氣，一個又道： r 我們才下去的時候，也不知道死的是什麼人’ 
後來看到他院長老人家的屍體，才算是知道事情嚴重，我們正想上山溝子，就近去 
耔官，就看到了那一箱東西一^」 

另一個接口道：「箱蓋打開着，東西眞齊全，就繋是等着我 n 揀一樣，當時我 


166 



►白痴劫 


們想，人又不是我們殺的，土匪走得匆忙，未曾帶得走’我們算是揀了個便宜，也 

不算是傷天害理——」 

那一個講到了這裏，也放聲大哭了起來。 

方正行只是冷冷地聽着，那兩個哭着，身子發着抖，方正行突然道•二你們也 

不 m 是取走財物就算了，還敬了些什麼手脚？」 

那兩個人一聽， r 咕咚」一聲，珩了下夾，連連叩頭，一個道：「方隊長，你 

明鑒，你就像是親眼看到的一樣，我們確然敕了點手_!」 

在方正行 背後的兩個默卒，互望了一眼，雖然他們沒有出聲，可是他們臉上的 
神情，却掩不住他們心中極度驚訝，倒並不是因爲方隊長知道這兩涸死囚，在取走 
了財 物之後，還散了什麼手抝，而是驚訝於方隊長這樣詢問他們！ 

因爲方隊長這樣問 tt 們’那就等於說，已經相信了這兩個人， R 是一時貪心， 
取走了財物，而沒有殺人！ 

方正行沒有 再出聲，另一個忙道： r 我 ( B !. 臨走時，弄平了很多脚印！」 

方正行陡地吸了 一口氣，心頭汪叫了起來，失聲道：「很多脚印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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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個道：「是的，山_上有很多脚印，一定是殺人的土匪留下來的，是向北 

去的，我們全弄平了，用布包了財物，上了山溝子— J 

方正行又疾聲問道：「你們不是推着一輛濁輪車，那濁輪車是從那裏來的？ I 
那兩人又齊齊震了一震，現出又驚又喜的神情來，一®道：「那包東西很 t ’ 
我們輪流負着，後來，路邊有一輛濁輪車，我 r 就推了來，達夜趕路，半夜時分， 
還遇到了三個剪徑的小賊，兩個叫我鬥趕下了山溝子，一個被我們在手臂上砍了一 
刀！」 

方正行苦笑了 一下，那三個 r 剪涇的小賊」，自然就是靑葉崗的張三，和他的 
伴 當了！ 

另一個又急急道 •• 我們回到了太原，才知道虱§緊得很，一直不敢出手，後 
來過了大半年，看看沒有事，東西才一出手，就叫挑了起來，方隊長，我們願意承 
受竊取財物的罪，可是天大寃汪，我 n 實實在在，沒有殺人，眞沒有殺人！」 

這人講到最後兩句話，簡直是在絕望地哀鳴，聲音凄厲無比，聽來令人毛髮直 

豎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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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一聲冷笑，說道： r 你們的話，可不會有人相信，你叫人相信，有一幫 

土匪，殺了那麼多的人，却又留下了財物走的？」 

S 3 兩人面面相覷，汗流下來，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e 

那兩人想是也知道自己講的話，不會有人相信，是以面面相覷之^，只是向方 
正行叩頭。 

方正行大喝 一聲，等郓兩人抬起頭來，才道 r 照你們看來，那山溝子內的阅 
印，是多少人留下來的？」 

那兩個人呆了一呆，顯然他們沒有這種經驗，所以說不上來，其中一個，呆了 
片刻之後，才道：「看來很多，我們也是財蒙了心，害怕官府抓 ff 了土匪，供出他 
們未能取走財物，就會疑心到我們身上！」 

另一個哭着，道：「要是我們當時不將那些脚印抹平了，說不定方隊長早已找 
到了土匪，我們——也不用擔着殺人的罪名！」 

那人說到後來，面肉不斷抽搐着，他聲音之中那種噢悔，實在已到了極點！ 
方正行又苦澀地笑了起來，憑他多年的經驗，顯然那兩個人說的話太荒唐，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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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是願意相信他們所講的，是 實實 在在的情形。 

這兩個人，在太原城裏，都有很大的買賣，像這嘌的人，他們一時見財起意， 
又是 M 手揀回來：&便宜，當然不會是路不拾遺的正人君子，但是如果說他鬥這嗜的 
人，會爲了財殺人，而且殺了那麼多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

而且，他們要爲自己開脫，總得編一個較爲人相信的謊言，不應該翻來覆去， 
老是講那®任何人一聽，都要斥之爲荒唐的故事。 

以上兩點，全是方正行的推測，那是他自己的想法。任何人的想法？*可能有鍺 
誤，方正行自然也不例外，所以，對於他自己的想法，他還是作適當程度的保留， 
決不以此乍爲破案的根據。 

方正行拿來作破案依據的事實！ 

在這件大案子上，.事實上還存在着許多疑點，自然是單臂老七那一伙人，那一 
伙人，如何會全都在山窩子裏，死於非命的？ 

要說是單臂老七那一幫人，和這件案子完全沒有關係，那實在很難令人相信， 

但是，兩者之間的關係，癥結又是在什麼地方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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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皺着眉，那同個人想夾是一點辦法乜沒有了，跪在地上，叩頭如同搗 

蒜，方正行轉身，向外走去，兩人竟不約而同，拉住了他的袴 P 。 

方正行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拉着我不放也沒有用，不過我可以吿訴你們，這 
件案子，我還要查！」 

那兩人拾着頭，眼中現出了 一絲希望來。 

方正行雒開了死囚牢，也難開了整座監默。從陰暗到陽光下，方正行一直在想 
着，他想來想去，如果要將山窩子裏，單臂老七那一伙人，和這件案發生關係的 
話，那麼，唯一的辦法，就要在那個白痴的身上追查。 

可是一想到白痴，方正行又不禁苦笑起來，他並不是沒有試過，而是試過不知 
道多少次了，可是結杲，却一點用處也沒有！ 

方正行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向前走着，太原城裏昀人，認識方正行的還眞不少， 
可是這一天，凡是認識方正行的人，心裏都十分納悶。因爲他們向方正行招呼，方 
正行竟然完全沒有反應，而方正行就像是中了邪一樣，雙眼發直，口中喃喃自語， 
只是向前走着•達撞到了人家的身上，也不知道。 



最後一釗鵪 


方正行的確是什麼也不知道，他只是在苦苦地思索着，他旣然下了決心要再查 
這件案子，那麼，就不是說說就算的事。 

而他也知道，他要再查案子的話，一定比以前，更難着手，因爲從上到下，每 
一個人，都認爲案子已經水落石出，人藤並擭，不 II 得再查了！ 

方正行精神恍惚地走着，直到迎面來了一個大胖子，陡地一伸手，在方正行的 
肩頭上，拍了一下，大呼小叫了起來，方正行才感到自己是在街上，遇到了熟人 C 
那大胖子一身華服，柙得足有兩百五十斤，說起話來，滿臉肥肉都在動，他按在方 
正行肩上把隻肥手，每一根手指，看來就 t 是瘦子的一條胳膊，在他那麼粗的手指 
上，戴着一忮鑲着極大的金剛攢的戒指，梅核大小的金别鑽，在場光下閃燿着奪目 
的光芒，以致方正行乍一回頭之際，被那股光芒，映得連眼淸都瞇了起夾。 

方正行的反應並不很熟烈，在太原城裏，這個大胖子，只要抬一抬曆毛，就會 
有很多人，願意從老遠爬過來，爬在他的英下。 

可是，方正行却不，他只是淡淡地道【閣老闆，半年多不見，你又胖了不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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閻老闆呵呵笑了起來，手還是按在方正行的肩上，他跟方正行倒扠合得來，或 

許是他知道方正行並不想在他身上得到什麼的緣故。 

一涸人要是太有錢了，就會連一個可以對之講話的 A 都沒有了， fa 心裏會時時 
刻刻在提防着：這個和我講話的人，是不是想在我身上，弄點什麼好處回去呢？ 

而閻老闆，就是一倨太有錢的人，他的錢究竟是從那裏來的，倒也人言各殊。 
關於閻老閭金錢的來源-最可靠的一 ( a 說法，說他是在賑災的時候，發了大 
財，再加上 S 年來的長袖善舞，才掙下了偌大家財的，不過，這種說法，也「查無 

實據 j 。現在可以肯定的是，閻老闆是山西的首富。 

閻老闆的舖子，不是一家一家，而是一條街一條街的，他有着一切，就是沒有 
一個可以講得來的人，而方正行是唯一他看到了之後，可以放心，知道自己在方正 

行的心目中，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人！ 

閻老闆呵呵笑着，道： rR 說你爲了辦那件案子，着實吃了不少苦頭，現在好 
了，案子也破了，來，我誇你到新開的澡堂洗澡去！」 

方正行搖了搖頭，閻老闆大聲道： r 那可不行，非去不可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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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指着閻老闆凸出老高的肚子，道： r 你再囉嗦，信不信我打你一拳！一 

閻老闆笑了起來，道： r 說實在的，我還有一件事淸，要求你幫忙！」 

方正行仍然搖着頭-道 ： r R 要你一出聲，滿城人都能爲你辦，何必找我？」 

閻老闆大搖其頭，兩頰的肥肉，在盪來盪去，道： r 這件事，只有你一個人辦 
得了，說起來，我也有點疑惑，說是人薄並獲了，可是失單裏，爲什麽就沒有那十 
八顆金鑛鑽鈕子？」 

方正行陡地一怔，說道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 

閻老闆已經不由分說，拉着方正行的手-向前走着，一面還1道： r 來，坐我 
的車 去！ 」 

閻老闆的車，是太原城裏，屈指可數的四輛汽車中的一耗，他那輛別克大房車 
是特製昀，在美國別克車廠裏有着記錄， te 們一共只爲顧客特製過兩輛這樣的車 
子，一個顗客是中東的阿拉伯酋長，一涸賴客，就是這位閣老闆。 

閻老闆的車子，又高又大，司機座位後 E ， 只有一個位子，可以坐上三五個瘦 
子，可是閻老闆的那兩百五十斤拌肉一陷下去，也就沒剩下什麽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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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坐在司機旁邊，司機，,氣地按着喇队，將在旁邊經過的驢，全都嚇得亂 
迸亂跳。 

方正行的心中很亂，閻老闆上車之後，只說了一句：慢慢再說，就沒有開過 
口，所以，方正行想來想去，沒有法子想得通，那 r 十八顆鑽石子 I ，究竟是怎麼 
回事 C 爲什麼閻老闆會將之和失單扯在一起 C 

汽車在石板道上走，看來比馬車還慢，但是閻老闆却閉着眼-充份在享受着這 
份氣派，方正行急速地轉着念：是不是失單不完全？。 

失單不完全的事，也很普通，通常有兩種情形，其一是失主不知道失去的東西 
的靖確名目、數字。第二是官吏舞弊，故意竄改失單，將失垔中責重的東西瞞下 
來， E 案之後，吞舄己有，失主也只好民不與官鬥，啞子吃黃蓮 C 

如果說，在這件案子中，還有十八顆鑽石鈕子-不在失單之中，那麼，是躬一 
種淸形呢？ . 

方正行無法想像得出這是那一種情形，車子走得很慢，他的心中，却像是沸水 
在翻騰一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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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線新的曙光，對整件案子來說，可能是極其重要的一線曙光！ 

方正行自然急於想知道這十八顆鑽石鈕子的詳細情形，但是他却並不追問，他 
知道閻老闆雖然人胖得像豬，可是心思却細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不在失單之中， 
其間一定還有很大的曲折，若是自己問得緊了，只怕閻老闆怕牽連得太大，反倒不 
敢說了。 

方正行耐着性子，直到車子到了那家新開浴室門口，閻老闆一到，幾乎所有浴 
室中的人，連老闆的小姨子都迎了出來 C 

方正行心中暗駡了一聲，瞧着打躬作揖的那些人，心中有說不出來的不順眼， 
洗澡擦背捏脚槌骨，全套是三毛大洋，閻老闆不會給五毛，旁人也不會給兩毛半， 
可就是閻老闆來了，這些人就恨不得跪在地上爬。 

浴室是新開的，一切都很新，，洗澡用的是上海來的洋胰子，一陣香味，直往鼻 

孔中鑽。 

當每一個人都脫光了衣服，泡在熱氣騰騰中的時候-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似乎 
很容易拉近，閻老闆揚了揚他的胖手，雖然在蒸氣氨氳中，他手上的那枚鑽戒，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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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仍然是光華奪目！ 

他望着被熱水浸得滿頭大汗的方正行，道：「你看我這戒指怎麼嗉？」 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 r 不錯，很大。」 

閻老闆 r 呵呵」笑了起來，忽然又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不過，院長的那十八顆 
鈕子，光比這還好，大小也差不多，嘖磧，那眞是稀世奇寶，是宮裏的人賣出來 
的！ 再找， 花多少錢都找不到了！」 

方正行一怔，問道：「你這顆要多少錢？ 一 
閣老闆現出得意的神色來，用手抹着鑌石。 

方正行在等着他的回答，方正行的心中，已經開始漸漸惑到，整件事，可能已 
快要有答案了！ 

閻老闆望着手中的那顆鑽石，眼睛瞇成一道縫，說道： r 不費，也不過三萬大 
洋！」 

方正行一聽，整個人自池中直站了起來，失聲道： r 那麼，這十八顆鑽石鈕 
子，豈不是五十四萬大洋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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閻老闆望了方正行一眼，道：「六十萬大洋，是我經手的，我可沒賺什麼！」 
方正行揮着手，像是想將眼前的蒸氣揮開，又繋是將心中的疑雲揮開去，他大 

聲道： r 院長败官淸蒹，那來的掷麼多金錢啊？」 

方正行這句話一出口，閣老闆陡地笑了起來，他的笑聲，在浴室中聽來，來得 

格外宏亮’方正行盯着他，閻老閭足足笑了好幾分鐘，才道•■「淸廉，天下啟官的 
人，那有一個是淸廉的？」 

方正行只覺得臉上一陣子發熟，閻老闆這樣說做官的人，他也不想反駁，他只 

是慢 -1 坐了下來，又將身子，浸在熟水之中" 

他吸了 一口氣，道 •• r 眞想不到，院長會有那麼多錢，眞想不到！」 

閻老闆伸手在 方正行肩上拍了一拍，道： r 這下子，你們偵緝除可 . K 了！」 

方正行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他還有點不明白 M 老闆這樣說，是什麼一 S 思，但是那 

只是極短時間的事，他立時明白閻老闆是什麼意思了。 

閻老闆的意思是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一出事，就未曾列在失 M 上，是偵揖隊 
的人，故意隱瞞下來的，現在人薄並濩了，囚犯困在死囚牢裏’還敢說什麼，這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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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顆鑽石鈕子，自然是落在偵緝隊的手裏了。六十萬大洋，那可眞是把得很了！ 

方正行在迅速地轉着念，一時之間，未曾搭腔，閻老閟在池水中，挪了挪身 
子-靠近了方正行一些，道 •• r 方 i 行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出手不容易，你們也 
找不到那麼大的買主，這樣吧，我可以收回來，照六十萬這個數字，打八折，全給 
現洋 。 j 

閻老闆的眼睛，瞇成了一道縫，又道：「過幾天，是大帥老太爺的整壽，我想 
送一筆大禮，•也沒有再比這份大 ill 更堂皇了！」 

方正行又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在浴池中，他吸進去的，是悶熱的水汽，那使他的 

心情，更加悶鬱。 

方正行仍然沒有立時回答，他心中正在上下0騰着，閻老闆疑心，這十八顆鑽 
石鈕子，是偵辑隊的人呑沒了，那不足爲奇。奇的是，方正行却可以肯定，偵辑塚 
中的人，決未曾幹這種事！ 

這是方正行可以肯定的事，他是湞辑隊的隊長，這件案子，從頭到尾，都是由 
他一個人包辦的，決不可能在其中出了這樣的紕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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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當方正行再向下想去的時候，他的信心，不免有點動搖了！ 

他在外面奔波了大半年，一點頭緖也沒有，結果，這件案子，是在太原城裏， 
人薄 並獲的 。人 謫並獲之際，他並不在場，要是那時有人啜了手脚，他是無法知道 

的！ , 

方正行不敢肯 定他隊裏是不是有人在藏物上敗了手 P ,如果眞有人這樣做的 
話，一定會瞞着他，因爲數字實在太大了，誰也不肯將已經吞下去的肥肉吐出來！ 
方正行足足有十來分鐘不出§，閻老闆又說道： r 你放心，我決不會叫你吃虧 
的！」 

方正行只好苦笑了 一下，他知道，現在向閻老闆解釋，是沒有用處的，他只是 
站了起來，匆匆抹了身子，離開了浴池，出了浴室。 

離開了浴室後的第一件事，他就回到了隊裏，召集了四 ; 1隊員，那四個隊員， 

就是當日在車站，搜到了_物，立了大功的四個。 

四個隊員一進方隊長的辦公室，就感到了一股極度的寒意，寒意是來自方隊長 

嚴峻的臉色，和他望着人時那兩股令人戰慄的目光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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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個隊員互望了一眼，挺直身子站着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方隊長望着他們，心裏 
陡地一陣難過。他本來是準備問這四個隊員，嚴詞責詢他們是不是在捜到睡物時， 
留下了那十八顆纘石鈕子的，但是他立時感到，這四個隊員，是自己的手下，也曾 
跟自己出生人死，辦過案子，那是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人，實在是不應該懷疑他們 
的！ 

利掷之間，方正行殮上郵種簌峻的 n $ 情消失了，他看來變得十分疲港，也十分 
難過。他 R 是淡然問道：「你們抓到了 S3 兩愜人時，釅物全報上來了？」 

S 5 四個隊員互望了一眼，他 n 自然難以明白方正行的心倩，四個人齊聲道： 

|全報上來了，跟失單上的一模一樣，一件也不少！」 

* 方正行轉過身去，望着窗口。 

方正行略頓了頓，失單上的一件也不少，可是那十八顆鈕子，根本不在失單 
上！他又問道： r 還有沒有失單上沒有的東西？」 

四個隊員互望了一眼，等到方正行問出這句話來之後，他們也知道，方正行叫 
他們來問話的眞正目的是什麼了，四個人的神情都很激動，齊聲叫道：「隊長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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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陡地轉過身來，立時道：「算了，我知道你們不會散這樣的事！」 
四個隊 員的神情更激動，充滿了感激的神情，一齊沉聲道：「謝謝隊長！」 

方正行嘆了一聲，一個隊員道： r 隊長，是不是那張失單—」 

那隊員的話還未曾講完，方正行的心中，就陡地一亮，立時揮了揮手，那隊員 
也不再講下去。剌那之間，方正行的腦中，湧了許多事來。 

當案子發生之後’由於所有的人全都罹難了’究竟失去了多少東西，也無從籩 

知，這張失單的瘦得，也頗有一點曲折在內。 

先是根本沒有人知道失了什麼，後來，事主的一個內侄，說曾幫着收拾行李， 

院長曾有一張値錢的物品單子，是院長親筆所寫的，交在他的手上，他將那張單子 

呈了上來，這張單子 ，就自 然而然，成了失單= 

當時，方 正行並沒有想及其也，但現在想來，這件事却也奇怪得很，院長吿老 

還鄉，又不能預知自己會遇了盜劫，死在半途，何以會將所帶的細軟，開成了一張 
單子，交給他的內侄？ • 

但是現在，知道了院長的宦索之中，還有那一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事情就很明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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拫據那張失單來看，所有的細軟，€値也不過兩萬來三萬大洋，澉了幾十年 
官，有那麼一點漬蓄，自然無損他淸廉的 S 名。而那十八顆鑽石鈕子，-定是在極 
度秘密的情形之下買了進來的，是院長的從來未爲人知的錢財，而院長列出了這張 

單子，目的是「此地無銀三百両」，是爲了他自己淸廉的聲名！ 

要說起來，失單上的東 西雖多，總値還不及一顆鑌石鈕子，如果劫匪是深知秘 

密的話，只取走了那十八顆鑽石鈕子，而留下了其他的東西，等人去頂着劫殺的罪 

名，那應該是最聰明的安排了！ 

那樣看夾，那兩個下在死 E 裏的人，所說的竟可能是實情了！ 

方正行一想到這裏，心裏不禁亂跳，如果是那樣的話，那麼，這件案子，就一 

定不是尋常的路劫，而是曾經經過周密的安排的。 

首先，劫匪知道在院長的行李之中，有這樣的十八顆鑽石，然後，在山溝子裏 

下手，將所有的人，殺得一個不剩，除了那十八顆鑽石鈕子之外，什麼也不取，而 
將其他的東西放在一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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劫匪知道，總有人會經過的，而經過的人，要是不順手牽羊，那也幾乎是不可 
能的事。劫匪更知道，無論是誰，拿走了這批 SI 物，總有被發現的一天，而等到藏 
物被發現之後，整件案子就算是結束了，不會再有人追究，這十八顆鑽石鈕子，也 

不會再有人過問了！ 

劫匪不但要知道院長有這些鑽石，而且還要知道院長是在秘密的倩形之下，買 
進那些鑽石來的！ 

那麼，這個人是誰呢？ 

方正行第一個想到的是閻老闆，可是他立時否定了這個想法 C 
要是事情是閻老闆主使的話，那麼，閣老闆就決不會再提起那些鑽石。正因爲 
閣老闆提起了那些鑽石，才使得整件案子在幾乎絕望之際，又 * 廻路轉’出現了一 
線光明，並且可以循此追查下去的！ 

那四個偵緝隊隊員，看着方正行發怔，也看着他踱來踱去，看着他額上沁出汗 
來，最後，看着他陡地衝了出去，留下他們四個，莫名其妙地等在辦公室中。 

方正行又來到浴室，閻老闆還在，不過已經不在浴池中了，而是躺着，由兩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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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替他槌着，拳頭落在閻老闆的一身拌肉上，發出來的聲響，格外來得響一些， 
方正行一到，就將那兩個槌骨的趕了出去’閻老闆瞇着眼，坐起身來，道：「想明 

白了？」 

方正行並不直接回答，只是問道： r 你經手賣這十八顆鑽石鈕子給院長，可有 
別人 知道？ 」 

閻老闆 r 呵呵」笑了起來’道：「這件事’再秘密也沒有’除了我和也，沒有 
人知道！」 

方正行冷冷地道： 「那麼大的一單交易，會沒有旁的人知道？」 

閻老闆顯然誤會了方正行的意思，是怕這件事會傳了出去，是以他道：「眞是 
沒有人知道，這批鑽石 ，在我這裏已經有好多年了，我也沒有找過買主’是院長找 

我，問起有什麼値錢 ra 又容易帶的東西，我才賣了給他，那是三年前的事 淸。」 
方正行又呆了一呆，才道 •• r 你是說，這批鑽石，在院長的手裏，已經有三年 

了？」 

閻老闆道： r 是，據我所知’他從來也未曾在人前露過口虱 I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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閻老闆說到這裏，忽然笑了起來，道： r 他不是不想說，他是不能說啊，你想 186 
想，他要是一說，人家問他：你是那裏來的錢買的，他不是不再是淸官了嗎？哈哈 
哈！」 

閻老闆笑着，但是方正行却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笑。這批鑽石在院長手中， 

足足有三年，要是沒有人知道，那眞難令人相信，而知道的人，要安排一次劫案， 

自然 也容易得很！ 

事情漸漸有點頭緒了，在閻老闆那裏，可能已問不出什麼來，是以方正行站起 
了身來，閻老闆忙說道 •• r 你別忙走，我八折收回來，你這裏，我另外送你五萬大 
洋！」 

方正行緩緩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閻老闆，你弄錯了，這批讃石，根本不在偵緝隊 
手上！」 

閻老闆的眼踭得老大，道：「不在偵緝隊的手上，那麼在誰的手上 ？I 

籲 

方正行一字一碩，緩緩地道： r 誰效這件案子，就在誰的身上！」 

閻老闆一時之間，顯然不明白方正行的意思，道：「那兩個人在死囚牢裏，絕 



►白痴劫 


活不了，還要來幹什麼？人要是死了 -用金鋼鑽來跤棺材，也是白搭！」 

方正行並不想多解釋，只是望了閻老闆一眼，道：「原來你也明白這個道 

理！」 

閻老闆一怔，還想說什麼間，方正行已經轉身，向外走了出去。 

在方正行向外走去的時候，他的扳步很輕鬆，心情也很興奮，因爲這件無頭案 
子，到現在爲止，總算有了 一點眉目了，循現在所有的線索追查下去，極有可能， 
會使整件案子，水落石出。 

回到了部隊，那四個隊員還在，方正行一進門，就道： r 這幾天，你們四個 
人，什麼也別幹，只替我去調查一件事！」 

那四人齊聲答應着，方正行道： r 你鬥去查一查，院長在還鄕之前三年的時間 
內，有什麼他親近的人，是先離開他身邊的！」 

四個隊員答應了一聲，這樣的任務，在老練的湞緝隊員來看，實在是再輕鬆不 
過的了，可是方隊長却還是叮嚀了幾句，又道 ： r 一有結果，就向我報吿！」 

結果第三天就有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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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正行望着那聚員，那隊員道：一隊長，我查到了一個人，是院長從裕興里贖 
出來的，很得院長寵愛，院長年紀雖然大，可是一天不見她，就混身不自在，這個 
妓女，叫作小紅，跟了院長一年，忽然逃走了，院長爲這件事，曾大發脾氣，還曾 
叫我們查過她的下落 ！ J 

方正行陡地想了起來，道： r 是的，我記起來了，後來沒有結果。」 

那隊員道：「沒有結果，我們查來查去，只查到小紅是坐大車走的，在車站有 
人見過她，和一個一條胳膊的漢子在一起的！」 

方正行陡地站了起來，雙手按在桌子上，一時之間，竟然興奮得說不出話來！ 
他明白了，就算不是完全明白，他也至少已經明白了一大半！ 

雖然世上很多人只有一條胳膊，但是在這件大案子之中，却只有一個人是一條 
路膊的-那就是單臂老七•，在那山窩子裏的那個！ 

單臂老七是小紅的什麼人？這一點倒可以不必深究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個年近 
古稀的老人，將一個妓女，自妓院中贖了出來，將之寵愛不已，定會將所有的秘密 
講給她聽，包括那十八顆纘石鈕子在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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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臂老七會和小紅一起出現在車站-他們的關係，一定很密切，小紅會將這個 
秘密，轉吿給單臂老七，單臂老七自然也可以知道，院長這個官败不長’一定會吿 
老還鄕，自然也會將那十八顆鑽石，帶在身■邊。 

於是，單臂老七就先在山窩子裏，糾集了一批人，在那裏等着！ 

這一等，要等三年之久，只怕單臂老七事先也想不到，不過，終於給他們等到 

了！他們殺了所有的人，劫走了那十八顆鑽石，又回到了山窩子中，眞是神不知鬼 
不覺，只怕靑葉崗的張三，做夢也想不到，他以爲是落荒而來的窮漢子，原來是處 
心積慮，作一件驚天動地大案子的大盜！ 

方正行覺得自己已經將整件案子全想通了，現場上被那兩個人弄平的許多脚 

印，正是星臂老七那一伙人所留下來的 C 

可是，方正行又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因爲，單臂老七那一伙人，已經全死了，只 

剩下了那個白痴！ 

一想到了那個白痴，方正行陡地失聲叫了起來。他那突如其來的一叫，令得那 
個隊員，嚇了一跳 C 方隊長立時指着那個隊員，道： r 那……那白痴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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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實在說得太急了，以致話都講不連貫，直到定了定才能將這句話說完， 
道： r 那白痴現在在那裏？ j 

那隊員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他還弄不明白方正行這樣問，是什麼意思，方正 
行已向門口衝了出去，在門口，轉過身來，重重頓了頓足，又道： r 那白痴，我帶 
回來的那呆瓜，現在在那裏？」 

那隊員這才明白了方正行的意思，可是他却惑到，爲了那個白痴，方正行這樣 
焦急，事倩未免有點滑稽，是以他一面回答，一面在不由自主，眨着眼睛，道： 
「呆瓜一直在單身隊員的宿舍裏！」 

回太原之後，由於事情來得太突兀了，方正行一直沒有將注意力再放在那白痴 
的身上，但是現在，他覺得事情眞正要水落石出了，而一切的閼鍵，全在白痴的身 
上，如果讓那白痴走了的話，那麼，這大半年的辛苦，可以說完全白費了！ 

那隊員的話，才一出口，方正行便已_了出去，他衝得如此之急，直來到了 
街上，脚下給一塊石頭，絆了一絆，向前直撲過去，撞在一個騎着脚踏車的軍官身 
上，方正行一把扶住了脚踏車，伸手一推那軍官，道： r 我有急事，借你車子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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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！」 

那軍官叫方正 行一推，在地上跌了一交，再站起身來時，方正行已經騎着脚踏 
車，轉過街角去了，那軍官自然是認得方隊長的，他站了起來，抓着頭’由於驚愕 

太甚，一時之間，也說不出話來。 

方正行騎着脚踏車，向前駛着，車輪轉得飛快，但是他腦筋轉動’却比車輪更 
快，他從頭到尾，再將事情想了一遍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C 他的笑聲，是眞正發 
自心底的，那是多少日子來，苦思不得的答案，忽然之間，完全出現在心中的必然 
結果’事情正水落石出了！ 

方正行拐過了幾個彎，直衝進了 一條巷子中，巷中有不少小孩在玩，方正行下 
了車，就將車推過一邊，直奔出去，在一個四合院的門口，停了下來 C 

四合院的門半掩着，當方隊長一停下來之際，恰好有一個隊員，推門走出來， 
那隊員乍一見方隊長，嚇了一跳，立時挺直身子，方正行一伸手，已將那隊員胸前 
衣服，一把抓住。 . 、 

那隊員叫方正行抓住了衣服，嚇得臉都白了。老實說，幹湞緝隊的，大大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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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，心裏都不免有點鬼，而方正行又是嚴正得出了名的，猝如其來的那一抓，要是 
那隊員心裏鬼大的，眞能當場嚇死！ 

方正行疾聲問道： r 呆瓜在麼？」 

那隊員只覺得耳際嗡嗡作響，方正行問的是什麼，他也根本沒有聽到，只是張 
大了口 喘氣。 

就在這時，只聽得院子內傳來了一陣哄笑聲，有一個人在大聲道： r 有趣，瞧 
他那樣子，只怕有大姑娘脫光了衣服，他還是喜歡那塊石頭！」 

方正行一聽到這話，心陡地放了下來，那白痴還在，正有人在逗着他耍啦！ 

方正行推開了那隊員，推門走了進去。那隊員仍然呆呆地站在門口，身上也早 
叫汗水濕透了！ 

方正行一推門進去，就看到了白痴。 

四合院的結構，全是一樣的，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，三面全是房屋。這幢四合 
院，是偵緝隊單身隊員的宿舍，住着二十來個隊員。這時，在院子中的隊員，只有 
四個，那四個隊員，都望着白痴在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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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痴坐在一株棗樹之前，望着懸在樹枝上，繫着一塊石頭，在搖晃着的繩子， 
呆呆坐着。 

方隊長突然走了進來，那四個隊員呆了一呆，陡地立正，敬禮，方正行還了一 
禮，一直來到了那白痴之前，那白痴却完全不動’仍然雙眼望定，注視着那塊盪來 

盪去的石頭 o • 

一個隊員笑着道： r 隊長，老張他們說得不錯，這白痴只要有一塊石頭吊着’ 
他能坐上一天！」 

方隊長剛才趕得那麼急，可是這時，他看到了白痴，心裏完全定了下來，他笑 
了一笑，道：「一天？ 他在狼牙口縝，一坐就是欠半年！」 

幾個隊員一起笑了起來-一個道：「哩一，眞有他的！」 

. 方正行望那白痴一眼，道：「當然，爲了價値六十萬大洋的鑽石，就算坐上三 

年，也是値得的！」 . ' 

那白痴本來’坐着一動也不動的，可是方正行的那句話一出口’他陡地震 7. 一 

震，方正行大笑了起來，來到了那白痴的身前道：「好了，起來吧’數演完了 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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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白痴在震了一震之後，立時又坐着不動，方正■行的話，他也像是沒有聽到， 
幾個隊員聽得方隊長這樣講，現出極疑惑的神淸來。 

一個隊員忍不住道：「隊長，你說什麼？他是白痴！」 

方正行又笑了起來，道： r 你以爲他是白痴？他以爲天下所有人全是白痴！」 
方正行一面說，一面陡地伸手，抓住了白痴的肩頭，將白痴整個人，提了起 

來，白痴仍是怔怔地望着他，方正行笑着，道：「朋友，我眞佩服你，那十八顆鑽 
石鈕子，我想在你身上，是不是？ I 方正行一面說，一面已伸手向那白痴的身上摸 
去，也就在這時，只聽得白痴發出了一下叫聲，利那之間，他動作之快，身手之矯 
捷，叫那四個隊員，看得目瞪口呆！而方正行雖然早有準備，也吃了虧，白痴才一 
張口呼叫，一拳已重重擊在方正行的腹際，將方正行搫得倒退一步，痛得彎下身 
來，那白痴向後急退而出，一轉身，颼地就竄上了一丈來高的屋子，到了屋頂上。 
但是方正行雖然一上來就吃了虧，他的動作還是不慢，身子一挺，槍已在手，就在 
白痴想翻過屋背之際，槍聲響了。 

槍聲一響，白痴倒下，自屋頂上，骨碌碌地滾了下來，在屋子裏睡覺的幾個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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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也一起被驚醒，衝了出來，白痴滾到了地上，手按在大腿上，血自他的指縫之 
中，滾了出來，他居然還掙扎着站了起來，站了起來不算’居然還開口說話，他喘 
着氣，道：「方隊長，我 . 算是服了你了 ！」 

所有的隊員，全看得目瞪口呆，尤其是兩個曾跟着方隊長，奔波了大半年，自 
從發現了那白 痴之後 ， 一 直 就和他在一起的隊員，更是張大了 口，闇不攏來。 

方正行深深吸了 一口氣，道： r 彼此，彼此！」 

‘他又忍不住笑了起來。 

X X X 

桌上放着十八顆晶亮的鑽石，每一顆足有指甲大小，桌旁圍着湞 It 隊的隊員， 
方正行用手指撥弄着那些纘石，隊員都望定了方正行，似乎比那十八顆鑽石，更來 
得吸引人。攢石是在白痴身上捜出來的，用布緊緊勒在腹際。 

方正行終於開了口，道 •• r 院長向閻老闆買了這些鑽石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只有 
他的寵妾知道，可是已經夠了，單臂老七找到了白痴——我們該叫他的大號王廣’ 
他們一共聚了七個人，就開始預謀這件案子，他們知道院長要吿老，會經過什麽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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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他們早在山窩子裏藏着，等候下手的機會，他們是等到了！」 

一個隊員道： r 可是那些薄物 —— 」 -•: 

方正行道：「他們的目的，是這十八顆瓚石，這是院長的秘密，不在失單上， 
沒有人知道，他們留下了其他的東西，總有過路人起貪心的，果然有了，只要釅物 
一露眼，人釅並濩，自然他們就逍遙法外，不再有人追究他們了！」 

一個隊員道：「可是偏偏遇到了我們方隊長！」 

方正行瞪了那隊員一眼，又道：「不過，單臂老七他們，也找錯了人，全都叫 

王廣殺了。王廣知道風聲緊，就在猥牙口鎭，假裝白痴，他一直在等，等這件案子 
人薄並獲，足足等了大半年，這只怕也是他料不到的，不過，他終於等到了，要不 
是我遇到了閻老闆，知道了有那批鑽石，我也會將他送到孤寡院去，他隨便揀一個 
日子，就可以齊離開，因爲案子已經結束了，各處路卡上，也沒有人會捜身，他眞 
是萬無一 失的！」 

幾個隊員一起問道：「那麼，隊長，是什麽使你疑心到他身上的呢？」 

方正行深深吸*7一口氣，他沒有當時回答這個問題。一直到提王廣出來審的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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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王廣的面肉 抽動着，神情極其不服，他問道 ： r 我服是服了，可是我還不明 

• 一 

白，我在那裏露出了破綻叫你疑心我？」 一 
方象長笑了笑，道： r 王廣，你沒想到？我倒是早想到了的！」 .J 

方隊長的確是早想到了的，那就是那一次，他突如其來想到的，令得他震驚的 

那一件事！王廣睜大了眼睛，在等着方正行的回答。方正行緩緩地道：「你在狼牙 

口鎮上，一直對着一塊懸盪的石塊呆坐着，是不是？」 

王廣道：「是，那有什麼不對？』 

方正行立時道： r 你想想，單臂老七那伙人全死了，你一個人到了猥牙口，除 
了你自己之外，誰又會知道你喜歡看搖晃的石頭？誰會替你繫一塊石頭在樹上？ 一 
定是你自己做的，而你是白痴，不應該會做這樣的事！」 

王廣的身子，陡地震動了起來。他低下頭來，沒有第二句話了——直到他理了 
三槍，屍橫刑場，他沒有再說任何話。 (本篇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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